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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本书可视作对沈周（1427—1509）个人生活及其所处世界的一次导览。通过“观”“居”“游”“友”“隐”“忧”六个方面的深入解读，呈现沈周生活、艺术、心灵的丰富细节。透过遗存的诗文绘画，还原一位生活在明代中叶、居住在苏州乡下、终生不曾远游的文士之所见、所思、所感，展示沈周如何在生活中获得艺术的灵感与心灵的力量：对乐趣的发掘，对忧患的豁达。


  作为隐逸文人，沈周从未出仕，却以其优异的绘画、诗文创作及在文艺界的巨大影响力，在世时即被推为吴中文坛领袖，《明史》评之曰“风流文彩，照映一时”。在今天，沈周同时受到美术史界、文学史界的持续关注。学者们的不懈努力与深入发掘，使得沈周风格鲜明、独树一帜的画家兼诗人的形象越来越清晰，但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个体沈周，反倒因其艺术家形象的不断被构建和重塑而渐行渐远。沈周在生活中体验到的快乐与困顿，隔着历史烟云，被一代代史家的述说所遮蔽，变得越来越模糊。


  学术研究体系发展所带来的学术专业化，使得研究对象被剖解为一个个侧面，在不同的学科体系下呈现出不同面向，乃至有碎片化的倾向。就沈周为学界所关注的文艺才能而言，其在诗书画方面的成就，本为一体，不可分割。从沈周传世的具体作品来看，往往既有画，又有诗，诗以法书的形式存在于画面之上，诗书画一体，正是文人绘画及与之相关文艺活动的典型特征。今天我们通过刊印成册的诗集来把握和还原沈周在诗文上的成就，而诗集中收录的大量诗作，最初则是以题画诗的形式创作、阅读、传播，与笔墨构成的画面、法书一道，被制作、展示和观看。沈周文艺才能的发展，又与其生活在其中的、不断体验着的世界密切相关。出现在沈周生活中的人与物，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乃至塑造了他的艺术面貌。


  学术写作格外强调客观，要求对研究对象保持一种冷静的观察态度，以追求历史之真实，然而稍有不慎就容易失掉人文关怀的初心。本书尝试打破学术写作的固定视角与思维，从沈周本人的视角出发，描述他在生活中的见闻与感受，试图还原与呈现出一个立体而丰满的沈周，将沈周为对抗世俗世界而创作的文艺作品，尽可能地还原到与之生活相关的细节中去。正是本书中花费了大量笔墨所呈现出来的一个个丰富的细节，构成了沈周文艺活动的背景音。了解这些细节，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沈周其人其艺。


  本书的六位写作者，都是在沈周研究领域不断耕耘的青年学者。就今日学科体系划分而言，三位来自美术史界，三位来自文学史界。对于六位作者来说，此书既是对日常学术写作方式的一次打破，也是一次深入沈周心灵的旅行与对话。得益于各自领域的学术训练，在使用材料时能够秉持严谨；也得益于经年累月对沈周生活与艺术的观察与探求，在转换视角时才能够得心应手。


  书中涉及的问题，或大或小，但无疑是每一个普通人在生活中都会经历和思索的。沈周喜欢看什么，吃什么？他如何观察和看待身边的事物？是为“观”。沈周的居住环境如何，他日常居家会做些什么？是为“居”。沈周自言生平好游，他都去过哪些地方，饱览过什么景致？是为“游”。沈周与谁交好？他们相聚时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是为“友”。沈周为何不出仕？他如何发掘隐居生活中的乐趣？是为“隐”。“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沈周的生活境遇，绝非他诗画作品所传达的那般恬静闲适，他如何排解忧愁，并始终保持乐观豁达的心境？是为“忧”。


  在俗世中如何寻求立身之本，发展出更优秀的、更有趣味的自我，对于现代人来说，也是需要终生思考的问题。尽管时空相隔，希望本书所揭示出的沈周，在当下也具有启发意义，或慰藉心灵的作用。


  这是一次带有实验性质的写作，恳请方家指正。


  秦晓磊


  2020年4月18日


  观


  玉泉观鱼


  石池本清冽，映日更明透。畜鱼不得藏，巨细百尾凑。


  在水若空游，一一见肥瘦。又若在镜中，鳞鬛无差谬。


  旅往还旅来，人饵口即就。洋洋得其所，何殊浴沂秀。


  深契濠上观，肯袭如棠陋。心赏失归途，昏云黯孤岫。


  秦晓磊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美术学博士，现任职于中国美术出版总社。研究方向为中国美术史，主要关注明清时期的卷轴画。在《故宫博物院院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文艺研究》等杂志发表研究文章10余篇。


  花木


  成化十五年（1479）春，苏州城中的杏花开得正好。这一日，沈周来到庆云庵观赏杏花。傍晚时分的落雨并未影响沈周看花的心情，雨晴月下的杏花别有一番风致，沈周不禁赞叹道：“嫣然红粉本富贵，更借月露添妍清。”（《雨晴月下庆云庵观杏花赋此，明日老僧索作图连书之》）[1]夜晚的庆云庵分外安静，游人皆散，蜂蝶亦眠，独享杏花倩影与芬芳的沈周颇感惬意，作诗一首记之。


  沈周居住和生活的相城，位于苏州城东北处，距城区约五十里[2]。沈周赴苏州城办事或会友，往往就寓居在僧舍之中。僧众知沈周善于作画，常常在沈周借宿时索画；沈周也乐于一展画艺，以答谢僧众的招待。这次也不例外，次日，沈周为庵中老僧作杏花图，并将昨夜所赋之诗一并书于纸上。庆云庵中并非只有杏花。成化十四年（1478）三月十日，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沈周来到庵中观赏牡丹，是日亦作牡丹图及诗，赠予同游的晚辈徐襄[3]。更早些时候，沈周与李敬敷、杨启同两位友人一道前往竹堂寺探梅，饮酒观梅并作诗绘画：“酒酣涂纸作横斜，笔下珠光湿春露。”（《竹堂寺与李敬敷杨启同观梅》）


  在名花异卉盛放的时节，与友人一同观景赏花、雅集宴会，是沈周日常生活与社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化二十一年（1485），沈周游南京，先后应吴珵、陈音之邀，赴宴赏牡丹。（《吴元玉邀赏牡丹迨夜》《陈太常师召邀赏南轩牡丹》）席间皆有诗画，歌咏和描绘的对象正是所观赏的牡丹。诗画完成后，或许就直接赠予宴会中的友人，正如《赏牡丹席上作折枝赠刘德成》诗名所反映的那样。


  上述画作皆已不存，推想其面貌，应与《牡丹图》（图1.1）、《芍药图》（图1.2）、《杏花图》（故宫博物院藏）、《卧游》册之《杏花》（图1.3）等相类。


  据《牡丹图》诗跋，可知该图为某年三月十八日，沈周夜赏牡丹，呼酒秉烛，乘兴而作：“烧灯照影对把酒，露香脉脉浮深杯”，“盈月逼夜，呼酒秉烛赏之，更留此作”。沈周言及此花已六年未曾一观：“东禅此花不及赏者，已越六年。”“东禅”是苏州城内另一座寺庙。从沈周《挽东禅信公》“我来借宿今无主”来看，东禅精舍应当也是沈周入城借宿之地。


  手卷形制的《芍药图》同样由诗跋和图像构成。诗作于北寺庆公水阁，沈周来此消遣，甚感清雅闲适，故作诗答谢。友人陆汝器未及前来，沈周因作图，并重录当日所作诗，以满足其未能同游及观赏北寺芍药的遗憾。


  尽管沈周对牡丹的艳丽之姿颇为欣赏，“靓妆倚露粉汗湿，醉窗隔纱红晕明”（《庆云庵牡丹》），但《牡丹图》与《芍药图》纯用水墨写就，展示出有别于宫廷绘画和职业绘画的文人趣味。《杏花图》与《卧游》册之《杏花》为设色之作，颜色清淡，用笔亦简，且题以诗文。笔墨、诗意为作品增加了可供欣赏和玩味的层次。对于如何画花，沈周有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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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 沈周《牡丹图》

    明 纸本水墨

    纵155厘米，横68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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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 沈周《芍药图》 明 纸本水墨 纵32.9厘米，横135.8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凡梅兰，于画家为之自有法行，干着花叶，不可以无传而自得也。今予戏染此纸，纷乱烂漫，颇得草木丛蔚之真。其间自有逸气，使专擅之人观之，必以牝牡求其骊黄也。知逸气者，必曰：“刻鹄不害其为鹜矣。”一笑。（《画梅兰》）


  沈周并不着意于对物象表面形态的捕捉，对职业画家所遵循的法则亦不以为然。他的绘画乃戏笔之作，却具有职业画家所没有的逸气，更能传递出事物之真意。


  观赏古木亦为沈周及其友人所好。成化十四年（1478）二月下旬，沈周与吴宽（1435—1504）同游虞山致道观（亦作“至道观”），除访昭明太子读书台、丹井等古迹外，还观赏了道观中的七星桧。（《二月二十日与吴匏庵放舟游虞山，舟中见山有作》《舣舟山下，因游至道观，登梁昭明读书台，访徐辰翁丹井，复作一首》）七株古木令沈周颇为惊叹：“七桧交云霞，灵飙散清馥。”据传七星桧是梁代天监二年（503），创建致道观的天师十二代孙张道裕手植之物[4]。明中期的苏州人相信，仅三株最古者为原植，余则为后人补植[5]。成化二十年（1484）正月，沈周复游虞山，途中画梁桧并作诗记之，名《四日游虞山画梁桧而回》。现存的两件沈周《三桧图》（分别收藏在南京博物院和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图1.4）皆非真迹[6]，但亦可由仿本推想原作之面貌。两卷皆以截取式的构图，以独立三纸分绘三木，后裱为一卷。这与旅行途中所绘，带有一定写生成分的创作情境相符。弘治五年（1492）三月九日，沈周泛舟虞山，再观七星桧，并作长诗一首，赞其为地方奇观：“海虞七星桧，宜为群木冠。列生老子宫，与邑作奇观。”（《七星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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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 沈周《卧游》册之《杏花》 明 纸本设色 纵27.8厘米，横37.3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沈周还曾与辽阳人刘献之同游范公先祠，“观外垣三梓”。范公先祠即位于苏州西南天平山中，奉祀着苏州先贤、曾任苏州知府的范仲淹先世三代的忠烈庙[7]。由于范仲淹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力，及其之于苏州士人的重要象征意义，使得范公先祠与周边的自然风光，在明中期即已成为苏州重要的文化景观[8]。祠外三棵梓树，相传为范仲淹手植，沈周观后作诗歌咏之，并绘图以为同行的刘献之赠别。现存《三梓图》（图1.5），据周鼎题跋，为名“明吉”者复请沈周再作之图。画面主体以浓淡墨色绘三株梓树，两位文士立于树下，作交谈状，似在观赏古木，又似在依依话别。考虑到原图为赠别所作，可知沈周经营画面之用心：推想受画人刘献之在离开苏州后，展阅此图，定将回忆起与沈周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沈周还曾为刘献之绘《参天特秀图》（图1.6），以撑满画面的巨大松干与繁茂松针，比拟和赞美刘献之的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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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 （传）沈周《三桧图》 明 纸本水墨 每段纵56厘米，横120.6厘米 南京博物院藏

  


  沈周眼中并非只有名卉异木。“我随草木生长洲”（《题画寄杨提学应宁》），“自视之乃草木之徒”（《五十八自赞画像》），沈周以草木自拟，故而生长在庭前、屋后、园中、田间等处，容易被人忽视的杂草花木，同样受到沈周的关注。芙蓉、栀子、秋葵、菊花，乃至以往较少入画的鸡冠花、雁来红等，都是沈周笔下的常客。《秋葵图》（图1.7）绘黄秋葵花折枝一株，旁题云：


  庭前秋葵一枝，欹栏独立，檀心自舒，犹佳人含思清愁，大有可怜之态。第恐一朝萎露，因寄之丹青以永观。


  黄秋葵花与黄蜀葵花花型相似，但花朵偏小，且花期非常短：早晨开花，下午即败，故一般不用于观赏。蜀葵则不同，花朵大、色泽艳丽、花期长，因此格外受人喜爱，也是经常出现在宋代花鸟画中的花种。沈周却偏偏对清瘦娇弱的秋葵花心生怜爱，为其置像，自己也得以时时观赏。


  《写意》册之《鸡冠花》（图1.8），花头与叶片皆低垂，花干弯折，似是晨露过重，故有不堪承受之状。透过纸面，仿佛能够看到那日清晨，闲庭信步的沈周所观察到的景致：一株被露水压折的鸡冠花。眼前的画面令他觉得有趣，故诗以记之：“闲庭有奇草，花却类鸡冠。破晓不能唱，低头露未干。”对日常瞬间的捕捉与展现生动如斯，纵观中国古代画史，亦殊为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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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5 沈周《三梓图》

    明 纸本水墨

    纵111厘米，横41厘米

    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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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6 沈周《参天特秀图》

    1479年 纸本水墨

    纵156厘米，横67.1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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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7 沈周《秋葵图》 明 纸本设色

    纵17.5厘米，横53.4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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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8 沈周《写意》册之《鸡冠花》 明 纸本水墨

    纵30.4厘米，横53.2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蔬果


  沈周以艺术家的敏锐眼睛与敏感心灵，从生活细节中发掘乐趣，从平日所见之物中体悟深意。沈周喜爱美食，故而日常食用的瓜果蔬菜等，也成为他歌咏和描绘的对象。白菜、萝卜、椿芽、蕨菜、竹笋、杨梅、柿子等，皆为沈周嗜食之物。弘治四年（1491）清明后一日，沈周借宿西山觉海庵，回想起上次来觉海庵吃到的鲜嫩蕨菜，不禁感叹今年来得早了些，若是能够留上五日，定能再尝美味。（《宿觉海庵思食蕨有作》）作于数年前的《食萝卜》诗云：


  土酥烂煮如蒸羊，老夫大嚼胜黄粮。关门浩歌自扪腹，犀筋厌饫将谁强。朝来束玉一大把，南园早露含天浆。老夫搘铛着活火，不道客来烟满堂。


  一位老餮的形象跃然纸上。《蔬菜图》（图1.9）绘园中生长的白菜一棵，题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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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9 沈周《蔬菜图》

    明 纸本水墨

    纵92.3厘米，横31.7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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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0 沈周《写意》册之《白菜》 明 纸本水墨

    纵30.4厘米，横53.2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南园昨夜雨，肥胜大官羊。党氏销金帐，何曾得一尝。


  以往文人歌咏白菜、萝卜，多取咬菜根的典故，比喻君子安于清苦，磨砺自我。沈周的关注点则不同。《写意》册之《白菜》（图1.10）跋云：


  公宜休之。拔汪信民之咬，咬以自励，拔于俗矫。吾不能优劣其间，惟是一啜一饱。


  《卧游》册之《白菜》（图1.11）题诗云：


  南畦多雨露，绿甲已抽新。切玉烂蒸去，自然便老人。


  沈周所关心的，是自家屋后南边菜园中具体实在的白菜，是日常生活中能够观其象、品其味的白菜，而非被注入过多精神内涵，早已脱离其自身的、抽象的白菜。从其挚友吴宽在《辛夷墨菜图》（图1.12）上的题诗“咬根莫弄叶，还可作羹煮”来看，这一视角实为二人所共享。沈周自称十分喜爱白菜的味道，故为白菜传神写照，又作《菜赞》：


  天茁此徒，多取而吾廉不伤；士知此味，多食而吾欲不荒。藏至真于淡薄，安贫贱于久长。后畦初雨，南园未霜。朝盘一箸，齿颊生香。先生饱矣，其乐洋洋。


  除为白菜作赞外，沈周还为杨梅立传，将杨梅拟人化：“为人外浮内核，性恬而韵爽”，“自幼好着青碧衫，壮易绯，老服紫縠裘”。赞其味“如醴浆、如密沈”，如人中之“淳儒”，叹其“产局遐陬，无路荐达”，惜其“遗落于风雨空山，委蜕草莽间”，如人之怀才不遇者。（《杨梅传》）成化十一年（1475），韩克瞻寄赠杨梅予沈周，沈周画杨梅图并题诗答谢，图今不存，存留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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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1 沈周《卧游》册之《白菜》 明 纸本设色

    纵27.8厘米，横37.3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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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2 沈周《辛夷墨菜图》 明 纸本设色

    每段纵34.9厘米，横58.8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西山有雨杨梅熟，东老无诗口舌干。珍重故人知此意，高林摘寄紫瑛丸。（《画杨梅答韩克瞻》）


  所谓西山，指的应是位于苏州城西的光福山。《姑苏志》载：“杨梅为吴中名品，味不减闽之荔支，出光福山。铜坑第一，聚坞次之。”沈周描绘光福风光亦云“霜前橘柚万苞黄，雨后杨梅千树紫”（《光福》）。弘治元年（1488）前后，友人姚存道赠沈周薰杨梅，沈周赋诗谢之。从“肉都不走丸微瘦，津略加干味转滋。鸟口夺生鲜恐烂，龙睛藏熟久还宜”（《薰杨梅》）来看，所谓薰杨梅，应是将新鲜杨梅作了风干处理，以便长久保存。可知沈周喜好杨梅之味的程度。


  沈周还为同样喜食杨梅的薛尧卿绘制过《一坞杨梅图》（图1.13），图作于弘治十五年（1502）。据题跋可知，薛尧卿为品尝新鲜杨梅，特辍农工驾舟前往聚坞。然为时已晚，杨梅已采摘殆尽，仅得一丸紫而大者。薛氏请沈周作画记之。沈周觉得有趣，欣然应允，并寄画与素不喜食杨梅的文徵明（1470—1559），发其一笑。画中一人携童子于杨梅树林中观望，那被杨梅勾起馋思的形象恐怕也是沈周本人的写照吧。


  枇杷、石榴、葡萄、柿子等，亦是沈周观察和描绘的对象。这些物象虽常常出现在宋元绘画中，但往往以固定搭配和组合的方式呈现，通过情节性的画面，表达特定的寓意或诗意。如鲁宗贵《吉祥多子图》（图1.14），以石榴、葡萄、橘子等物象的组合，传达出多子与吉祥的意味。又如马麟《橘绿图》（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由绿转黄状态中的橘，或与“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之诗意相关。反观沈周笔下的柿子、枇杷，绝非宫廷中的珍果，亦与名句无涉，就是普普通通、生长于苏州的田间地头，引人一吃为快的饱满果实。《写意》册之《柿子》（图1.15）绘一颗丰满圆润的柿子挂于枝头，似在待人采摘。对题云：“一颗压霜枝，红鲜味更滋。渴喉思快啖，还润我诗脾。”《卧游》册之《枇杷》（图1.16）题云：“弹质圆充饤，蜜津凉沁唇。黄金作服食，天亦寿吴人。”如光福山杨梅一般，洞庭山枇杷亦为苏州名产：“枇杷出洞庭山，初接则核小，再接无核。”（薛章宪《枇杷赋》，《吴都文粹续集》卷五八）弘治十一年（1498）秋，沈周作枇杷诗画赞云：“谁铸黄金三百丸，弹胎微湿露漙漙。从今抵鹊何消玉，更有饧浆沁齿寒。”（《珊瑚网》卷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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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3 沈周《一坞杨梅图》

    1502年 纸本水墨

    纵129.5厘米，横48.5厘米

    安徽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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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4 鲁宗贵《吉祥多子图》 南宋 绢本设色

    纵24厘米，横25.8厘米 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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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5 沈周《写意》册之《柿子》 明 纸本水墨

    纵30.4厘米，横53.2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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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6 沈周《卧游》册之《枇杷》

    明 纸本设色

    纵27.8厘米，横37.3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沈周家族有隐居不仕的传统，祖孙数辈皆以耕种务农为业。沈氏世居的相城，在明中期属乡野之地。自小生活在乡下，与农人为邻，亦曾参与农事的沈周，一生从未忽视过对乡间常见作物的观察。成化十一年（1475），沈周作《割稻》诗，记述自家男丁于寒冷秋雨中割稻之不易。成化十五年（1479）仲春与成化十七年（1481）秋冬，吴地淫雨不断，以致水患，沈周作《雨中与邻人话农事》《和陈佥宪粹之悯农韵》《悯灾行送刘侍御》等诗，表达对岁收及交纳赋税的担忧。为吴宽所作《东庄图》中，数开皆与农作物相关，如《稻畦》、《麦山》、《桑州》、《果林》（图1.17）等。四开中，田地与果木几乎占据了画面十分之八九的空间。沈周极富耐心地以数种颜色的精细线条来处理田中的稻子与小麦：先以较浅淡的带有颜色的线条细细勾写，再以较深的细墨线交错补笔，用以呈现作物繁盛茂密的生长状态。这一画法遥承自南宋宫廷画家，如马远《踏歌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画面下方所绘田地及作物。《桑州》《果林》两开采用勾染结合的手法，直接以颜色点染叶片、勾勒果实，与传为赵令穰的《橙黄橘绿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画法近似。沈周精准地通过画面传达出农作物的丰盛饱满状态：树果累累，桑叶沃若；麦垄青青，稻花漠漠。这想必得益于沈周对农作物的近距离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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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7 沈周《东庄图》册之《果林》

    明 纸本设色

    纵28.6厘米，横33厘米

    南京博物院藏

  


  我田今有麦，芃芃日满成。瀼露滋颜色，长茂及春晴。老少锄其根，傍恐野草生。不恤劳力苦，自为口腹营。念彼饥馁日，对此喜先盈。不愿秀两岐，食新即为祯。（《我田今有麦》）


  老圃吾家事，深知此计安。培功春助易，溉力雨分难。剖瓠谁怜大，持梅自信酸。朝盘不愁馁，苜蓿正阑干。（《南园杂兴》）


  动物


  沈周生活在水乡，四邻乡人除务农外，亦有以捕鱼虾为业者。鱼、虾、贝等素为沈周所喜食。成化十六年（1480）三月二十七日夜，沈周梦到在清溪中叉得一尾白色大鲤鱼，第二天西邻果然捕得一尾鲤鱼，颜色、大小竟皆与梦中肖似。沈周得鱼，惊喜之余，作诗记之（《三月廿七夜梦于清溪中叉一鲤，大而白色，翌旦西邻果叉一鱼，色质与梦中甚肖，异而赋此》）。弘治五年（1492）前后，沈周作《食蛏》诗，从“撱玉容生擿，凝酥怯过燔。着姜相打合，渍酒与温存”句，可知其深谙食蛏之法，且嗜其味。《写生》册其中一开绘有五枚双壳贝类（图1.18），最大的一枚仅余一片壳，肉已被吃去，较小的两枚一微开一半开，半开者可见其肉。这或许就是沈周对某日所食之物的观察与记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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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8 沈周《写生》册之《贝》

    1494年 纸本水墨

    纵34.6厘米，横57.2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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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9 沈周《杏林飞燕图》 明 纸本水墨 纵15厘米，横44.2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田间的生灵亦带给沈周许多绘画的灵感。飞者如燕、鸠、鸽，走者如鸡、鸭、鹅，游者如鱼、虾、蟹等，皆为沈周观察与描绘的对象。《杏林飞燕图》（图1.19）绘一只燕子栖息于杏花枝上，与《杏花燕子》诗意相合：“杏花初破处，新燕正来时。红雨里飞去，乌衣湿不知。”《鸠声唤雨图》（图1.20）绘侧立于枯枝上的鸠鸟。《花下睡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绘一只大白鹅，眠于一株生长在湖石边的玉簪花旁。上述诸作，在立意、取象上承自宋元花鸟画颇多，如描绘鸠鸟与桃花、杏花等花木之组合的画作，即多见于宋代画史文献[9]。“鸣鸠唤雨”是宋代诗词中的常见意象：“文书满案惟生睡，梦里鸣鸠唤雨来。”（黄庭坚《谢公择舅分赐茶三首》其二）“鸣鸠唤雨知唤晴，水车夜啼声彻明。”（杨万里《悯旱》）沈周《写意》册中就绘有立于杏花上的鸠鸟（图1.21），从对题诗来看，亦为唤雨主题：“一月厌久雨，科头眠竹楼。枕痕犹未熨，苦苦又啼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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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0 沈周《鸠声唤雨图》 明 纸本设色

    纵51.1厘米，横30.4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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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1 沈周《写意》册之《杏花鸠鸟》 明 纸本水墨

    纵30.4厘米，横53.2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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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2 沈周《写生》册之《白鸽》 1494年 纸本设色

    纵34.6厘米，横57.2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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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3 沈周《写生》册之《鸭子》 1494年 纸本水墨

    纵34.6厘米，横57.2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image: ]

    图1.24 陈琳《溪凫图》 元 纸本设色

    纵35.7厘米，横47.5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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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5 沈周《写生》册之《猫》 1494年 纸本水墨

    纵34.6厘米，横57.2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作于弘治七年（1494）的《写生》册之《白鸽》（图1.22）、《母鸡》、《鸭子》（图1.23）等页，则打破了自宋元以来花鸟画物象的固定组合搭配与构图程式化等倾向。除抛却了背景及情节性描绘外，物象塑造与所用笔墨皆极简。《白鸽》一页，全幅以淡淡的花青色罩染，鸽身处留白，再以细淡的、似有若无的墨线勾勒出鸽身轮廓及脖颈、翅膀处的少许羽毛，鸽头、鸽尾以浓重墨色一点、一抹，从而衬托出鸽身的洁白和羽毛的柔软质感。再来看对母鸡羽毛的呈现：先以较淡的墨色点染，再以较浓重的细笔复写，两次用笔皆干，从而精确传达出鸡身羽毛较鸽子更为蓬松且粗大的感觉。《鸭子》一页，与元代陈琳所绘《溪凫图》（图1.24）中立于水岸边的野鸭形态相似，但略去了对环境及鸭身非关键细节的描绘，用笔更为概括。白鸽、母鸡与鸭子皆取侧立姿态，虽略有不同，但都未与其他物象发生关联，除俯首的母鸡容易令人联想起吃食的情态外，皆没有情节性的展开，亦无深层寓意与诗意。被沈周所观察和捕捉到画面中的，就是普普通通的家禽在院子里散步或是静立的一个日常瞬间。


  缩成一团的猫，亦是如此。猫常见于宋画，往往与儿童或花木等形象一同出现，带有富贵、吉祥等象征寓意[10]。沈周笔下的猫，并非品种名贵、以外形取胜、用以观赏和取乐的宠物猫，而是家常豢养，用于驱赶、捕捉老鼠的田园猫。喜将身体蜷缩一团，是猫的日常姿态。从主人的视角看去，那弓背匍匐于地上的，就是一只圆形的猫。（图1.25）大约是觉得有趣，故将其绘于纸上，颇可见出沈周对家猫的怜爱之情。沈周还曾在诗中称赞猫对于清除家中鼠患的功劳：


  君不见，有猫无鼠初不知，失猫招鼠知猫福。忆昔乌圆状虽小，爪牙棱棱威比屋。堆床图籍任纵横，所贮肴核无不足。劳多饲缺忽他走，浑舍惊呼叵能复。公然黠辈无忌惮，啮案翻盆恣相逐。拥衾夜半憎嘐声，令我不眠百感续……


  得享猫福的沈周，对自家的猫颇为喜爱，可惜好景不长，该猫一日不慎丢失，令其十分心痛。苦于老鼠侵扰、夜不能寐的沈周作《失猫行》记之。


  《写生》册中还绘有墨驴一只。（图1.26）作为古代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驴子多见于行旅题材绘画。在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于画面下方山脚处，绘有四只身驮重物的驴子，由二人一前一后驱赶前行。像沈周这样以独幅画面为驴子写像的，在古代画史中十分罕见。沈周笔下的驴子，侧身而立，驴耳直竖起，嘴巴与鼻孔皆作张开状，驴身重心向后，一蹄向前，似在打鸣。《卧游》册中的水牛（图1.27）与之姿态相似，侧立于山坡上的水牛，一蹄微抬，昂首而行，似乎因为摆脱了牧人的直接控制，故而神情欢脱，憨态可掬。题诗云：“春草平坡雨迹深，徐行斜日入桃林。童儿放手无拘束，调牧于今已得心。”上联写牛于雨后生长着春草的平坡上徐行，下联笔锋一转，写牧童并不着意去牵制牛儿，任其自由行动。尽管画中未出现牧童，观者却可由牛鼻上拖挂着的一条绳索展开联想。沈周对于生灵的观察与描绘，正如其诗中的童儿一般，因已得法于心，故不受外在规则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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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6 沈周《写生》册之《驴》 1494年 纸本水墨

    纵34.6厘米，横57.2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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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7 沈周《卧游》册之《平坡散牧》 明 纸本设色

    纵27.8厘米，横37.3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我于蠢动兼生植，弄笔还能窃化机。明月小窗孤坐处，春风满面此心微。


  戏笔此册，随物赋形，聊自适闲居饱食之兴。若以画求我，我则在丹青之外矣。（《写生》册沈周题跋。图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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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8 沈周《写生》册题跋 1494年 纸本

    纵34.6厘米，横57.2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静观万物


  为沈周欣赏并描绘、吟咏者，除山水外，还有花草、树木、蔬果、虫鱼、鸟兽等，却又不止于此。如独特的天文现象，也会成为沈周观察和记录的对象。弘治元年（1488）正月初三，刚刚经历了暖冬的苏州下起大雪，至初五方晴，晴冷的天气一直持续到了初十。是夜月出而雪未化，天地间明彻异常。沈周忍不住登上小楼观赏。小楼临水，月光映照水面，四面积雪，澄澈清冷、月雪交映的美景令沈周赞叹不已，神思飘渺：


  楼临水，下皆虚澄。又四囿于雪，若涂银、若泼汞，腾光照人，骨肉相莹。月映清波间，树影滉弄，又若镜中见疏发，离离然可爱。寒浃肌肤，清入肺腑。因凭阑楯上，仰而茫然，俯而恍然，呀而莫禁，眄而莫收，神与物融，人观两奇……其雪与月，当有神矣。（《记雪月之观》）


  又或是生活中的某些细节。一日，屋边放置的一盆水，将日影倒映在了屋檐上，屋中的沈周看到这一景象，感到十分可爱，赋诗一首：


  盆漪阳采合晶荧，圆见檐牙倒影明。刚就一圈包太极，类从六观究无生。照来虚室心光现，印入空梁月相成。且信茅茨藏白璧，尚期知者论连城。（《盆水映日圆影上檐可爱而赋》）


  “自我”也是沈周时常观察和审视的对象。暮年的沈周常请人画像，现存《明人画沈周半身像》（图6.16）有其正德二年（1507）自题，云：“似不似，真不真。纸上影，身外人。死生一梦，天地一尘。”跳出身外观察自己，发觉自身与天地间的其他事物并无二致，一粒微尘而已：“草木当衰不复真，纸间座上两浮尘。”（《王理之写六十小像》）类似的观察角度，亦见于《咏影》诗：“自外观身托我成，我初生日汝同生。”


  可以说，万事万物都是沈周留心观察、感受和思考的对象，也即《写生》册前所题“观物之生”[11]。“观物之生”当遥承自北宋程颢“万物静观皆自得”（《秋日偶成》）句，意指静观万物之生意。宋儒周敦颐（1017—1073）观窗前草，张载（1020—1077）观驴子打鸣，程颢（1032—1085）观鸡雏，皆有所得：


  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观驴鸣，亦谓如此。


  观鸡雏。此可观仁。（《二程集》）


  窗前的青草、鸣叫的驴子与雏鸡，这些生活中常见动植物的日常状态，也同样为沈周所观察和描绘，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与沈周生活时代相近的吴与弼（1391—1469），在其记录平日感悟的《日录》中，亦时常记述自己观察身边万物的体会：


  游园，万物生意，最好观。


  观花木，与自家意思一般。


  早观花草，生意甚佳……


  徐步墙内，看秧生塍。静中春意，可乐也。


  憩亭子看收菜。卧久，见静中意思，此涵养工夫也。


  早憩自得亭。亲笔砚。水气连村，游鱼满沼，畦蔬生意，皆足乐也。


  （《康斋文集》卷十一）


  在乡下农耕课徒的吴与弼，其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皆与沈周相似，所观之物亦相近：乡间的花、木、草、秧、蔬、鱼，及收获庄稼的农人。对吴与弼来说，观察周边的万物，与读书一样，皆是为学的方法和渠道。沈周一向以儒士自居，其思想与行动，大约也受到了宋明理学家的深刻影响。正是在观察和体悟万物生意的过程中，沈周创造出了有异于自然世界，却同样伟大的自我的艺术世界。

  


  [1][明]沈周撰，汤志波点校《沈周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359页。本书所引沈周诗文均出自此书，以下不再注明出处。


  [2]“相城，在长洲县东北五十里”。[明]王鏊等《姑苏志》卷三三，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455页。


  [3]参见陈正宏《沈周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


  [4]“致道观……梁天监二年，汉嗣天师十二代孙张道裕居此，感异梦，建招真治（致道观）……手植七星桧”。[明]王鏊等《姑苏志》卷三〇，第414页。


  [5]沈周《七星桧》行书卷（湖州博物馆藏）：“虞山致道观，有所谓七星桧者，相传为梁时物也，今仅存其三，余则后人补植者。”引自林拯民《沈周〈七星桧〉行书卷考识》，《古籍研究》1997年第2期，第77—78页。


  [6]参见拙文《与邑作奇观——沈周文徵明笔下的虞山古桧》，《故宫博物院院刊》2018年第2期，第67—71页。


  [7]“忠烈庙，在天平山白云寺，宋文正范公先祠也。公之先，自徐国公而下三世葬此山”。[明]王鏊等《姑苏志》卷二七，第477页。


  [8]参见石守谦《〈雨余春树〉与明代中期苏州之送别图》，载《风格与世变：中国绘画十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0页。


  [9]参见陈阶晋等编《明四大家特展：沈周》，台北故宫博物院2014年版，第320—321页。


  [10]参见石守谦《沈周的应酬画及其观众》，载《从风格到画意：反思中国美术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54页。


  [11]“观物之生”四字无作者款印，推测应为沈周好友李应祯（1431—1493）手笔。见陈阶晋等编《明四大家特展：沈周》，第317页。


  居


  葺竹居


  行年四十五，两鬓半苍苍。感兹白傅言，蹇予适相当。


  老态一何逼，流光一何忙。坐懒百事堕，淡然与世忘。


  黾勉旧田庐，今兹始葺荒。买竹十数栽，初种未过墙。


  把酒时对之，疏阴度微凉。再歌荣木篇，为乐殊未央。


  雷雨晴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硕士，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博士在读，师从范景中、万木春教授。曾在Chinese Art Quarterly发表论文“The Research and Examination of Drawing of the Moon on the Eve of Mid-Autumn Festival and Other Related Works by Shen Zhou”。翻译李嘉琳（Kathlyn Liscomb）“Shen Zhou's Collection of Early Ming Painting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Wu School's Eclectic Revivalism”、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Some Taoist Elements in the Calligraphy of the Six Dynasties”等论文。


  祖宅西庄


  全庆堂


  西庄是沈周家宅，它见证了沈周与其亲友的悲欢离合，也见证了其漫漫创作之路。谈起西庄，便要从沈周的曾祖父沈良说起。沈良字良琛，号兰坡，因元末战乱入赘相城后便在此安家立业。沈周曾祖母徐道宁，是相城名门之后。在二人操持与经营下，沈氏积累起较为雄厚的家产，成为相城大户，受到乡邻敬重。祖父沈澄乃是性情中人。永乐初年征召赴京，却称病回乡，过起了隐居的生活。有明确记载，沈氏一族从沈澄开始便居住于相城内名曰西庄的宅邸中，或是沈良遗留的家产。西庄的面貌大致可以从杜琼（1396—1474）的笔下得知，其为沈澄宴集所作《西庄雅集图记》云：“其地襟带五湖，控接原隰，有亭馆花竹之胜，水云烟月之娱。孟渊攻书饬行，郡之庞生硕儒多与之相接。凡佳景良辰，则招邀于其地，觞酒赋诗，嘲风咏月，以适其适。”[1]西庄内主室名全庆堂，成化八年（1472）十月，伯父沈贞（图2.1）七十三岁寿辰，沈周与堂兄弟沈璞、沈橒以及友人杨景章同去全庆堂祝寿。全庆堂究竟是沈贞的住所还是沈家用来举办宴会的地方，我们不得而知。杨景章工写照，于是众人皆举杯请其为寿星沈贞画一幅画像。画完之后，众人皆唶唶称真。作为回报，沈橒泼墨山水，沈贞、沈璞、沈橒、沈周四人分别题跋于上，以赠杨景章，惜画已不存。


  秋轩与东广


  在西庄里，尤为重要的是依附于主室全庆堂的两个偏房——秋轩与东广。


  秋轩是附在全庆堂西侧的一间偏室，轩虽小却十分雅致。在轩前的庭院中，栽植着芙蓉（图2.2）、黄葵（图2.3）、甘菊等花草，在秋日的凉风与夕阳之中，身处此轩，甚为安逸。又因其在园中之西，西方属于秋位，故名之曰“秋轩”。祖父沈澄十分疼爱聪明伶俐的幼孙，在《秋轩记》中，沈周追忆了与祖父相处的点滴，他依稀记得祖父常常在秋轩里抱着自己，“哺饴弄雏，实于斯也”——不仅亲自喂他好吃的点心，还逗弄孙儿开心，实在是一幅天伦之乐的温馨画卷。沈周写下这些怀念祖父的文字时，自己也已是苍颜华发的垂垂老者。斯室依旧，斯人已逝。


  秋轩之所以名“秋”者，除了其地理方位在宅院西侧以及秋日宜居之外，亦与其中人之气质相关。秋季代表着聚集和收敛，沈周反思自己年少时曾妄慕妄求，故希冀在秋轩内“养其衰、徯其老、全其生”。秋轩中聚集之人，不论年老年少，皆“听茫茫，视荒荒，多怠而健忘”，精神与秋相通，即“与秋相感者”。（图2.4）


  沈氏家族一直与文人雅士保持着频繁的交游。元代著名画家王蒙与沈良交好，并作画相赠[2]。沈澄时期的西庄已成为重要的文化社交场所，几可媲美元末顾瑛的玉山雅集。为了追随文化偶像顾瑛的脚步，沈澄经常在西庄中举办文人雅集，来者皆江南名士。沈周还记得秋轩里宾客满座，文士名流捧觞为祖父沈澄祝寿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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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1 沈贞《菖蒲》

    明 纸本水墨

    纵60.3厘米，横24.7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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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2 沈周《卧游》册之《芙蓉》 明 纸本设色

    纵27.8厘米，横37.3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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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3 沈周《卧游》册之《黄葵》 明 纸本设色

    纵27.8厘米，横37.3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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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4 刘珏《清白轩图》

    1458年 纸本水墨

    纵97.2厘米，横35.4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四十年后，曾参与雅集的沈遇绘制《西庄雅集图》[3]，还原了当时觞酒赋诗、嘲风咏月的场面。此时，诸公皆已仙去，惟余三人。沈遇只能想象当时在场诸人的容貌，回忆当时雅聚时的场景，曲尽其妙地将其移入丹青之中。另一位参与过雅集的友人杜琼，在为《西庄雅集图》所作记文中，追念了当年参与雅集之人，慨叹当年亲接诸儒之雅好，而今不可复得的怅惘。（图2.5）


  参加过西庄雅集的画家谢缙（1420—1488），多年后途经相城并留宿西庄，临别之际，画下了《西庄图》赠予沈澄。虽然已离开相城多年，但谢氏在题跋中言及沈澄，依旧情好如昔。成化十六年（1480），沈周补题了此图，感叹此图完成时自己尚未出生，而今谢缙仙逝，祖父沈澄已离世十八载，自己也已五十四岁。如今重见此图，抚图之际感念往昔，不禁潸然。（图2.6）


  弘治二年（1489）初冬，六十三岁的沈周大病初愈，好友姚丞、浦正、沈观三人来探望，酌酒于秋轩，并赋诗连句。次日沈璞又来，沈周与客人在秋轩内联句诗会，通宵达旦。第三日沈周请渔夫在河中打捞上两条鱼，由沈母烹饪后请诸客品尝。不久，朱存理亦至，于是众人邀请其和韵。聚会结束后，沈周特意写了一篇文章来记录此次的聚会（《记诗会联句》《夜酌与浦三正、姚一丞、沈二璞、沈三观大联句》）[4]。此时，秋轩已从祖父沈澄举办雅集的场所成为沈周接待友人、宴请宾客的地点。祖父时期的文人雅集传统保留并凝结为秋轩的精神意涵。


  与秋轩相对的东广，是全庆堂东侧的一间偏房。大而为堂，小而为广，此间又在地之东侧，故名为东广，沈周从小在此跟随陈宽（1396—1473）学习。陈氏一门皆以文学高自标致，沈周的父亲沈恒、伯父沈贞亦曾追随陈宽之父陈继学习。在陈宽南还之时，士林文人皆希望能延请其至府上讲授，而陈宽因其与沈氏家族的旧识关系而成为沈周的老师。陈宽仪观俨然，士人皆敬重其人，吴中研究经学之人多出自陈氏门下。陈宽天性严毅，对沈周的教训甚笃，且擅画，与杜琼、刘珏（1410—1472）等齐名。沈周对业师的敬重之情，体现在他为陈宽六十岁生日所精心绘制的《庐山高》图（图2.7）之中。沈周以雄伟瑰丽、层层高叠的庐山象征业师陈宽的学问与品格，取高山仰止之意。


  沈周另外两位友人王汝和、都良玉，亦同时在东广追随陈宽学习。几十年过去，昔日的同窗小友已成为白发苍苍的花甲老人。沈周、都良玉及王汝和在成化二十二年（1486）皆登六十，于是当年三人依齿序轮聚。正月初二，沈周与都良玉先携美酒美食去王汝和家拜访；初三，沈周与王汝和又去都良玉家拜访；初四，王、都二人来沈周居所。三人举觞互相祝寿之际，不免想起幼年时三人在家塾中受教，追逐砚席之间，学业相资，过失相规。孩童间笔砚同师的情谊一直延续至耳顺之年，于是沈周写下《三友会年序》，作为三人友谊的见证与纪念。


  因为陈宽的缘故，沈周与其长子陈仪的交游也日渐深厚。陈仪，字世则，沈周曾赞其笃厚博学。成化二十年（1484），沈周五十八岁之时，陈仪来访秋轩。沈周感慨故友重逢，遂绘《秋轩晤旧图》（图2.8），并有诗跋。画家将自己与远道而来的友人安置在画面底端一隅的屋舍之中，其上是层层堆叠的土丘，高耸入云的奇绝峰峦占据了整幅画面的主体部分，吴门画派的狭长构图在此作中已可初见端倪。上方题诗云：“十年扫地逢黄叶，半夜挑灯话白头。细酌漫颔真肺腑，新知何似旧交游。”与故人久别重逢的欣然喜悦之情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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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5 杜琼《南湖草堂图》 1468年 纸本水墨

    纵119.8厘米，横55.5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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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6 谢缙《东原草堂图》 1418年 纸本设色

    纵108.2厘米，横50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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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7 沈周《庐山高》 1467年 纸本设色

    纵193.8厘米，横98.1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桃花书屋


  桃花书屋是沈召居住之所，推测亦在西庄内。沈召后来病重不能自理，沈周于是搬去与其同寝，以便照顾。在沈召去世前两年，沈周为其画了《桃花书屋图》（图2.9）。


  画家在前景处描绘了一片水域将图画与观者隔开。在画面的中央位置，土丘环绕的平地上建有一间茅草屋，一位文士安然坐于其中，房屋四面缀以各种杂树。远景用巨然法层层堆叠出山峰以及山坳间的矾头，平台的画法则取法于黄公望。


  想必沈周为沈召作《桃花书屋图》也是想令其畅神其中，愉悦身心，不料沈召在两年后就过世了。沈周有多首悼亡弟诗抒发自己的哀思之情，如《梦亡弟觉而述怀》《九日病中忆弟》《九日和李思式吊亡弟留别诗韵》等。在沈召去世三年后重阳日，沈周又见《桃花书屋图》，重见自己当日所作，而今却物是人非，感慨万千，于是题下：


  桃花书屋我家宅，阿弟同居四十年。今日看花惟我在，一场春梦泪痕边。（《补题继南桃花书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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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8 沈周《秋轩晤旧图》

    1484年 纸本设色

    纵157.3厘米，横33.6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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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9 沈周《桃花书屋图》

    1470年 纸本设色

    纵76.3厘米，横32.8厘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有竹居


  以竹为邻


  沈周于中年开始营建别业有竹居（又称有竹庄），据沈周《奉和陶庵世父留题有竹别业韵》中“旧宅西来无一里，别成农屋傍长川”，可知有竹居距祖宅西庄向西不足一里，地处郊野，且依傍湖川。此后，有竹居便成为沈周诗文和书画中经常出现的地点。在营建有竹居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趣事——沈周乞竹。


  孙承泽《庚子销夏记》载：“石翁置有竹庄，尝出疏以募竹，其事甚韵。”[5]“疏”大约指佛教中的“募缘疏”，即用以募化财物的文字。沈周在营建有竹庄别业之时，曾经向友人寄疏求竹，被后人传为佳话。沈周《和陈玉汝大理乞竹韵》云“借风清暑便邻居”，可见沈周对竹之青睐。李东阳（1447—1516）在《谢王世赏移竹次韵》中亦曰：“俗居无计避尘氛，西郭浓阴远见分。幸有林看休问主，苦无邻乞竟烦君。”[6]诗中言及自己“无邻可乞”，只能写信央求朋友赠几竿绿竹，可见当时文士之间乞竹赠竹乃是一桩颇具逸趣的雅事。


  上海博物馆藏有沈周《有竹邻居图》（图2.10），自题云：


  水南水北曾称隐，百里重湖今属君。种树绕家深蔽日，寻门无处总迷云。鱼濂花落闲供钓，凫渚菰荒久待耘。我是西邻不多远，鸡鸣犬吠或相闻。


  落款为“邻人沈周”。何谓“邻人”？一方面，沈周的隐居生活并非完全与尘世隔绝，有竹居毗邻鸡犬相闻的乡野农舍，与乡邻谐笑甚欢。沈周不仅向邻家请教蚕桑之事，耕作节令也常依赖乡邻们的提醒。另一方面，有竹居的“竹”乃是文人理想的精神伴侣，沈周与庭院内的森森竹木为邻，与鱼池花落的恬淡自然景色为邻，与野趣真意相伴。


  《有竹邻居图》画面左虚右实，一座小桥将画面主人的居所与田畦分隔开。树木围绕着庭院而植，在乡野田畴中辟出安静的一隅。庭院深处的二层楼宇中，主人翁正凭窗眺览湖面。宽阔的湖面上除了正在垂钓的零星渔人，只剩远处平缓的坡渚，传达出恬淡安详的郊野气息。正如沈周《田家咏》所云：


  久矣居畎亩，邈如遗世人。地静习虽陋，野意还自真。怡怡晨夕间，言笑谐四邻。有作相告戒，鸟鸣知及春。犁锄假筋力，竭劳供有身。身在劳何息，顾莫养精神。服气能代粒，希仙渺无津。家业信难易，乐以充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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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10 沈周《有竹邻居图》 明 纸本设色 纵28.2厘米，横210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有竹居地处相城郊外，不仅成为沈周躲避暑热的宅邸，也为沈周提供了安心隐居之所。若无友人上门拜访，沈周或是高枕晏眠，扫地焚香；或是抄书习画，习静参禅。（图2.11）沈周对于有竹居的隐居的生活亦颇为自得，如其《市隐》曰：


  莫言嘉遁独终南，即此城中住亦甘。浩荡开门心自静，滑稽玩世估仍堪。壶公混迹无人识，周令移文好自惭。酷爱林泉图上见，生憎官府酒边谈。经车过马常无数，扫地焚香日再三。市脯不教供座客，户庸还喜走丁男。檐头沐发风初到，楼角摊书月半含。蜗壁雨深留篆看，燕巢春暖忌僮探。时来卜肆听论易，偶过农家问养蚕。为报山公休荐达，只今双鬓已毵毵。


  从沈周《闲居》一诗“时歌吾亦爱吾庐”之句，不难看出其对于隐居生活的适意与满足。闲坐闲眠颇得野意真趣，沈周通过绘画传达了他的林泉之志。沈周在《卧游》册跋文中言及：“宗少文四壁揭山水图，自谓卧游其间。此册方可尺许，可以仰眠匡床，一手执之，一手徐徐翻阅，殊得少文之趣。倦则掩之，不亦便乎？”宗少文即最早提出“卧游”理论的南朝宗炳，“卧游”指不出家门，便可于四壁的画中游览山水。而沈周的《卧游》册却不限于山水题材，花鸟果蔬，甚至昆虫（图2.12）都进入了画家的视野，成为游目寄情、澄怀观道的对象。《卧游》册多用没骨笔法，勾勒晕染设色简淡，形神兼备，古雅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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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11 沈周《夜坐图》

    1492年 纸本设色

    纵84.8厘米，横21.8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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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12 沈周《卧游》册之《秋柳鸣蝉》 明 纸本水墨

    纵27.8厘米，横37.3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赏鉴交游


  有竹居建成之后，成为沈周与友人聚晤雅集、欣赏古物的佳处，也见证了沈周与挚友一生的情谊。成化二年（1466），刘珏与徐有贞乘船来到相城。沈周盛情接待两位友人，“主人爱客甚，尽出所有图史与观”（《珊瑚网》卷三八），这次雅聚的产物，便是现藏于苏州博物馆的《烟水微茫图》（图2.13）。


  画家对当时流行的“一江两岸”式构图进行了改造，在画面中景加入一片苇草蔓生的田畦，使倪瓒原本表现凄冷萧瑟的经典构图形式增添了一丝平易恬淡的世俗气息。山水树石皆用淡墨干笔皴擦，浓淡得宜，用笔粗厚处颇似吴镇，江南朦胧烟水的景象跃然纸上。徐有贞跋于卷上：“风逆客舟缓，日行三里余。遥知有竹处，便是隐君居。诗中大痴画，酒后老颠书。人生行乐尔，世事其何如。”刘钰又和一首：“烟水微茫外，舟行一舍余。既觅沈东老，还寻陶隐居。冰弦三叠美，茧雪八分书。醉和阳春曲，空疏愧不如。”


  汪砢玉在《珊瑚网》中著录的沈周《有竹居画卷》亦有徐有贞、刘珏二人跋诗，且与《烟水微茫图》基本一致，仅个别字词有出入。但《有竹居画卷》根据画名应为横幅，而《烟水微茫图》为立轴，故二者应非同一作品。此外，《珊瑚网》不仅记录了《有竹居画卷》上有徐、刘二人题诗，还有周鼎的题诗，而今《烟水微茫图》并无周鼎诗。


  成化八年（1472）八月，沈云鸿持沈周尺牍及此卷拜访客居苏州城内的周鼎，这应该是《有竹居画卷》上周鼎题诗之由来。自周鼎与沈周在有竹居晤面后，一别经年。据周鼎题诗，当年沈周还在修葺有竹居，而今已“见说君家竹，阴凉十亩余”了。应沈云鸿之邀，周鼎不久便赴相城，与沈周在有竹居重聚。有竹居的图像在此成为了一种社交的手段——不仅可以邀请友人在画卷上题写跋文，形成收藏者与友人的互动，同时传递了对友人来访的欢迎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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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13 刘珏《烟水微茫图》

    1466年 纸本水墨

    纵139.4厘米，横44厘米

    苏州博物馆藏

  


  若细览沈周藏品《林逋手札二帖》（图2.14）的题跋，亦可从中勾勒出沈周在有竹居的几段交游。林逋，字君复，北宋初年著名隐逸诗人。隐居杭州西湖，结庐孤山，常驾小舟游西湖诸寺庙，与高僧诗友相往还。林逋终生不仕不娶，惟喜植梅养鹤，人称“梅妻鹤子”，宋仁宗赐谥“和靖先生”。沈周题跋曰：“我爱翁书得瘦硬，云腴濯尽西湖渌。西台少肉是真评，数行清莹含冰玉。宛然风节溢其间，此字此翁俱绝俗……”（图2.15）从中便可一见沈周对恬淡好古、不趋名利的林逋之仰止之情。


  成化十一年（1475）三月望日，陈颀过有竹居拜访，可惜此时沈周正与张渊、周鼎在苏州城内游处，故未得相晤。沈云鸿出其父所藏的《林逋手札二帖》与观，以消除陈颀未遇沈周之遗憾。陈颀认为此卷“俗尘俱遣”，并勉励云鸿可于翰墨之外求林逋之高风。（图2.16）


  成化十四年（1478）二月吴宽来访，沈周亦将珍视的《林逋手札二帖》展卷与观。吴宽赏玩林逋遗墨后，题写二跋表达对林处士之敬仰。（图2.17）沈周还命云鸿取出商乙父尊古器以及李成、董源等古画，供吴宽赏玩。十五年后吴宽再访有竹庄，回忆起当年情景，在《有竹居画卷》中题写诗跋云：“系舟高柳下，又是十年余。遥踏无梅径，重寻有竹居。笔精知宋画，器古鉴商书。前辈诗题在，风流邈不如。曩余访启南，一宿有竹别业。今复过之，不觉十五年矣……”（《珊瑚网》卷三八《有竹居画卷》），颇有今昔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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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14 林逋《林逋手札二帖》 宋 纸本

    纵42.3厘米，横60.6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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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15 《林逋手札二帖》沈周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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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16 《林逋手札二帖》陈颀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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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17 《林逋手札二帖》吴宽题跋

  


  寺观小寓


  西禅寺


  受父亲沈恒的影响，沈周每次入苏州城皆于僧寺中小住。少年时期沈周随父亲沈恒入苏州便借宿于城中的西禅寺中，自此沈周与寺僧明公的友谊延续了三十余年（《珊瑚网》卷三八《石田有竹居画卷》）[7]。据《姑苏志》记载，姑苏城四边有东禅、北禅、南禅、永定四座寺庙。西禅寺在姑苏城西，后归并入永定寺。


  成化五年（1469）沈周四十四岁之时，曾应西禅寺明公之邀作《溪峦秋色图》，惜已不存。但根据《珊瑚网》记录的此卷题跋，沈周于是年五月短暂地停留西禅寺后，至十月下旬才与明公重见。为志契阔，明公出纸请沈周作画。若沈周时隔五个月不曾去西禅寺已算“契阔”，则可以推见沈周往来西禅寺之频繁，也足见其与西禅寺僧侣关系之密切。沈周自题如下：


  予虽江乡人，岁入郭无虚月。然未尝一假居廛市，假必明公所，往来逾三十年。明公无烦于余，余亦无所惮也。（《珊瑚网》卷三七《沈启南溪峦秋色图》）


  沈周自嘲是乡野之人，三十多年来每次进城从未居住在闹市之中，如果要留宿则一定会去西禅寺找明公。明公贴心地不来打扰，故沈周在禅院里也住得安心。画上除了沈周的题跋，还有伯父沈贞与父亲沈恒的题诗，可见沈周父辈与西禅寺明公盖有旧交。


  东禅寺


  沈周客宿禅院并非全为修禅，更多是寻一清净之地读书作画。除了西禅寺，沈周也经常往来苏州城内的东禅寺。现已不存的《菊花图》，据《寓意录》记载当为沈周客东禅寺而作；此外，沈周集中还有《东禅寺夜赏牡丹》等诗文，显然也是在此所作。


  沈周著名的《落花诗》，亦作于东禅寺内。《真迹日录》载：“右咏落花诗三十首。弘治辛酉三月下浣，书于东禅精舍。”[8]并无绘图记载，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落花图》（图2.18）不知是否后所增补。《落花诗》中，沈周自言“春事阑珊意已灰”，固然有前一年丧子之痛的因素。但“物不可长知堕幻”“势因无赖到轻生”这类佛教用语的出现，如果不了解当时沈周居住在东禅寺的背景，很难准确地把握《落花诗》中包蕴的世事无常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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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18 沈周《落花图》（局部） 明 纸本设色 纵30.7厘米，横138.6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承天寺


  弘治四年（1491）秋日，沈周入苏州城，本欲借宿东禅寺，但寺僧信公此时已仙去，无奈沈周只能转而去了承天寺。承天寺初为梁陆僧瓒故宅，原名广德重玄寺（一作重云寺），北宋初改为承天寺，宣和中又改能仁寺，后合称承天能仁寺，又名双峨寺。元至正十六年（1356）张士诚据为王府，四年后复为寺，今寺遗迹无存。沈周诗中经常出现的“双峨寺”或“双娥寺”，即为承天寺。因寺门前有两座土丘，也有传说门前有两块巨大的石头，故名双峨寺。《秋林读书图》（图2.19）款曰“辛亥孟秋廿日，沈周寓双峨僧舍画并题”，大概是此次在承天寺小住的成果。弘治十三年（1500），沈周寓于双峨寺中，见海棠盛开，好友陆汝器在座，故为其作《折枝海棠图》（图2.20）。


  寺院为文士提供清净的短暂借寓之所，而文士则为寺僧作画作为住宿的回报，亦为当时常见。如在弘治六年（1493），沈周就在承天寺的习静房内为玉溪上人作了《林堂思清图》[9]。如成化十五年（1479）二月，沈周重游庆云庵观杏花，寓于僧舍之内。第二日，寺僧出纸索画，于是沈周为其作画并赋诗其上，“还宜夜坐了余兴，静免蜂蝶来纷争”，可见僧寺乃是沈周避免过多应酬之地。


  除了沈周之外，其他文人也有寓僧舍之习惯。成化十五年（1479）十一月，沈周因疾病入苏州城寻医，可是到达城中已经太晚，以致无处问药，只能找僧舍先住下。没想到却在僧舍里遇见了故人陈蒙（？—1482）。于是两人把酒言欢，沈周未能求医的失落之情也烟消云散：“娓娓情话余，互问新述作。从容发歌咏，时或间嘲谑。”聊起最近新诗，又连句唱和，最妙的是“偶耳沧海间，合此千里鹤。天亦喜留客，簌簌细雪落”。久别的故友，今日居然在僧舍偶然得见。若非天意，就不会有这样的巧遇。僧舍外的细雪缓缓落下，偶遇的欣喜随着茶香漫溢在宁静的夜晚。（图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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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19 沈周《秋林读书图》

    1491年 纸本水墨

    纵154.3厘米，横31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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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20 沈周《折枝海棠图》

    1500年 纸本水墨

    纵87.5厘米，横28.6厘米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image: ]

    图2.21 沈周《画雪景图》 明 绢本水墨

    纵207.7厘米，横103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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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22 沈周《挂兰图》 1489年 纸本设色

    纵15.7厘米，横42.7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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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23 沈周《花鸟图》册之《蜀葵》 明 纸本设色

    纵30.3厘米，横52.4厘米 苏州博物馆藏

  


  《挂兰图》扇面（图2.22）是成化二十三年（1487）沈周为吴廷用所作，两年后吴氏携此扇面至僧舍请沈周题跋，并带来倪瓒的竹石小幅画一起观赏。友人有时竟径直去寺院找沈周聊叙，一起欣赏翰墨丹青，可见其在寺院短住应该是常有之事。弘治八年（1495）的端午节，沈周客居东禅寺，友人世荣带来粽子与酒，酒酣之时，沈周作《蜀葵百合图》并填《鹧鸪天》词于其上。（图2.23）


  草庵


  草庵始名大云庵，后又名吉祥庵、结草庵，始建于元代至正年间。弘治十年（1497），沈周进城后寓于大云草庵，欣然为茂公作《草庵图》（图3.4）并附《草庵纪游诗引》。沈周评价此庵“山空水流，人境俱寂，宜为修禅读书之地”。沈周用俯视的角度描绘出草庵的全貌：庵前是十余亩的放生池，池上唯有板桥横渡，一老人正走向庵前；草庵被粉墙与竹林环绕，安静地宛如世外桃源；庵后是大片的稻田，仿佛可以听到磬音缭绕，杜宇声声。


  回塘抱高木，沉影蔼虚壁。暮鼓晨钟，一挥已数百年。

  


  [1][明]钱穀《吴都文粹续集》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8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7页。


  [2][明]吴宽《匏翁家藏集》卷六《题王叔明遗沈兰坡画》，四部丛刊影明正德三年刻本。本书所引吴宽诗文均出于此书，以下不再注明出处。


  [3]参见卢辅圣主编《中国山水画通史》，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版，第409页。


  [4][明]朱存理《野航遗稿》附录卷上，复旦大学图书馆藏钞本。


  [5][清]孙承泽撰，余彦焱校点《庚子销夏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70页。


  [6][明]李东阳撰，周寅宾校点《李东阳集》，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290页。本书所引李东阳诗文均出自此书，以下不再注明出处。


  [7]参见陈正宏《沈周年谱》，第37页。


  [8][明]张丑撰，徐德明校点《清河书画舫》附《真迹日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75页。


  [9]参见[清]陆时化撰，徐德明校点《吴越所见书画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82页。


  游


  游妙明庵


  早雾未消迷过湖，妙明春日步堪迂。


  门悬断岸溪桥接，水限比邻野寺孤。


  侍者鸣琴动春鸟，长年引席候风乌。


  偶然此集真鸿迹，乘兴还留水墨图。


  李铀 本硕博分别就读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先后师从傅立萃教授、李孝悌教授，现任东南大学历史系讲师。博士论文题为《明代苏州实景山水绘画研究》，曾发表《〈溪山雪意图〉小考》《胜景的流变：明清视觉文化中的金陵胜景图》等文，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绘画史、明代吴门画派、实景山水画、明清城市文化等。


  从大自然中汲取养分丰富艺术，一直是伟大的画家们推陈出新创建自己艺术风格，并为之注入独特精神内涵的不二法门。唐代山水画大师张璪曾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历代名画记》卷十）沈周无疑是这一理念的践行者。


  文人阶层爱好行旅与壮游，是明代一个极有代表性的文化特色。明代文人对行旅有着浓厚兴趣，或借任官之便，或专程探访，力求遍访天下名山大川，有的以此为人生最大的爱好，称自己有“游癖”；有的甚至以此为人生志业，最为著名的就是徐霞客了，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徐霞客游记》。这种行旅文化带来的一个结果便是游记文学的兴起与风靡，不仅文人诗文集中的游览之作多了起来，有人甚至单以自己的游记结集成书，刊行于世[1]，明代文人对于旅游的热爱可见一斑。这股爱好旅游的文化热潮在16世纪之后开始兴盛，而在沈周生活的15世纪中后期，还不甚热烈，尚处在萌而待发之态。


  沈周一生游历踪迹有限，以他的家乡苏州为中心，所至最西和最北不过是当时的留都南京，而向东南方一生中有两次杭州之行，其中一次南抵闽浙边界的天台山。除了这次天台之行，沈周一生不曾跨出三吴地界，所有行旅往来都在江南水乡乐土之内。我们可用“浅游”或“近游”来形容沈周的旅游活动，几乎没有晚明流行的那种专为探访名山大川而进行的“壮游”和“远游”。其中原因，一方面跟沈周终身不仕有关，不能借任官而得“宦游”的机会；另一方面也跟时代的风气有关，此时还不似晚明将旅游看作一件“名高”之事，旅游被很多文人视作不入流的末事，而非正业。如比沈周年代稍晚的理学家湛若水（1466—1560），曾在为友人远游所作的文章中将游分为形游、神游与天游三等，并以天游为最上，神游次之，而形游为下等。然而沈周一生性情豁达率意，既不为科场仕途所累，也不苦心钻营治国平天下的大道，而是寄意于诗画、畅游于山林。这种洒脱的隐逸人生成为此后许多文人羡慕与追访的对象，而他从浅游的经历中得来的山水诗画，也可视为明代后期大兴的旅游热潮之先声。


  作为一位文人画家，沈周在游历之余，赋诗吮毫，不但与友人及同时代多数文人一样创作诗文来记事抒情，许多时候还会用绘画的方式来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用笔墨意趣来展现自己的阔达胸怀与精神世界。下面就跟随沈周的笔迹与足迹，一探其眼中的明代苏州与江南。


  城市山林


  成化十五年（1479）四月九日，沈周本欲前往西山一带游玩，但途中天色已晚，于是调转船头，来到虎丘旁的水岸边泊船休息。借此机会，沈周临时起意夜游虎丘，并将此次夜游经历以诗纪之（《四月九日因往西山，薄暮不及行，舣舟虎丘东趾。月渐明，遂登千人座，徘徊缓步，山空人静，此景异常，乃纪是作》）。十四年后，沈周专门绘制了一幅《千人石夜游图》（图3.1）以画笔追忆了这次不寻常的夜游经历。


  画面上只见空旷的千人石上一文士孤身行走其中，正是沈周自己，与之身影相称的无非三座石塔。画面左右两侧则是树木与坡石，用笔率意而不失规则，层层的墨线短皴，乃系沈周对五代董源、巨然一脉风格的理解和化用，淡墨层累，辅以浑圆的浓墨点苔，使树石显得质朴而苍润。整幅手卷尺幅虽不小，但构图并不复杂，两侧的树木坡石将中间的千人石包围起来，截景的视角也使得上下并无多余的空间，千人石宛如一座空旷的舞台。更为有趣的是，千人石留白，仅在周围的一些地面有非常淡的墨色渲染，使得千人石整段与两侧着意描绘的坡石形成鲜明的对比，一白一黑、一疏一密，无形之中更加凸显了千人石的空旷和幽寂之感。想象一下，夜色四合，明月当空，月光洒下，犹如水银泻地，光洁的千人石被映照得分外明亮。四周树木荫翳，连同石畔白莲池的池水，都笼罩于幽暗的夜色之下，或许只有虫鸣之声相伴。正如沈周在诗中所说：“亦莫费秉烛，步月良可喜。月皎光泼地，措足畏踏水。”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沈周神情涤荡，生发一段禅思：“一步照一影，千影千人比。一我欲该千，其意亦忘矣。譬佛现千界，出自一毫尔。”或许是明月空山太令人陶醉，又或许是诗兴大起难以平复，沈周命童子叩开僧房向僧人借来茶叶，又打上第三泉的清泉，在松下品茗赏月：“石鼎沸风怜碧绉，磁瓯盛月看金铺。细吟满啜长松下，若使无诗味亦枯。”（《是夕命童子敲僧房汲第三泉煮茶坐松下清啜》）不知饮毕这盏清茶，还能安然入眠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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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1 沈周《千人石夜游图》 1493年 纸本设色 纵30.1厘米，横157.1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那么沈周何故要夜游虎丘，仅仅是这美好的月色使他觉得极不寻常吗？答案可能并非这么简单。原来这虎丘作为名胜，离苏州城太近，又位于苏州城与大运河连通的要道上，山塘一带交通便利，商贸发达，所以导致白天来此的游人太多，使虎丘内喧闹嘈杂不堪，许多富贵人家甚至摆酒设宴，又狎妓以歌舞助兴，实在有扰禅林古迹的清净。我们且看沈周诗中所述：“城中士与女，数到不知几。列酒即为席，歌舞日喧市。今我作夜游，千载当隗始。澄怀示清逸，瓶罍真足耻。”可见沈周的夜游既是凑巧的乘兴之举，又是一次难得的意外收获。他为此也颇为自得，认为如此一来可与那些酒肉歌舞之徒区别开来，独辟蹊径，寻得自己优游山林所追求的清逸之志。


  虎丘是名扬天下的“吴中第一名胜”，相传吴王阖闾埋葬于此，并且以包括“扁诸”“鱼肠”等名剑在内的三千宝剑投入剑池中陪葬，后来剑精化为白虎蹲于丘上，于是得名虎丘。经历代文人墨客题咏，使得虎丘声名远播。更为重要的是，虎丘所承载的春秋吴国史事与传说，是沈周等苏州文人建立地方认同感的源泉。


  其实沈周一生曾多次游览并描绘虎丘，其单纯独自赏景倒在少数，更多时候，或是陪同友人，或是为友人饯别，或是拜访云岩寺的僧人。可惜留存至今的画作不多，如作于弘治七年（1494）的《虎丘恋别图》（图3.2），就是为友人赠别而作，然而画中对虎丘的描绘并非以“写真”为意，只是程式化的应酬之作。沈周对虎丘描绘得最为细致的，要数《虎丘十二景图》册，其中也有一帧描绘了千人石（图3.3），从中能够看出沈周与其士大夫友人游览虎丘的一般情景。画中千人石上文士三两相对而坐，似正赏景与畅谈，右侧有一文士背手立于石塔之前，好像在认真释读塔上铭文。左下、右下各有两名随行的童仆，其中右侧一对童仆手中捧着水瓶与杯，应是要侍奉茶酒饮品。童仆与文士之间还有一僧人，正与文士交谈。此画所描绘的，正是沈周所开创的明代吴派纪游图的典型。其内容多是文人士大夫游览名胜，或行或坐于山水之间，有童仆随行侍奉，遇到有寺院之处，往往有僧人接待，见不到一般民众的活动。这实则是一种旅游活动的私人记录，犹如我们今日旅行时所发的朋友圈或vlog（即微视频）。《千人石夜游图》中所记录的夜游活动是种不得已的特别之游，从中恰可看到文人士大夫与普通民众旅游活动之间的一种紧张关系。而沈周的纪游图与诗文能使山水古迹独属于“我”，这或许是在科技发达的今日，我们拿出手机便唾手可得的影像所无法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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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2 沈周《虎丘恋别图》

    1494年 纸本水墨

    纵70厘米，横27.2厘米

    无锡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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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3 沈周《虎丘十二景图》册之《千人石》 明 纸本水墨

    纵31.1厘米，横40.2厘米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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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4 沈周《草庵图》 1497年 纸本设色 纵29.5厘米，横155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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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5 乾隆年间姑苏城图中草庵所在位置示意

  


  沈周不仅可以在城外虎丘寻得山林之乐，在苏州城中也可以找到远离市井喧嚣的“城市山林”。弘治十年（1497），时年七十一岁的沈周来到苏州城中办事，顺便借住于城南的一座名为“结草庵”的小庙，后应住持茂公之请，绘制了《草庵图》（图3.4）。这座庙位于府学的东侧，毗邻著名的沧浪亭。（图3.5）沈周在画后的《草庵纪游诗引》中说道：“庵近南城，竹树丛邃，极类村落间，所谓城市山林也。”原来繁华的苏州城中也有此种幽静闲旷之地！


  随着画卷展开，我们可以看到上方岸边一策杖高士正徐行而来，无疑便是沈周自己，他的前方是一片有前后两座小桥联通的石桥，过桥便是草庵，庵前的水中，有两座石塔矗立。再读记文，我们仿佛跟随沈周走入了画中，见到了画中人眼前的景象：


  隔岸望之，地浸一水中……池广十亩，名放生，中建两石塔……东西有二小洲，椭而方，浮泊塔下，犹笔砚相倚焉。于东洲南次通一桥，惟独木板耳。过洲复接一木桥，然人行皆侧足栗股，撤桥则若与世绝者。自此达主僧茂公房……（《草庵纪游诗引》）


  再来看画，这水中的小洲与石塔，是否如沈周形容的，像书桌上的平躺的砚台和立起的笔尖？我们仿佛看到白石翁老先生颤颤巍巍地走过独木板桥，忍不住前去搀扶。过桥之后，真若拆去桥板，环视四周与隔岸的竹树田畦，哪里还记得自己与繁华的街市、森严的衙署仅数街之隔？


  画中寺前可见一位僧人静候沈周的到来，而他身后的草庵，倚靠在一座小坡之上，四周全为竹林环绕。建筑的描绘看似相当率意，其实对空间结构的说明非常清楚，佛殿分为两进，前殿的供桌和主殿门中露出的半截佛像均清晰可见。佛殿东西又各有一小院，主僧茂公正坐在东院的房间里等待沈周的到来。按沈周的话说，整座寺院“山空水流，人境俱寂，宜为修禅读书之地……地理家谓其四兽俱全，风气藏郁，吴城诸兰若莫之及矣”（《草庵纪游诗引》）。


  从这幅《草庵图》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沈周出游活动中某个片段的描绘，如前面所见构图较简单的《千人石夜游图》和《虎丘十二景图》中的单幅场景，而是将进入草庵的路线与整体环境周到地描绘了一番：从庵前的池水与小洲，到倚靠在山冈前的草庵，再到冈后漫漫田畦，可使画面分为三段来读。图画内容与纪游文字高度呼应，使得这幅手卷画具有了一种强烈的时间与空间线索，我们仿佛借由文字和图像，重访了一次沈周的草庵之行。


  吴中诸山


  除了离城较近的虎丘，苏州城西约三十里外有连绵的群山矗立在城区与太湖之间，包括了灵岩、天平、支硎、天池、阳山等。更远些的西南方，临近太湖边还有邓尉和穹隆，往往被合称为“吴西诸山”或“西山”。此外还有苏州城西南石湖畔的上方、横山、尧峰，以及太湖中的洞庭东西山，全都属于吴县境内，是苏州文人们寻访山林最主要的去处。（图3.6）如成化十七年（1481）的仲春时节，沈周与华珵、李应祯等一众官员友人游览了郡西诸山，并且赋诗作图，可惜图已不存。此次行程借宿于各山僧舍，得诗九首，其中不乏描写山景和纪行的诗作：


  天平合在名山志，山下祠堂更有名。何地定藏司马史，此胸谁负范公兵。高屏荡日云霞乱，杂树交花鸟雀争。要上龙门豁长啸，世人无耳著鸾声。（《天平登白云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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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6 苏州城以西诸山位置示意

  


  佛国有池峰顶见，楼台倒影入沄沄。源通贡海石中发，气接银河天上分。抱子龙君吟夜雨，洗头玉女动春云。诗肠一渥便归去，过岭微钟西日醺。（《游天池》）


  振策凌危磴，石门越深窅。虚亭跨周行，小憩闻春鸟。坐斑伐枚叟，杂束有瑶草。其芳将遗谁，欲问不敢道。（《登放鹤亭》）


  藤轿登登去，清明作伴行。烟霞领仙路，猿鹤险凡情。茶磨缘泉转，匏尊激吹鸣。山僧正佛课，惊断扣门声。（《南峰寺》其二）


  著名的古迹姑苏台位于横山西北的余脉上，如同虎丘一样，这里掩埋的吴国历史使沈周每逢与友人登临时，都能抒发怀古之思：


  佳节登高有古台，群公暇日兴游哉。东南大镇才堪倚，西北长安首重回。细雨漫教头上过，浮云不向日边来。诗成白雪真难和，且对清尊笑口开。（《陪吕府倅华节推九日登姑苏台次韵•次华韵》）


  把酒吊往迹，茫茫几鹿游。兴旺两国梦，感慨一台秋。战叶风仍乱，争流江未休。倾城美人事，残堞暮云愁。（《登姑苏台》）


  有时沈周在游赏西山时还能遇到友人，更是难得的意外收获：


  林蹊相值夕阳边，迹似无官意有仙。高笠冒云宜我画，小词磨石信僧镌。山逢佳处肩迟轿，眼落闲时袖出编。随后担夫亦殊俗，花框酒榼两头悬。（《支硎山麓逢杨君谦》）


  有趣的是，这首诗的墨迹现存于一幅画作之后，因此曾有人将那幅画作题为《支硎遇友图》（图3.7）。其实若我们仔细读一下画上的题识就会发现，这幅画是为另一友人“时葺”所作，而非杨循吉（字君谦）。所以画与诗是后人拼接而成，二者并无直接关系。


  现在所能见到的沈周关于西山的画作，最为可观的要属六十岁时所作的《西山纪游图》（图3.8），虽被后人题为“纪游”，但并非是某次游览西山后的纪实之作，而是综合了他历次游览西山经验，凭借想象所画的。诚如他在跋文中所说：


  余生育吴会六十年矣。足迹自局，未能裹粮仗剑，以极天下山水之奇观以自广。时时棹酒船，放游西山，寻诗采药，留恋弥日，少厌平生好游未足之心。归而追寻其迹，辄放笔想像，一林一溪、一峦一坞，留几格间自玩。所愧笔墨生涩，运置浅逼，无古人悠远层叠之意，大方家当有诮也。


  这卷山水笔墨潇洒粗率，多用黄公望与倪瓒的笔法。画卷开头一段坡脚几株苍树间引出一条小径，随后在野村间的石桥上，我们又见到熟悉的文士策杖，将我们引入画中。画卷的中段山体充满画面，分布有石桥、瀑布等景致，山路也穿行其间。这种截景式的构图不见山峰与山脚，使人联想到行进在山间小道上的经历与感受。之后一段开阔的水面上，画中人物又改乘小舟再次出现。登岸以后的一段山路中，有一茂密竹丛掩映下的小院，可能是一处乡间别业，正如同沈周在游览西山时顺便造访的友人住所一样。最末又是一条山路，蜿蜒盘桓进入山谷之间，是欲徘徊于山林，不想返还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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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7 沈周（款）

    《支硎遇友图》 明 纸本设色 纵26.5厘米，横131.1厘米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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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8 沈周《西山纪游图》 1487年 纸本水墨 纵30厘米，横125.5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沈周在跋文中说自己一生足迹有限，不能遍访天下名山，故而流连于苏州西山，以满足自己“好游未足之心”。其实沈周曾有过两次杭州之行，可算是填补了一番他的“好游之心”，且极大地滋养了他的诗思与画艺。


  杭州之游


  沈周两次出游杭州，均是与友人结伴而行。一次在成化七年（1471）二月，时年四十五岁的沈周与师辈刘珏、好友史鉴及弟沈召相约游杭州。月初启程，四日舟行至吴江，在史鉴家住宿两日，六日再启程。在抵达杭州前的路途上，刘珏就为沈召作了《临安山色图》并赋诗以为纪念，史鉴、沈周和诗，沈周在诗后附有一段小记：


  刘佥宪挈予三人游临安，阻雪于槜李。佥宪为继南弟作小景短吟，种种可羡，湖山之胜，恍在目前，尚何待于南游哉。史明古偕予和之，聊遣客怀尔[2]。


  几人到达杭州以后，借宿于佛寺僧房。之后约半个月的时间里，大家一起遍游西湖山水，寻访杭城内外古迹寺观。其间一行人在飞来峰逗留数日，沈周还给提供僧房借宿的详上人留下了一幅《仿大痴道人灵隐山图》手卷，题诗并跋曰：


  湖上风光说灵隐，风光独在冷泉间。酒随游客无虚日，云伴诗僧住好山。松阁夜谈灯火寂，竹床春卧鸟声闲。佛前不作逃禅计，丘壑宜人久未还。


  刘公佥宪、史君明古偕余及继南弟为湖山之游，至飞来峰，不忍去者累日。夜宿详上人所，索纸墨图此，以为兹山写真，因系以诗云。成化辛卯春仲望日，长洲沈周[3]。


  从诗中可以看到沈周等人在僧人的陪同下，白天游山玩水、饮酒咏诗，夜里灯下参禅的休闲时光，最后一句还透露出并非要“逃禅”久留，需要返家的意思。因此这首题画诗也可看作是赠别详上人之作。可惜这幅画未能保存下来，不过其中“以为兹山写真，因系以诗云”数语可谓沈周对自己为何绘制此类实景山水的如实陈述了。其他纪游画作或因友人请托，或因为自己存念，无非都是以此法践行。


  在游览西湖时，恰逢有雨，于是同行四人在湖心游船中的杯盏之间作《雨湖联句》：


  画船载酒入空蒙，四面湖山水墨中。（史鉴）系缆石留秦旧物，卖花人带宋遗风。（刘珏）怕寒沙鹭低拳白，受湿汀桃浅破红。（沈周）未必清时能胜此，笙歌莫放酒杯空。（沈召）


  直至二月二十三日，一行人才离杭返苏，结束这次杭州之游。对沈周而言，此次杭州之行不仅仅放松了心情、滋养了诗思和画艺，还保存了他与师长刘珏、弟弟沈召之间的特殊感情的记忆。就在次年二月八日，刘珏便因病去世，不到半年后的七月十三日，弟弟沈召也相继病故[4]。因此，前一年的杭州之游中留下的诗画或许已成为沈周此后怀念逝去师友亲人的最好慰藉。


  沈周第二次杭州之行已是十四年后，此时他年近耳顺，已非壮年。这一次同行的依然是好友史鉴，还有一位与史鉴为吴江同乡的汝泰。三人于春末夏初出行，先是在北山宿于飞来峰，为寺僧绘制了《冷泉亭图》，又到南山虎跑一带，后住宿于友人刘英的竹东别墅，立夏后方启程返苏[5]。现存于浙江省博物馆的《湖山佳趣图》（图3.9）便是沈周在此次游览杭州的第二年，回忆旅行中所见山水而创作的。这幅画作虽然受真山真水直接启发，但是并非意图按现实再现和还原某处景观的地理空间关系，仅仅取用杭州之游的一些印象来经营画面，故而不能算为“为兹山写真”的实景山水。换言之，此画可看作是沈周基于杭州之游创作的“山水印象”，非某地实景，如此倒是与前文提到的《西山纪游图》性质相同。沈周跋云：


  顷年自杭游回，梦寐未尝不在紫翠间也。晴窗笔墨便手，即东涂西抹，与山水传神。成卷即为朋友携去，此卷偶在书笥，藏之久矣。今日捡出，漫识如此。


  可以看出，这次杭州之行给了沈周很多师法自然的素材和灵感，因此返苏归家之后旋即创作了多幅作品。这些画作完成后不作题识，而是待需要的时候依友人的需求题上诗文与赠言。这幅未赠出的《湖山佳趣图》笔精墨润，构思精巧，使人阅后还想反复展玩。其笔墨兼有“粗”“细”二体，可谓率意与细润兼得，构图变化丰富，视角在不同段落间巧妙地移动变换，时而进入山间溪畔，时而登高俯瞰，亦可谓三远兼备，实属沈周长卷作品中数一数二的精品。因此，这幅图并未赠出，而是留藏下来，或许也是因为他对此作情有独钟。我们仿佛可以想见，沈周在友人入宅选画相赠时，面对书笥中的几卷画作，抚摸轴头犹豫再三的神情，最终还是留给自己，待兴起之时展玩一番，以满足自己的“卧游”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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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9 沈周《湖山佳趣图》 1485年 纸本设色 纵31.7厘米，横813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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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10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 元 纸本水墨 纵33厘米，横636.9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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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11 沈周《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 1487年 纸本设色 纵36.8厘米，横85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沈周善于经营这种构图复杂的长卷山水，不得不提到他对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学习，尤其是那卷举世闻名的《富春山居图》（图3.10）。沈周曾在《富春山居图》以及自己仿本的跋文中都提及过，自己曾收藏过黄氏《富春山居图》，可惜某次请人题跋时被侵吞变卖，而沈周又没有钱财再次买回，使他叹息不已。在作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的《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图3.11）中可以看到，沈周对黄氏画作崇敬不已、爱不释手，称其“天设地造”“笔迹墨华，当与巨然乱真”。凭借着对原画的记忆，或许还有以前留下的临本，沈周绘制了一幅与原作在构图上几乎没有差异的仿本，原作的一山一树、云水洲渚无不跟原画一一对应，仅在卷尾处添加了一段平台、陂岸和山路，且加上了沈周自己惯用的浅绛设色，足见沈周对黄氏画作的精心学习，以致能化为己用、发而为新。


  澄怀卧游


  在晚年所作的《卧游》册中，沈周直接地表达了自己对宗炳“澄怀观道，卧以游之”这一山水画思想源头的理解，他在此册跋文（图3.12）中写道：


  宗少文四壁揭山水图，自谓卧游其间。此册方可尺许，可以仰眠匡床，一手执之，一手徐徐翻阅，殊得少文之趣。倦则掩之，不亦便乎？于揭亦为劳矣。真愚闻其言，大发笑。


  这段略有戏谑的言辞显示出沈周真率的性情。沈周所说的宗炳四壁揭山水的故事可参见《宋书·宗炳传》：


  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结宇衡山，欲怀尚平之志。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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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12 沈周《卧游》册题跋 明 纸本

    纵27.8厘米，横37.3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6]


  可见宗炳将自己游历的山川绘制在墙壁上，又将这壁上山水当作真山真水来畅想，所以有“卧游”之谓。沈周也是毫不怯于进一步发挥，手捧画册卧于床上翻阅岂不是更合“卧游”之意？而册中画上的题诗也印证了画是往昔游历经历，再借观画来想象畅游山水的观念。如其中一开诗云（图3.13）：


  江山作话柄，相对坐清秋。如此澄怀地，西湖忆旧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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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13 沈周《卧游》册之《江山坐话》 明 纸本设色

    纵27.8厘米，横37.3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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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14 沈周《卧游》册之《秋山读书》 明 纸本设色

    纵27.8厘米，横37.3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又如另一开诗云（图3.14）：


  高木西风落叶时，一襟萧爽坐迟迟。闲披秋水未终卷，心与天游谁得知。


  沈周一生游历于山水丘壑之间，行迹虽不算壮阔，但由于他对古人画作的深入学习，加之以造化为师的精神，早已使得足迹踏遍的一草一木、一峰一石融汇于胸中。在其晚年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沈周即使身处书斋中构思，也可使笔下山水生辉、元气淋漓；即使身不能至，也能借画中丘壑畅游山水之间。


  沈周的纪游图和实景山水更是直接影响了此后的画家，从吴门后辈文徵明、钱穀、陆治等人将吴中山水传写于世，再到明末清初石涛和新安画派为黄山传神，金陵画家为城市图咏，无不得益于沈周为山水写真的开拓和创造。

  


  [1]参见周振鹤《从明人文集看晚明旅游风气及其与地理学的关系》，《复旦学报》2005年第1期，第72—78页。


  [2][清]陆心源纂辑，陈小林点校《穰梨馆过眼录》卷一三，上海书画出版社2018年版，第236页。


  [3][清]高士奇撰，余彦焱校点《江村销夏录》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68页。


  [4]参见陈正宏《沈周年谱》，第101—106页。


  [5]参见陈正宏《沈周年谱》，第185—186页。


  [6][梁]沈约等《宋书·宗炳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79页。


  友


  戏友人寻访不出


  两山不见云遮眼，一犬独鸣花绕邻。敢去挥毫题午字，悔将握发望时人。墙匡寂寂高槐雨，门巷青青细草春。知子南还犹有兴，扁舟斜日弄芳[image: ]。


  徐慧 2005年获北京语言大学文学博士学位，2008年进入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主攻明清诗文流派与批评意识方向。2010年7月调入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工作，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2016年获聘研究馆员。已出版著作有《雅聚——沈周文人圈研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祝允明文学思想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等。


  弘治四年（1491）二月二十一日，沈周登支硎山，林麓间隐隐见一士人，头戴斗笠，手执卷书，乘坐笋舆而来，及近，乃是杨仪部君谦。时近黄昏，二人仅相对一揖即匆匆而别。次日周遂写《支硎冒云图》绘其高致并诗以寄：“林磎相值夕阳边，迹似无官意有仙。高笠冒云宜我画，小词磨石信僧镌。山逢佳处肩迟轿，眼落闲时袖出编。随后担夫亦殊俗，花筐酒榼两头悬。”（《珊瑚网》卷三七《沈启南支硎冒云图》）这是一幅吴地文人交往的诗意画面，是文人抱朴守静、幽澹自由心态的写照，也是他们创作灵感、动机、主题和天然艺术风格的来源。而正是沈周，以文化领袖的身份引领着这种疏淡、秀逸，自然本色、不加雕琢的艺术风格。（图4.1）


  沈周虽优游林下，却名满天下，交友广泛，其对象无计朝野尊卑、长幼昆季，上至三公九卿，下至彩笺坊主，有世交，亦有迟至八十订交者；有姻亲友人，亦有隐者高士；有私淑弟子，亦有高官显宦。他们才华横溢，博学兼善，共资于艺术创作，又在聚会中切磋品鉴，使得整个吴中地区交织、叠错成一片文化网络，苏州文化风尚为之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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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1 沈周《苍崖高话图》 明 绢本水墨

    纵149.9厘米，横77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世交家学


  沈氏家族世代以诗书礼乐为业，仪度文章，雍容详雅，一时传为美谈，又蓄藏丰富精良，四方贤士大夫多“闻风踵门，请观其礼”。加之沈家世代好客，其祖沈澄（字孟渊，号介轩）“居相城之西庄，日治具待宾客，饮酒赋诗，或令人于溪上望客舟，惟恐不至，人以顾玉山拟之”。博雅之风和好客之名，自然引来无数贤士名人，“海内名士，莫不造门”[1]，他们聚集相城沈家，相与抚玩品题，酬对咏歌，终日不厌。（图4.2）


  沈澄好接名士，所居曰西庄，有亭馆花竹、水云烟月之胜，常于佳景良辰，日治酒肴，招邀庞士硕儒于其地。客至，嘲风咏月，觞酒赋诗，其家日常满座，殆无虚日，文艺之盛一时传为佳话。沈澄友人、山水画家沈遇（字公济，号臞樵）效元顾仲瑛《玉山雅集图》为其绘《西庄雅集图》，将沈澄所接之诸儒和景趣移入丹青。据沈周之师杜琼《西庄雅集图记》所述，此图所绘之名士有“青城王文靖公春官亚卿、耻庵金公、怡庵先生陈太史、梦庵张高士、中书舍人金尚素、葵丘翁谢孔昭、左绵苏太守、臞樵沈公济、吴山金维则与孟渊氏，凡十人焉”。他们几乎个个都是诗书画高手，以雅好文艺，荐举或征召入京师，即便未入仕，也因怀抱材艺而遨游于公卿间，如张高士、金维则终生隐逸也名扬天下，其西庄雅集之趣由此可见一斑，这些名流高士后来也成为沈氏家族的世交。沈公望卒，沈周有《挽沈公望》诗悼念；又如情同异姓兄弟、沈澄姐夫金维则，他的孙辈金怀用、金以宾与沈周均有唱和，沈周有诗《金怀用兄被盗》《谢怀用和刊鄙作》《寄金以宾》等为证。表兄金以宾又娶沈澄友沈公望之女，弘治元年（1488）沈周为其作《金以宾室沈氏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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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2 文徵明《茶事图》（局部） 1534年 纸本水墨

    纵122.9厘米，横35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沈周父沈恒（字恒吉，号同斋）、伯沈贞（字贞吉，号南斋）亦绍承家风，“平生好客，绰有父风，日必具酒肴以须，客至，则相与剧饮”（吴宽《隆池阡表》）。（图4.3）刘珏、杜琼、徐有贞、马愈等均为沈恒友，与沈周祖、伯亦有交往。刘珏能书擅画，有《完庵集》传世。景泰三年（1452）授刑部主事，天顺五年（1461）擢山西按察佥事。居三载即弃官归吴，筑别业小洞庭，“当时所与倡和者武功徐公、参政祝公及隐士沈石田数人而已”。（吴宽《完庵诗集序》）刘珏与沈恒年龄相仿，与沈周祖、父均有唱和，如沈澄八十六龄高寿时，作《再寿沈[image: ]庵》贺寿；沈恒五十岁时，有诗《寄沈同斋》。（图4.4）


  马愈，字抑之，人号马清痴，嘉定（今上海）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官至南京刑部主事，与沈恒、沈贞交善。史载成化三年（1467）二月望日，马愈与沈贞过东禅兰若，造敬上人萝月轩中，二人乘兴各写小景并题一绝，以配刘珏去年游此地之画作。又曾于七夕与沈恒同游石湖，并作词以记此事（图4.5）：


  未到重阳落帽，已过七夕穿针。美人一笑值千金。十里横塘相近。水浸吴江塔影，风凉宋帝碑阴。醒时游赏醉时吟，不乐人生图甚？（《石渠宝笈》卷三三《明人上方石湖图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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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3 沈周《九月桃花图》

    明 纸本设色

    纵103.2厘米，横31.7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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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4 刘珏《夏云欲雨图》 明 绢本水墨

    纵165.7厘米，横9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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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5 沈周《崇山修竹图》

    明 纸本水墨

    纵112.5厘米，横27.4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杜琼隐居不仕，以孝闻，有《杜东原集》传世。又工山水，画作被王穉登《吴郡丹青志》第为神品。（图4.6）与沈恒同师陈继，后二人为友，感情甚笃。据史料记载，杜琼曾将家藏勾龙爽《蜡屐图》、《吴仲圭山水卷》等作赠予沈恒。杜琼与沈家交往颇深，沈周曾跟其学画，并为其编撰《杜东原先生年谱》。王鏊《东原诗集序》云：“东原先生杜氏……于时同志，则有陈先生孟贤，二人皆好为诗。孟贤诗清婉有风致，先生特沉着高古。间喜画山水、人物，故其诗于评画尤深。”[2]孟贤即陈继之子陈宽，明成化、弘治之际，吴中艺文首推杜、陈二公。陆粲云：“吴自昔以文学擅天下……其在本朝宪、孝之间，世运熙洽，海内日兴于艺文，而是邦尤称多士。于时若杜用嘉、陈孟贤二公，以高年为诸儒倡，率最先有名。”[3]


  沈、陈、杜之紧密关系延续至沈周，沈周七岁即从陈宽学，至不惑之年，仍对其儒业之师有高山仰止之赞美，成化三年（1467）五月初五，陈宽七十二岁寿辰，沈周作《庐山高》图、《庐山高赠醒庵陈先生寿》诗为师祝寿。陈宽先祖为江西庐山人，元季避地来苏，遂家吴城，故沈周借庐山之高雄巍峨喻之。因世交、师承之关系，沈周自小便得识陈宽子陈仪（字世则），有《秋轩晤旧图》及《赠陈世则》诗为证。


  由西庄沈澄所开创的此番文艺盛景便是沈周的家学背景，其教育也是在家学和师徒传授的模式中进行。沈周自小浸渍于浓郁的文艺家风之中，尤其是绘画，最初便得于父、伯传授，有记载称沈周十六岁时沈贞便教其绘画。（图4.7）除得祖、父、伯启蒙之外，更因家族交往之盛，于家塾中尽得祖、父友人指点。沈周成化十五年（1479）所作《秋轩记》回忆了儿时随侍祖父于秋轩时的情景：“先公抱致周时，哺饴弄雏，实于斯也；先人宾客满座，帣韝鞠，捧觞为寿，亦于斯也。”祖、父乐善好施，设宴待客之风如此，沈周亦然：“至申天，则使人远望以伺客至，或渔舟草艇，摇泛波涟，则误报之。”[4]故祖、父、伯雅集唱酬之友人后来多与沈周亦师亦友，如谢缙、刘溥（1392—1453）、陈震（1435—1485）、邵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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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6 杜琼《友松图》 明 纸本设色 纵29厘米，横92.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谢缙，沈澄友，为西庄雅集之名士，擅长山水画，列入清徐沁《明画录》山水卷，侨居金陵三十余年，后为沈周画师。（图4.8）


  刘溥，字原博，号草窗，长洲人。史称刘溥耻以医自名，日以吟咏为事，其诗初拟西昆，晩更奇纵，“景泰十才子”之一。溥卒，沈周作《挽草窗刘先生》，“千首杜陵青史笔，三朝颜驷白头郎”，时沈周方二十七岁。


  陈震，字启东，长洲人。曾任宁德、江山教谕，数次归省、还任，沈周均有诗寄赠，二人诗歌唱和往来频繁。成化十三年（1477），沈恒谢世，陈震自福建宁德返乡吊唁。成化十六年（1480）陈震赴京述职还苏，与友人陈九韶访沈周，小宴有竹居，并联句十二韵。未几，陈震赴任江山教谕，沈周送之。


  邵昕是浙江余姚人，任长洲县丞。沈恒任粮长往来城乡之间，得识邵昕并交厚，沈周随父左右，故童稚便得识之。天顺四年（1460）邵昕服母丧期满，出任休宁知县，道经苏州，沈周作《送邵明府》赠别，从中亦可见二人得识经过：“昔公贰政长洲苑，我时丱角在童稚……家君执事米盐末，青眼相看见高谊。十年存录如一日，一家负荷无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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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7 沈周《溪山秋色图》

    1484年 纸本水墨

    纵152厘米，横51厘米

    南京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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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8 谢缙《云阳早行图》

    1417年 纸本水墨

    纵102.1厘米，横47.5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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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9 沈周《魏园雅集图》

    1469年 纸本设色

    纵145.5厘米，横47.5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除因家族聚会和世交结识之诸多友人外，沈周又由此更结交到诸友人之友人，如杜琼外甥魏昌（1412—1495）、门生赵同鲁（1423—1503）等。魏昌，字公美，号耻斋，孝悌力行，博古能辨识。所居名魏园，沈周或因师杜琼得识之，为其文人圈核心人物。（图4.9）赵同鲁，字与哲，长洲人。笃学修词，雅好文艺，与沈周同为杜琼门生，后为挚友。二人又同为布衣，共有隐德，隐而喜论当世事。赵同鲁与沈周同受知于三原公王恕（1416—1508），沈周称其“野叟参游得奇字，上卿通问有长笺”（《寿赵与哲六十五月五日先生生辰也》），又称其“隐德堪尊齿亦尊，一家风物自桃源”（《寿赵与哲七十》），可见二人志道颇合。


  另沈周还延请陆德蕴、周本等为家塾师，教授弟沈召、子沈云鸿。陆德蕴是云间（今上海）人，隐居不仕，其女陆娟后从沈周学画。周本，长洲人，嗜酒善筮。正统八年（1443）至景泰四年（1453）十年间主沈氏塾，故周十七岁便与之订交，后一生交往频繁，感情颇深。《石田稿》录与周本有关的诗十余首，或怀念请题，或同游雅聚，或庆寿安慰，并为其作《周君宗道生圹志》。沈家继继不绝、殆无虚日的雅集聚会，对历代名品的切磋赏鉴，于潜移默化中对沈周艺术素质的培养、艺术品质的熏染、艺术鉴赏力的提升，无疑至关重要。


  吴门姻亲


  大族门第以及与雅士之间的来往，又促成了沈氏与名士之间的家族联姻，故而姻亲也成为其文人圈的重要成员。沈周妻陈慧庄（1424—1486），出自常熟诗礼之家，贤良知礼，正统九年（1444）来归，曾为沈周祖母句读佛典，沈周视其为良友。因与妻感情笃厚，沈周与妻族之间的来往也尤为亲密，妻兄陈蒙、弟陈允孚、舅侄陈用之、姐夫桑琳（1423—1497）、姨侄桑悦（1447—1503）等，均与沈周有密切交往。成化九年（1473）秋，内弟陈允孚叔侄来访相城，沈周有诗述其天伦之乐：


  八月五日秋暑酷……小儿开门认母党，浑舍欢呼动茅屋。侄能拜姑弟拜姐，话别论情间悲哭。我归向我诧老大，白髭毵毵鬓毛秃。灯前把酒酬殷勤，四壁飞蚊掠蝙蝠。盘飧不耻荐野菜，枕簟聊宜荫高竹。诸甥恳恳劝久住，似怪情亲来不熟。姻家忆昔兄弟多，渐感凋疏犹落木。百年嘉会得几回，何苦催归信童仆。送君愁向浦东头，细雨蘼芜极双目。（《喜陈允孚叔侄见过》）


  沈周与其内兄陈蒙交往尤厚，《石田稿》有寄赠陈蒙诗近二十首。（图4.10）


  陈蒙，字允德，号育庵，又号东家生，喜隐，邑大夫以才荐，不就，著有《泛雪集》《育庵集》。沈周言“先生幼颖异，气高志亢”，作诗“涵音揉律，务底平和”，“名声籍籍吴中……犹泉决云涌，赡才藻思，卒以诗人称”。（《育庵陈先生墓志铭》）沈周因姻亲关系，“知先生颇悉”，二人书简往来频繁，“诗缄珍重寄来频”（《和陈允德见寄韵》），夜话连榻、同游共酌之事时时有之，送赠寄题次韵之作更是屡见诗稿，二人从姻亲进而如知己兄弟：“娓娓情话余，互问新述作。从容发歌咏，时或间嘲谑。不复有郁怀，未药病先却。婚姻旧兄弟，气味亦相若。各念老境人，觌面苦难数。偶耳沧海间，合此千里鹤。天亦喜留客，簌簌细雪落。呼墨记良会，笑见睡僮愕。”（《十一月念三日入城会陈育庵话》）陈蒙多病羸弱，沈周于其病中即和韵存问，卒后还两度为之作挽诗“好有斯文更有姻，笑谈回首变沾巾”（《哭陈育庵》）、“不见先生系所思，交游何地觅襟期”（《再挽陈育庵》），又为之撰墓志铭，可见二人情谊之真、契合之深。


  连襟桑琳与沈周亦有来往。桑琳，字廷贡，号鹤溪，常熟人。桑琳有二弟：桑瑾字廷璋，官至处州府通判；桑瑜字廷赞，官至温州府通判。另桑琳之侄、桑悦之从兄弟桑民奇亦与沈周有交往。成化十四年（1478），桑琳将游浙之雁荡山，沈周有《送桑鹤溪游浙》：“桑鹤溪先生以书抵予，告有古瓯之行，期登雁宕，以尽东南之奇观……予因作画与诗相之。抑闻山中多青泥、赤剑、金膏、水碧，得之归，当见分，如不得，须录李孝光《十记》，相与连坐桑梓阴下，持诵一过，亦足以厌好游之心矣。”除与桑琳书信往来外，沈周与桑琳子桑悦亦相与往来，唱和愈频。


  桑悦，字民怿，官至柳州府通判。举止言行怪妄狂诞，与张灵、祝允明并称“吴中三狂士”，有《思玄集》传世。成化八年（1472），桑悦与文林、吴宽中同年进士，次年曾与文林同宿三茅道院，沈周作《闻文宗儒、桑民怿两进士同宿三茅道院》述其事，另有行书《和桑民怿诗》。桑悦《思玄集》中则有《和石田病中韵》《七夕饮石田母姨夫宅》等诗，可知二人曾于七夕饮于沈周家。沈周画作，桑悦亦多有题咏，王世贞记：“周校书履道、沈山人启南画《宜兴龙岩小景》及《铜官秋色》各一帧，后多有名贤题咏，若桑民怿、文徵仲、黄应龙辈，皆可宝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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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10 沈周《溪桥访友图》

    明 纸本水墨

    纵130.6厘米，横47.5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其他姻亲如沈澄西庄雅集中的名士金维则，与沈周祖姑联姻；沈周妹沈庄适刘珏长子刘正，沈周子云鸿娶徐有贞孙女，季女适史鉴之子史永龄等。姻亲关系加深，扩大了其家族的交往维度，很多人与沈周已是亦师亦友亦亲之关系，如与徐有贞之外孙祝允明家族，与友人姻亲史鉴、史永龄家族，刘珏、刘正家族，金维则、金允端、金怀用、金以宾家族等，沈周诗画集中均可见双方来往之痕迹。


  沈周虽未做过家塾师，然其师友之后辈及吴中后学已慕名而来，如祝允明官至应天府通判，为沈恒友徐有贞外孙、祝颢孙、李应祯之婿，自小即随侍祖父，九岁便得识沈周。他后与沈周交厚，虽齿如父子，然交犹季昆。在祝氏《怀知诗》十九首中，沈周占有一席，被祝氏以“先生”相称，对其风度才华和援推之恩的赞颂毫不吝惜。又作《石田记》解周“石田”之号，称：“沈先生则弗稼者与？其以为名，所谓君子之心也。先生者，巢、许其居服，而禹、稷其肾肠。”[6]祝氏还为淮阴王廷瑞所刻《石田诗稿》写序，专论沈氏诗学观，数以沈周拟之杜甫，并称其君子之心不独高洁，而必将耀世无穷。


  再如文徵明以岁贡入京，荐授翰林院待诏，三载谢病归，有《甫田集》传世。文徵明于弘治九年（1496）入室从其学画，在画学上直承沈周衣钵，成为吴门画派继沈周之后的第二位掌门人。（图4.11）因二人画风之递承关系，文氏曾为友人补沈周未完小画并次韵：“石翁已赋白玉楼，画图犹记荆溪游。残缣未了人事改，百年生世真如浮。补亡到我愧貂尾，绝笔从前推虎头。”（《为吴心远补石田未完小画并次遗韵》）文徵明子文嘉撰《先君行略》云：“时石田先生沈公周为公前辈，雅重公文行，见公所作小幅，亦极加叹赏。”沈周之作几乎均过其耳目，故其题写先生之作无数，其书画评论亦是沈周绘画研究的重要材料。二人后来亦由师徒进而为莫逆之交，徵明亦曾奉陪先生及其友人同游虎丘，“高贤寻壑共经丘，偶得追从续旧游”（《奉陪吕太常、沈石田游虎丘次韵》），更有《沈石田与徵明札》为证：“昨承降，兼辱厚赐，深愧受之不当，适盛使至，专此奉谢。所索拙笔，在一两日间已完色矣。有言欲告，期在后日一会，勿误勿误。沈周拜徵明贤友即解。”而文氏则多以“先生”相称，对其敬仰之至，据王世贞跋《石田山水》载：“跋尾彭孔嘉称，文丈待诏云：‘石田先生神仙中人也。’此语吾亦闻之待诏，且云‘满百文某，安敢望此老’。前辈风流，推挹乃尔，令人叹慨。”沈周卒后，文徵明为之作行状称：“某辱再世之游，耳受目瞩，知先生为详，遂不克让。”后又有怀知诗：“风流已与人都尽，手泽空怜物有情……伤心未了生前约，渔子沙头一棹横。”（《宿相城有怀石田先生》）极尽悲凉怀念之情，亦可见二人契合之深。文徵明与沈周子云鸿亦有交往，为云鸿作《相城沈氏保堂记》，赞其能保有其家，雅笃伦理，校雠勤剧。文氏传承沈周之学最正，故后世多将文徵明执掌文坛、画坛时之弟子归属沈周一脉。


  吴门其他后学，如杨循吉、都穆、唐寅、仇英等；与沈周交往较多的私淑弟子，如王纶、周用、陈淳、孙艾（图4.12）、吴麟、陆复、陆萱、古中静、陈焕等，多入室学画。不过，虽名为师徒，却不分长幼，沈周与爱徒之间，或唱和往来，或共同作画，如弘治七年（1494）端午日，沈周写梅赠史鉴子、女婿史永龄，王纶为之补勾勒竹，即《沈石田水墨梅王理之补勾勒竹》，题诗曰：“理之嫌我太草草，斜补竹枝成玉倚。”又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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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11 文徵明《千林曳杖图》 1537年 纸本水墨

    纵35.2厘米，横25.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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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12 孙艾 《木棉图》

    明 纸本设色

    纵74.5厘米，横31.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昆山士人多画梅，与王理之论其用墨太重，殊失清雅，足有累于梅矣。因短缣在帧，史德徵从容谓曰：“清雅果何似，丈人当示一梢，与梅出气，何如？”遂妄弄此笔，理之亦作错刀数叶，间于疏处，仍题之以赠德徵。


  王纶善画竹，由此自号君子林，沈周为其题诗多首。王纶又为沈周写六十小像，沈周有诗自题《王理之写六十小像》。另据李维琨统计，画师沈周一派的还有李著（字潜夫，金陵人）、陆文（字汝学，常熟人）、陶浚（字云江，武进人）、宋旭（字初旸，嘉兴人）、杜翼龙（字子良，吴县人）、陈天定（字定之，太仓人）、沈颢（字朗倩，吴郡人）、孙克弘（字允执，松江人）等[7]，再传弟子则不胜数。


  宦友交游


  沈周的众多交游对象之中，以在野身份所交缙绅大夫、高官显宦最值得一提。沈周的官宦之交遍及中央政府的六部、都察院、五寺、三监、三司，京官里上至三师、少师、尚书、殿阁学士、都御史，下至主事、寺丞、给事中等都有所结识，地方政府尤其是应天府、苏州府官员更不待说。爬梳沈周与官宦友人的订交过程，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名门望族之出身而结交的官宦世交，多为同乡为宦者。第二类是以朝臣身份巡抚苏淞等地者和南京、苏州地方官。第三类是通过同乡官员引介得识交往的中央官员。他们或高居宰辅，或以经业名，或以诗画称，无不雅重一时。


  第一类官宦世交，如刘珏所记沈澄西庄雅集中的十位名士，其中只有张继孟、金维则二人未到过京城，沈遇、谢缙虽不禄仕，亦以其材艺遨游公卿间。又如因长洲县丞邵昕而交厚的兵部尚书、大学士徐有贞，平辈契合最深的友人礼部尚书吴宽（图4.13），户部尚书、大学士王鏊，都御史彭礼，太仆少卿李应祯等即属这一类。这一类文人在及第前多已交厚沈周，又因官位显赫而突显了其仕宦身份。如吴宽与沈周交往最早在29岁，其状元及第在38岁，做官前已交厚沈周。其他官宦友人虽不能确考订交时日，然从其户籍、入仕时间多可推测属于此类，如广昌教谕陈瑜、贵州按察副使陈琦、瑞州训导黄云、南京御史蒋钦、太常少卿陆[image: ]、礼部尚书李杰、东宫讲读刘瀚、南京刑部主事马愈、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陈璚、南京考功主事汝泰、广东左参政王鼎、南京吏部尚书吴一鹏、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源（图4.14）、太常少卿夏昶、河南右参政吴愈等（图4.15），都是苏州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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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13 沈周《东庄图》册之《续古堂》

    明 纸本设色

    纵28.6厘米，横33厘米

    南京博物院藏

  


  第二类即以朝臣身份巡抚苏淞等地者和南京、苏州地方官。如吏部尚书王恕、都御史彭礼、南京吏部尚书童轩等。由于第一类官宦友人的推介和举荐，他们均主动结交沈周，或索画求题，或请问政事。如官至吏部尚书的童轩（字志昂，鄱阳人），与沈周互题诗稿，诗简往来频繁，《石田稿》有《送童黄门志昂出宰寿昌》《题童黄门竹卷时有出宰之命》《读童志昂清风稿》《燕歌行和唐高达夫韵寄童太常》《得童太常志昂书》等诗。再如以都御史总抚苏淞、应天府等地的彭礼（字彦公，安福人），弘治十五年（1502）曾欲召沈周至幕下，并命人删定《石田稿》梓行，沈周绘图以谢并作《感麟作经图为彭抚公作》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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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14 沈周《虎丘送客图》

    1480年 纸本设色

    纵173.1厘米，横64.2厘米

    天津博物馆藏

  


  此类宦友中沈周又与王恕尤为交厚。王恕字宗贯，号介庵，晚号石渠老人，陕西三原人。正统十三年（1448）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有《王端毅公文集》传世。成化十五年（1479），王恕巡抚苏淞，数召沈周诹咨问道。次年八月，即向宪宗推荐沈周、史鉴。宪宗随即下征诏聘，二人辞不应，沈周作《西园八咏》（藏书屋、洗砚池、苍松轩、牡丹圃、陇头云、门外柳、绣衣记、太史铭）诗并图致谢。弘治四年（1491）又作《奉寄大冢宰三原王公》，称其“超贤拔俊休遗力”，夸其任人唯贤，极力引荐人材之功。弘治六年（1493），沈周闻三原王公致政，作诗相送：“功烈堂堂六十年，劳劳萋菲不妨贤。”（《闻三原王公致政》）弘治九年（1496），又作《奉寄王冢宰》，中有“腔中乐地春如海，元恺中间第一贤”句，赞其退归后设讲西园的神仙生活。弘治十一年（1498），王恕八十初度，沈周写大夫松并赋长句奉祝：“尚书府中松十抱，直气贞心不知老。关中土厚根柢壮，千年间生地之宝。上参云汉不屈身，世间草木斯为表。用之擎天天久恃，用之柱国国永保。伐柯击奸拟段笏，摘叶指佞比尧草。朝廷何可一日无，百不为多一非少。凌霜傲雪古色存，苍苍直与秋天杳。孔明庙前有老柏，此物亦自因人好。大观直谓古今同，时固难同贵同道。金花玉苓仙所食，只在长生不在饱。须公采啖三万斛，四海苍生期寿考。”[8]以松之古直、苍劲、傲雪之特征喻王恕耿直、贤达以及擎天柱国之功，并写行书《寿王端毅诗四十开》。（图4.16）


  第三类宦友则是沈周通过同乡官员引介得识交往的中央官员，如李东阳（图4.17）、屠滽，以及李东阳执友程敏政（图4.18）、杨一清（图4.19）、陆[image: ]、邵宝、谢迁等。李东阳为京官近四十年，惜与沈周从未会面，自称“神交岂恨天涯隔”（《石城雪樵图为李侍郎世贤赋》）。不过李东阳与沈周挚友吴宽同为馆阁成员，他在回顾接触沈周诗作时称：“初，文定以写本一帙示予，欲有所序述……翰林吴编修南夫（吴一鹏）来自苏，则以石田之意速予。”（《书沈石田诗稿后》）沈、李二人因地域之隔虽未尝蒙面，然吴宽每次自吴返京，则携沈周法书，以期京师诸公品题。故李东阳有多首诗题沈周所作、所藏诗书画，如其评曰：“沈启南以诗画名吴中，其画格率出诗意，无描写界画之态，画家者流乃以分寸绳墨指而病之，岂未知芭蕉为雪中物邪？……予不深于画，每爱启南之诗，见其屋乌若无不可爱者，故为一辨。”《沈石田山水》《石城雪樵图为李侍郎世贤赋》《题沈启南画二绝》《题袁佥事石田山水卷》《沈启南墨鹅》等诗均是明证。又如题沈周所藏五代宋初画家郭忠恕《雪霁江行图》真迹云：“富家珍袭何足论，终作贫儿一朝食。姑苏沈郎亦好奇，袖里黄金轻一掷。定知仙笔可通神，恐有六丁随霹雳。桓玄窃取吾所笑，一月为君频拂拭。还君颇觉未忘情，摹本为予君莫惜。”除诗歌请题外，沈周有多首诗画为李东阳而作，或庆贺其生子，如《谢庭新秀咏芝祝西厓先生生子》（图4.20）；或为其写画，如《岳麓秋清》《天柱晴云》并赋诗题上；或次韵唱和，如《送朱武选调常德别驾次李西崖学士韵》《和西涯李阁老韵留题金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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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15 沈周《京江送别图》 1491年 纸本设色 纵28厘米，横159.2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image: ]

    图4.16 沈周《松石图》 1480年 纸本水墨

    纵156.3厘米，横72.7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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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17 《林逋手札二帖》李东阳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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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18 《林逋手札二帖》程敏政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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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19 沈周《邃庵图》（局部） 1500年 绫本设色 纵48.8厘米，横164.1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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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20 沈周《芝兰玉树图》

    明 纸本设色

    纵135.1厘米，横55.8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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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21 沈周手札 明

    第一开纵22厘米，横15.1厘米

    第二开纵22厘米，横13.3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由于沈周足迹不出江浙，其与中央、地方官宦友人的交往也成为中央和地方信息传递、输送的重要渠道。（图4.21）沈周作为吴中文人圈的文化领袖，这种交往又实现了两地文学信息、文艺思潮相互间最快速、最广泛的感知和传播，仅这一点而言，沈周的文化价值就不容忽视。（图4.22）


  汉晋以来，吴中谈艺从文的风气一直长盛不衰，明中期的苏州，以收藏精鉴、蓄书博古、篆刻出版、雅集酬唱等为特色的审美文化活动蔚然成风，并愈演愈烈。众多书画大家、处士名流积聚苏州，以沈周为中心，或亲或疏，或远或近，以雅洁的志趣、相似的爱好和对时代环境与历史境遇的相似感受和反应聚合在一起，志道立德，依仁游艺。士人们超拔傲然，睥睨官职利禄，遨游山川，琴棋书画、诗文词曲之博雅艺事一生不辍。这种萧散自然、唯务艺事的艺术式人生是吴中文人在特殊地理人文环境下形成的特有的人生实现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又极大地反映出吴中文人鲜明的自适、自惬而不自苦的心理特征和人生志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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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22 沈周《沧洲趣图》 明 纸本设色 纵30.1厘米，横400.2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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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


  耕隐


  百亩良田湖水阴，门前杨柳路沉沉。乌犍角短农书堕，苍褐衣香社酒淋。众草未长春雨少，稚秧初秀野烟深。东邻西舍皆同事，驷马高车不共心。


  何丽娜 黑龙江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教于岭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主要研究中国古代诗歌和明清文学。出版专著《沈周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7年版），发表以明中后期江南文人文学为关注点的系列论文。


  “遥知有竹处，便是隐君居”（徐有贞《题有竹居图》），在苏州府长洲县的水乡相城东竹林深处，就是沈周的有竹庄。（图5.1）


  沈氏家族自元末就隐居吴中，沈周亦“以不仕为家法”。


  沈家以诗书传家，沈周也很早表现出了他的文学才能，一生诗笔未辍，“风流文翰，照映一时”，但他一直没有参加科考。景泰五年（1454），沈周二十八岁，苏州郡守汪公浒举荐他，沈周“筮《易》，得《遁》之九五，曰嘉遁贞吉”。他对此深感称意，于是“决意隐遁”，在他的江南田园过着“神仙中人”的生活。（图5.2）


  从此沈周这个名字，就被注之以“隐士”。


  但沈周之隐已不同于传统隐士。他不再孤傲绝尘，而是与外在世界融融乐乐。如他自己所言，他是一个市隐者。


  沈周别业有竹庄是当时吴中文人雅集之盛地。有竹庄“有水竹园馆之胜”，极富审美性。有人曾问沈周为园之道，“石田对曰：多种树，少起屋”[1]，虽只六个字，直到今天仍是至理。有竹庄遵循着这样的理念，“一区绿草半里豆，屋上青山屋下泉”（《奉和陶庵世父留题有竹别业韵六首》其六），没有那么多的亭台楼阁，只见一丛丛竹林、一棵棵古木，小屋掩映在林溪之间。屋前溪水流淌，屋后竹篱田庄，春来桃花烂漫，秋来竹色深深。（图5.3）采茶东篱下，悠然见虞山，无尘累之茫茫，有怡然之田翁，“闲来闲往”“时笑时歌”（《溪上》），沈周乐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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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1 沈周《九段锦》册之《芦汀采菱》 明 纸本设色

    纵18厘米，横31.4厘米 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

  


  有竹庄昭示着一代高隐之士的风范，但不只如此，它远比我们想象的热闹。刘珏、徐有贞等前辈常至有竹庄吟诗赏画。沈周又性情宽和，“喜奖掖后进，寸才片善，苟有以当其意，必为延誉于人，不藏也”（《沈先生行状》），其才其德对后辈亦有强烈的召唤力，使得“搢绅东西行过吴，及后学好事者，日造其庐而请焉”（《石田先生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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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2 沈周《策杖图》

    明 纸本水墨

    纵159.1厘米，横72.2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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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3 沈周《东庄图》册之《菱豪》

    明 纸本设色

    纵28.6厘米，横33厘米

    南京博物院藏

  


  有竹庄友朋往来不断，慕名拜访者也从四面八方而来。王鏊记曰：“一时名人皆折节内交，自部使者、郡县大夫，皆见宾礼……每黎明，门未辟，舟已塞乎其港矣。先生固喜客，至则相与䜩笑咏歌，出古图书器物，摸抚品题，酬对终日不厌。”（《石田先生墓志铭》）（图5.4）


  礼部尚书李杰为沈周作《有竹居赋》言：“听翛翛之鸣玉兮，濯清风之洒洒。吹参差以相和兮，庶凤凰之来下。携佳宾以啸咏兮，载壶觞以游观。”（《历代赋汇》卷八三）赞沈周之高隐，而“携佳宾”也是李杰在表现有竹居时所不能忽视的内容。正如沈周自己所言，他的门前是“经车过马常无数”（《市隐》）。


  朋友们聚到有竹庄，吟咏谈笑，品评赏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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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4 沈周《瓶荷图》

    1486年 纸本设色

    纵144.5厘米，横60厘米

    天津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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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5 沈周《山水图》 1476年 纸本水墨

    纵56.1厘米，横31.7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时吴有沈周先生，号能鉴古，尚古时载小舟从沈周先生游。互出所藏，相与评骘，或累旬不返。成化、弘治间，东南好古博雅之士称沈先生，而尚古其次焉。（文徵明《华尚古小传》）


  尝访沈启南于吴门，沈他出，堂中有素绢，泼墨成山水巨幅，不通名姓而出。石田曰：“必金陵史痴也。”要之归，留三月而别。（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沈周之隐隐于世俗，亦隐于山林。


  沈周生活的水乡相城邻山近水。“北窗最爱虞山色，也似香炉生紫烟”（《奉和陶庵世父留题有竹别业韵六首》其一），推开北窗就能望见云雾飘渺变化的虞山，因此，“山水常年旧游伴”（《喜施知州焕伯致政》），山水如同老友一样，是他相知相近的伙伴。（图5.5）


  在山水之间他可以“高帽特寻芳树挂，清歌缓共晚云流”（《和张碧溪登宝峰韵二首》），“闲来闲往曾无为，时笑时歌自有情”（《溪上》），卸下俗世重担，诗人无所拘忌地纵情歌唱。“青山不嫌人，所取随我欲”（《登梁昭明读书台访徐辰翁丹井》），山水是一位宽厚的朋友，它以博大的胸怀，无条件的给予，让沈周感受到释放自我的极大快意。


  沈周有时喜欢独行于山水中静悟天地，体悟大自然内在的机妙。（图5.6）他说：“气聚势则附，形散脉复贯。远近相衍迤，中自存博换。虽静有动机，万态纷变乱。”（《自甲浦道太湖四十里，见异香诸山，喜而有作》）这不止于直观的视觉感受，而是在体悟自然现象内在的规律和变化，山峰之间形散而脉贯，而在这连续和延展中又内蕴着冲突和变换，大自然静中有动、动中有静，自然万象纷繁复杂。沈周相信，自然之中蕴藏着无限玄机：“天地大藏疾，何所不包容。峰峦皆养晦，草木未发蒙。芙蓉不敢巧，反朴鸿蒙中。”（《宿白马涧》）包容是天地之至美，隐强于露，朴胜于巧，在这种山水体悟中，正蕴含着沈周的处世精神和生命思考。（图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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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6 沈周《杖藜远眺图》 明 纸本水墨

    纵38.74厘米，横60.33厘米 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

  


  沈周眼中的山水不仅有高逸之趣，还充溢浓郁的生活气息：“青林人家隐山麓，鸡鸣犬吠闻中洲。鸬鹚群栖竹叶暗，蜻蜓特立荷花秋。莲歌渔唱尚互答，落景在树犹堪游。”（《经尚湖望虞山》）山间如同小村中一般，淳朴、亲切而活泼。（图5.8）这使得沈周的山水之游独具情味。追溯古人的山水之趣，无论是谢灵运笔下的华丽山水，陶渊明、王维笔下的空灵山水，还是李白笔下的纵逸山水，山水都是属于文人雅士的，山间樵子、林中小屋都是带着浓郁隐逸气质的文人化意象，山水精神是纯文人化的。但沈周不同，他可以和所有人一起共享山水，不仅有高山流水之雅意，亦有鸡犬相闻、蜂追蝶舞之俗趣。沈周的山水在某种程度上亦被田园化了，不仅承载着高隐者的心迹，也是生活化的空间，在这里隐与生活从不冲突，隐代表着更契意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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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7 沈周《抱琴图》

    纸本设色

    纵153.1厘米，横60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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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8 沈周《九段锦》册之《青山红树》 明 纸本设色

    纵17.9厘米，横32.1厘米 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

  


  所以，他放情山水，更痴守田园。


  苏州城越来越繁华了，但乐于接受新事物的沈周对此没什么兴趣。沈周“少在城中多在乡”（《次天全翁雪湖赏梅十二咏》），久居田园。偶尔入城一日，便会急切地归家，他在自城回乡的舟上一边欣赏着“一鸟没虚碧，数枫留晚红”的美丽景致，一边热切地向家中望去，“指家浑不远，村过更桥东”（《十月二十八日早自城回》，图5.9）。当然，沈周归家时的急切心情与他奉亲至孝有直接关系。如他在《城中夜归》中言，“柴门高想慈亲倚，新月疏星恐夜深”，在回家途中想到天色已晚，老母可能正倚门盼望，这显然是沈周急于回家的一个直接原因。而更深层的原因是，“尘累茫茫有郁襟，思乡就晚发城阴”，沈周的“思乡”中包含着对“尘累茫茫”的疲惫和摆脱。“晚郭归舟急若何，市尘犹恐累渔蓑”（《七月十五日城中晚归》），归舟急切，“市尘”与代表着隐逸趣味的“渔蓑”形成冲突，他急切地要脱去“市尘”之累，回归到“渔蓑”状态，回归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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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9 沈周《东庄图》册之《东城》

    明 纸本设色

    纵28.6厘米，横33厘米

    南京博物院藏

  


  沈周也强调隐之不拘形迹，“要知泉在心，心远地则偏”（《听泉》）。（图5.10）但他又表示：“城市岂堪闻，潇湘寄耳根……心通正如洗，明月满秋园。”（《听竹》）指出自然风物会净化人的心灵，使人心澈澄如洗。沈周一方面强调真正的隐者要能够排除外界的干扰，同时在现实生活层面，他努力寻求能与身心自然融合的外在环境。因而，他拒绝了仕进之路，选择山水田园作为自己的栖身之所。


  在山水田园间，“四时快活容易过”“不用低头俯仰人”（《田家乐》），他深深陶醉于这种自然的和谐和人情的淳厚。乡间的渔船、灯火、草堂、小桥、竹竿、渔具和山间的溪流、野花、鸟雀、小屋、草径、羊群在诗人的笔下都极富温暖的召唤，充满了活力和生活情趣。这种温馨的诗歌意境传达出诗人在山水田园中所感受到的适意和温情。“怡怡晨夕间，言笑谐四邻”（《田家咏》），“钓鱼偿酒券，卖藕补佣钱”（《清溪小隐》），“瓜圃熟时供路暍，稻畦收后问邻饥”（《东庄为吴匏庵尊翁赋》），“时来卜肆听论易，偶过邻家问养蚕”（《市隐》），“倾筐纵横箸把乱，瀹汤潦倒算子柔”（《采蕨行》），“虎山桥畔晚市忙，打鼓渔郎卖鲜鲤”（《光福》），夕阳下的田园水乡淳朴温馨，意兴陶然之际，沈周挥笔而成一幅水村图。（图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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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10 沈周《松岩听泉图》

    明 纸本设色

    纵140厘米，横31.2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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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11 沈周《新郭图》

    明 纸本水墨

    纵23厘米，横31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沈周在他的小小田园“躬耕修隐德”（《耕乐》）。而他不只参与耕作，还精通各种技能。他自己酿酒、酿醋甚至配制药方，有竹居中不只有琴棋书画，还充满着浓浓的生活情味。（图5.12）《石田杂记》中零散地留下了些“酿醋法”“造红曲法”“神仙造酒方”等，其中对各种用料、所需时间，及对相应情况的处理，都有极为细致的说明，体现了沈周对这一过程曾亲力为之，并颇有心得。


  沈周的《续千金方》未能流传，只在《石田杂记》中留下他随笔记下的一些常见病医方，如治疝“用蛇床子加少麝香，煎汤薰洗，冷则易之”，治簇筋“用桑树向南枝三条，以刀轻刮去外面粗皮，用内面青皮，以铁锤锤烂，井花水调敷患处即好”。在这些零零散散的记述中，我们看到这位被称为“神仙中人”的高隐之士其实又是多么地充满人间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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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12 沈周《花下睡鹅图》 明 纸本设色

    纵130.3厘米，横63.2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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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13 沈周《杏林书馆图》

    明 纸本设色

    纵75.8厘米，横31.1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随着隐逸生活渐入佳境，沈周越来越喜欢作画。


  沈周早期的交往以诗书往来、诗文倡和为主，并无赠画的记载，可知青少年时期绘画并没有占据他太多的精力和时间，也没有进入到他的社交生活中。沈周应是三十余岁时才开始专注于此，画艺日渐精进，并以作品赠人。沈周跋《支硎图》云：“此图为今冬官顾崇善所作，盖作于天顺间也。冬官尚游郡庠，予始学弄水墨……今复出观其图，笔稚墨涩，对之赧然……成化丙午九月，沈周重题。”[2]沈周言“此图作于天顺间”，虽未确指，然天顺年间是沈周三十一岁至三十八岁之间，题跋中有“始学弄水墨”“笔稚墨涩”之说，可知此时沈周才开始专注于画事，所以三十余岁是沈周从画的早期。此时是沈周占卜拒仕之后，他已决定了生活的方向和方式，并且三十五岁得释徭役，内外的因素都使得这一时期的沈周把作画作为隐逸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以诗画娱情适己、抒发情怀。


  他画他现实中的有竹庄，也画想象中的桃花源：在青山脚下，溪水潺潺流过，桃花围绕的小茅屋，一人正坐在那里读书，空气中弥漫着桃花的香甜和绿叶的清爽，没有是非纠结，没有人声嘈杂……（图5.13）


  不过，山外就有了。


  沈周在当时就已声名远播，据王鏊《石田先生墓志铭》载：“及后学好事者，日造其庐而请焉……间以事入城，必择地之僻隩者潜焉。好事者已物色之，比至，则屦满乎其户外矣……数年来，近自京师，远至闽、浙、川、广，无不购求其迹，以为珍玩，风流文翰，照映一时，其亦盛矣。”沈周名盛当世，向他求画者总是“屦满户外”，以至于沈周自嘲道：“堪笑山人闲不了，侵朝洗砚写云山。”（《题画》，图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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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14 沈周《卧游》册之《仿米云山》 明 纸本设色

    纵27.8厘米，横37.3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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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15 沈周《卧游》册之《秋江钓艇》 明 纸本设色

    纵27.8厘米，横37.3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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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16 唐寅《王鏊出山图》 明 纸本水墨 纵20厘米，横73.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沈周对于普通百姓，态度极为平易，对于众人无休止的乞诗乞画也表现得相当宽和。“每欲至窝，远近相传曰：‘沈先生来矣。’候之者舟哄河干，屦满户外，乞诗乞画，随所欲应之，无不人人满意去。”[3]这种场面热闹中不免嘈杂。一方面虽然众人有索画的目的，但从中可见他们对沈周的期待和亲近；另一方面，沈周作为“吴中第一高士”，面对这种嘈杂，能使“人人满意去”，足见他内心的平和适俗，所以王鏊说沈周“高致绝人，而和易近物，贩夫牧竖持纸来索，不见难色”（《石田先生墓志铭》）。（图5.15）


  当时模仿沈周诗画出售者极多，最有戏剧性的是有人“或为赝作，求题以售”，而沈周“亦乐然应之”，他显然并不以绝对的是非标准去衡量这种行为，或宽而待之，或乐而助之。这种亲切与平易，与传统隐士的孤高自处大不同。


  成化十六年（1480），沈周五十四岁时，宪宗聘诏，他再次拒绝。“岁月易流嗟物变，功名已过觉心宽……想得金陵山水地，自知行乐胜为官”（《赠黄㧑之》）。


  不过新一代在是否出仕的问题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像唐寅和祝允明，他们都对仕途充满了希望。（图5.16）


  唐寅满是豪情地去考试了。沈周与众人在虎丘为他饯行。


  一个月后，却惊闻唐寅因牵涉科场行贿而下狱，同时下狱的还有主考官程敏政。程敏政在这巨大的打击下不久便离世。沈周无法抑制悲痛，在他的草堂中为程敏政赋诗以彰清白：“君子不知蝇有恶，小人安信玉无瑕。”（《挽程宫詹》）多年前，当程敏政因雨灾被弹劾致仕，沈周就不畏风狂雨暴，奋力发声：“人从今日去，雨是几时晴？”（《送程宫詹》）在精神上给予程敏政支持与安慰。如今，斯人已去，沈周再次以掷地有声的悲音向世人宣告在野文人的正义担当。虽为隐者，不忍不平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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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17 唐寅《桐荫清梦图》 明 纸本水墨

    纵62厘米，横30.9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唐寅仕途无望，干脆卖画为生。沈周也为他点赞，他欣赏任何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图5.17）


  唐寅的莫逆之交祝允明也科场不利，他一边执着地考试，一边享受生活。他虽然缺点不少，沈周却总能看到他身上最闪光的东西，始终对这位放浪不羁的后辈充满喜爱和欣赏，视为一生的知己。


  沈周的人生和他的诗画一样，都在努力遵循着一种“漫兴”精神（《跋杨君谦所题拙画》）和“合自然”（《读陶诗二首》其二）的理念。


  沈周很欣赏道士朋友方志清，称赞他豪放的性情和鹤影仙踪般的形迹，“水云黄冠流，诗酒发清旷……留亦无不从，去亦无所怅”（《方道士还冶城》），“一片闲心如太古，何曾染着世间愁”（《和方水云写怀韵》）。值得注意的是，方志清曾劝沈周跟他学道：


  翩然学仙子，浮游大江东……造我修竹下，自开床头瓮。笑歌杯酌次，扬声动泠风。劝我事至道，玄默与天通。欲学知不易，衰颜无故红。明朝返笙鹤，无方追往踪。（《方水云过竹居》）


  从诗中可知，过着云游生活的方志清穿着闲逸、举止洒脱，在沈周的居所毫无拘束，不等主人招呼就“自开床头瓮”，两人杯酌甚欢。方志清劝沈周事玄老之道，言通此道则可“与天通”，沈周的答复是“欲学知不易”，很委婉地拒绝了。但他内心真正的思考是“衰颜无故红”，可见他并不真的相信返老还童之术，而是更相信自然的发展规律。方志清卒后，沈周在为其所作的挽诗中进一步表达了对学仙的看法：“学仙不就如炊沙，紫府著尔无闲衙。长生苦苦累唇舌，六十瞥眼风中花……长途昨夜忽观化，讣至空使吾胸挝。皮囊败坏秋草里，青山剑穴从谁爬。碧云黄鹤渺何许，矫首西睇令人嗟。我今随生亦随死，努力加饭辞餐霞。”（《挽方道士用东坡清虚堂韵》）所谓的长生之术如风中花一样美丽虚幻，进而表达了自己的生死观，“我今随生亦随死”，遵循自然的规律。此时的沈周也已近七十岁，对于生命却始终保有清醒的认识。（图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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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18 沈周《烟江叠嶂图》 明 纸本水墨 纵49.8厘米，横280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年纪渐长，沈周越来越喜欢听故事了。于是，苏州城的人都来给他讲故事，每天闹哄哄的，沈周觉得挺好，他“造百客堂，每近暮，必张筵四方人”[4]。


  沈周的画债似乎永远都还不完。人人都知道沈周好听稀奇古怪的故事，于是有人脑洞大开，编些故事来换沈周的画，“欲得其图画者，辄谭鬼怪之事以动之，事穷，或凑合而成，故失之诬者颇多”（《石田先生事略》），沈周也不计较，自是乐在其中，他把这些真真假假的故事记下来，且留待后人去体味吧。


  总之，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最终家家都弄到一幅沈周的画，“年来都下家家有”（钱谦益《为屠大理题石田画》），“伪作纷纷到京城”（吴宽《题石田画》），虽不知画是真是假，但上面的题款应该大都是真的。


  又有人来求画。


  沈周捋了捋一抹长须，信笔画了一幅梧竹图，题道：“画了梧枝又竹枝，绿阴如水墨淋漓。信人卷去糊窗壁，雨雨风风总不知。”（《梧竹》）率性和洒脱中看透了名利纷争。（图5.19）


  沈周渐渐衰老，夜深人静时，他在灯下翻阅着他的诗集，像翻阅着他漫漫的一生和这苏州城的历史：成化十一年（1475）秋忽然老虎横行，“前村渐报咥老翁，西村少年扑见骨”（《虎来》），“西山有虎动成群，小儿夜啼争撞门”（《西山有虎行》）；虎患令百姓惶恐不已，可盗贼横行比虎患还要厉害：“家家夜结束，老少泣以伺。一息苟奠安，天明各相喜”（《盗发》）；苏州淫祠淫祀盛行，东邻西院祭拜土偶，以致求亲贷邻、鬻女典衣，也让人忧心不已，要提醒他们，“土岂有知，群小实使。此事有类，河伯娶妇。有豹为令，悉投诸水”（《土偶祸》）；民生的问题很多，但江南最常见的灾难就是水患，弘治四年（1491）、五年连续两年的水患尤其严重，“嚼草草亦尽，仰面呼高天……生者乞四方，所饱何处边……四郊类兵变，苍莽空人烟”（《十八邻》），百姓都站在水中呼天抢地，最终妻离子散，行乞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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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19 沈周《仿倪瓒山水图》

    1479年 纸本水墨

    纵120.5厘米，横29.1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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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20 沈周《雨意图》

    1487年 纸本水墨

    纵67.7厘米，横30.6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天上有一颗流星划过，沈周急忙推窗细看。


  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初七，励精图治的孝宗皇帝因病英年早逝。七十九岁的沈周表达了他内心的悲痛：“愚翁分与世缘疏，国恤惊心泣且吁……不知伊傅谁调鼎，欲梦羲皇我枕书。”（《乙丑六月闻哀诏有感》）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沈周对明君逝去深感悲伤。


  沈周八十岁时又结识了一位新朋友——七十岁还疯疯癫癫的史痴翁，两人一见投缘，“不知人所毁，亦不求人怜”，所谓隐者，是自我世界的不断丰满和强大。（图5.20）


  人来问我生涯，百年端的农家。识字无多几个，挂书牛角，绕村闲访梅花。


  人来问我农家，短墙斜撩鸥沙。老矣疏茅破屋，闭门高卧，外边缭乱杨花。（《和东坡小词二阕》）


  时光流逝，但吴中百姓还是时不时地去寻找这位落笔值千金的老头儿，只是却真的很难再找到他。他可能骑着牛在村外闲逛，但也许，他正在他的小茅草屋里摇着蒲扇进入千年万年的遐想中，世俗的敲门声再也不会让他烦恼和心动。

  


  [1][清]禇人获辑撰，李梦生校点《坚瓠集》秘集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238页。


  [2][清]陈焯《湘管斋寓赏编》卷六，世界书局2009年版，第365页。


  [3][明]姜绍书撰，印晓峰点校《无声诗史》卷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4][清]梁维枢《玉剑尊闻》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17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64页。


  忧


  息役即兴


  渥露被草木，总翠一何荣。濯发南窗下，但闻流水声。不闻官长呵，髀肉今再生。孔翠惩牛角，始剧丹霄情。鸿鹄逃网罗，高秋正冥冥。君子顺坎止，吾岂矫其名。


  汤志波 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出版古籍整理《沈周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张羽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弇州山人题跋书画跋跋》（上海书画出版社2020年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沈周与吴中文坛研究”、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沈周诗文编年校笺”等。


  忧国忧民


  沈周终生隐居林下，虽多次征召不赴，但并非忘世之人。（图6.1）沈周时时在关心国家大事，个人的忧乐与政事得失密切联系在一起：“我本耕田夫，居下受人治。凡察政得失，于我忧乐系。”（《送文宗儒服阕之京》）六十岁生日自寿云：“自是田间快活民，太平生长六经旬。不忧天下无今日，但愿朝廷用好人。”（《六旬自咏》）花甲之岁的生日祝愿，首先是希望朝中有贤臣。文徵明言：“先生（沈周）每闻时政得失，辄忧喜形于色。人以是知先生非终于忘世者。”（《沈先生行状》）张[image: ]称其“忧时悯俗之志，未尝去诸方寸”（《石田诗选跋》），均实录也。


  沈周一生经历了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七朝，虽不是逐鹿易鼎的年代，但也并非太平无事。正统十四年（1449）秋七月，瓦剌骑兵分道犯境，“也先寇大同，至猫儿庄”，“脱脱不花王寇辽东，阿剌知院寇宣府，围赤城”。（《明史·鞑靼列传》）明英宗朱祁镇决定亲自北征，结果在河北张家口的土木堡被俘，史称“土木堡之变”或“己巳之变”。沈周闻之，赋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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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1 沈周《东庄图》册之《耕息轩》

    明 纸本设色

    纵28.6厘米，横33厘米

    南京博物院藏

  


  灯火郊居耿暮秋，北风迢递入边愁。三更珠斗随天转，万里银河接海流。筹笔简书何日见，亲亭冠盖几人游。侧身自信江湖远，一夜哀吟欲白头。（《己巳秋兴》）


  暮秋深夜，隐居郊外的沈周听到“北狩”的消息，仰观银河北斗，夜不能眠。颈联中的“筹笔”即筹笔驿，在今四川广元市北，三国时诸葛亮出师尝驻军筹划于此；“简书”为军令，唐代李商隐《筹笔驿》诗中亦提到了简书：“猿鸟犹疑畏简书，风云常为护储胥。”[1]沈周即化用此意，“筹笔简书”借指治军严明又有谋略的军事能人。“亲亭”或是“新亭”之误，《世说新语》中有一个著名的“新亭对泣”典故：“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2]建兴四年（316）长安失守，西晋灭亡。司马睿迁都建康（今南京），从北方避战乱到江南的士大夫们，常聚在新亭饮宴。看长江对面风景依旧，却已属于异国所有，大家默然流泪，只有王丞相（王导）发出了“戮力王室，克复神州”的呐喊。“冠盖”原是官员的冠服和车乘，泛指官员，宋代马之纯写新亭“忆昔诸贤扶晋室，冠盖多于此云集”[3]，也是追述东晋诸君的忧国伤时之悲。颈联一句，沈周巧妙化用了李商隐、马之纯二诗，三诗并观，亦可见异曲同工之妙。沈周感叹国境不宁，君王北狩，而朝中没有像诸葛亮一样的辅臣可以发号施令，挽回战局。时年沈周仅二十三岁，“一夜哀吟欲白头”虽是夸张，亦可见其忧国之深。


  成化间沈周赋诗赠友人归秦州，本应是依依不舍的惜别之情，却被一种义愤填膺的家国愁思所笼罩：“延安绥德边报急，秦州在陷家当失。黄河冻合胡马健，倏来度冰如踏石。奈何主将与监军，玩寇自顾舟中敌。驻兵无常惑饷道，远输岂顾烦民力。”（《送人归秦州》）成化间陕西延安等地屡遭侵扰，据《明史》记载：“成化元年春，孛来诱兀良哈九万骑入辽河……散掠延绥……孛来与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后继至，掳中国人为乡导，抄掠延绥无虚时，而边事以棘。”二年夏又“大入延绥”，四年冬“寇延绥，明年春再入……冬复纠三卫入寇，延绥、榆林大扰”[4]。可知此间西北边境的状况。此时的沈周，心中不仅有对友人路途未卜的担忧，更多是对战事的焦虑与主政者玩寇自败的愤慨。“杞人闻之搔白头，落日倚襟江上楼。呜呼韩范不复作，极目秦云空自忧”。倚在江边亭楼之上，目眺友人乘舟远去，落日余晖之下，沈周心烦意乱，既期待朝中能出现像宋代韩琦、范仲淹这样的军事能臣，又感慨自己报国无门，只能空自担忧。（图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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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2 周臣《流民图》（局部） 1516年 纸本设色

    纵31.9厘米，横244.5厘米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西北边疆战事不断，东南沿海也不太平，海盗骚扰之事频频发生。成化十七年（1481），沈周听闻海盗刘通归顺，作诗记之：


  海盗夤缘久，边防废弛多。交通混猫鼠，出没仗风波。赫炽威行火，张皇祻本鹾。蚁乌供啸聚，鱼肉惨经过。治静俄惊此，擒迟或虑佗。元戎将舸舰，沧海照干戈。飓发扬旗虎，涛翻震鼓鼍。首凶皈急网，群孽走余艖。纳款虽无杀，追亡会有科。摘瓜须抱蔓，伐树岂遗柯。军令当何制，吾居尚未那。明朝重听捷，为赋凯旋歌。（《闻海盗刘通纳款仅七人，其亡去者尚多，忧而赋此》）


  成化初湖广郧阳曾爆发刘通、李源率领的流民起义，其后东部沿海又有同名者据海为盗，史载：“刘通、施太（泰）足一摇，数郡震扰。”[5]由于海上管理防卫松弛，私盐贩交通频繁，遂沦为海盗。刘通等盗贼如同乌合蚁聚，出没海中，鱼肉百姓。而官府投鼠忌器，迟迟未能捉拿。虽然最后主犯降服归顺，但自首的仅七人而已，大部分海盗已经逃亡。此事让沈周颇为担忧，建议朝廷继续追击逃匿的盗贼。


  沈周的担忧并非多余。弘治后盗贼聚集频发，乃至公然入室劫掠，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沈周诗中亦有记载：“小窃虽饥寒，巨猾实扇起。十百相党群，刀殳弄凶技。前邻遭砟关，逼货炙妻子。后邻发重堤，进舟当门舣。担负亦公然，罄室乃云止。稍或有抵牾，人戮庐亦毁。”（《盗发》）百姓每天战战兢兢地生活，“家家夜结束，老少泣以伺。一息苟奠安，天明各相喜”，而官府仍以笼络招安为主：“有官示以仁，得录不之罪。”只要海盗表示归顺，登记在册，便不再追究其罪。沈周对此极为愤慨：“老者见不忍，高天诉曷通。掌杯虽拨闷，抑郁尚填胸。”（《拨雨闷》）义愤填膺却只能在诗中向苍天诉说不公。


  边塞战争、沿海平盗等国家大事，主要是肉食者谋之，沈周顾虑更多的是民生疾苦，尤其是吴中百姓的生活。（图6.3）沈周虽长于书香门第，成年后又以绘事为业，但一生未脱离农家本色，“我家孝悌仍力田，自此相传逾百年”（《题古木群乌示鸿儿》）、“薄田乃先业，敢辞力穑艰”（《息役即兴》）均是其真实的生活写照。成化九年（1473）正月初一苏州大雪，据有经验的老农说这是春季水灾的预兆，所以沈周异常担忧：“去年无钱酬债主，又无稞米还官司。一年遥遥十二月，我告饥寒当向谁。县批昨日排门唤，口咬菜根驱作岸。”（《春雪歌》）（图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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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3 沈周《蚕桑图》 明 纸本水墨 纵16.8厘米，横49.2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沈周所写的悯农诗，绝大部分和水灾有关，如《感雨》：


  雨雨风风久未晴，不眠人起夜三更。玉川拟问颠崖命，锦里空劳广厦情。社树有灵阴火出，海田无畔晚潮平。朝来儿女应相讶，谓底多愁太瘦生。


  颔联化用了两句唐诗，“颠崖命”出自卢仝（号玉川子）所作《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巅崖受辛苦。便为谏议问苍生，到头还得苏息否？”而“锦里”句则化用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润物的春雨过多，就会变成洪水猛兽，沈周像卢仝、杜甫一样担忧民生，仿佛一夜之间消瘦，以至于第二天早上儿女相视惊呼，这得是多少忧愁？在强烈的心理冲击下，沈周以悲悯之情怀，陆续写下了《堤决行》《低田妇》《割稻》《苦雨》《水乡孥子十首》《苦雨寄城中诸友》《十八邻》等诗作，举《割稻》一诗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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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4 周臣《夏畦时泽图》 明 纸本设色

    纵26.4厘米，横31.3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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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5 沈周《空林积雨图》 1475年 纸本水墨

    纵21.7厘米，横29.2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我家低田水没肚，五男割稻冻栗股。劳劳似共雨争夺，稻芽旋向镰头吐。蓬蓬纂纂缀青针，稻既生芽米应腐。腐余割得尚喜欢，计利当存十之五。小家伶仃止夫妇，稻烂水深无力取。口中之食眼中饱，忍见穗头沉着土。波间粒粒付鱼雁，一年生计空辛苦。但忧两口不聊生，未暇征租虑官府。老翁坐对沉灶哭，婆亦号咷向空釜。云昏月黑忘关门，隔壁咆哮一声虎。


  水稻收获的时节突降暴雨，农民只能与天争食。沈家人手尚多，五个仆人一起割稻，且只能夺回一半的粮食。小户人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孤苦无依的邻家老夫妇，只能眼睁睁看着快要成熟的水稻沉入水中，一年的辛苦随之飘走。民众缺衣少食，无力缴纳官粮，但官府并不体恤百姓，继续横征暴敛。面对“春霖接秋潦”的天灾、“逋窜空邻里”（《霜降后一日书事》）的人祸，沈周将自己满腔的忧国恤民之情凝注于笔端，对苛政发出了“天问”。（图6.5）


  成化八年（1472），四十六岁的沈周作诗自寿，不但没有多少庆生的欢乐，反而是家国之忧愁涌上心头：“况闻虏骑突，西北警边防。吴中鸿方割，饥民负官粮。朝廷多外顾，私家亦遑遑。”（《初度日归自吴门》）边境战事又起，吴中水灾不断，过多的忧愁致使沈周发已半白：“秋来抱病在䔧床，短鬓缘愁太半苍。北使数能传疫疠，南方犹未复流亡。”（《病中书怀》）北方使者带来的战争消息，南方水灾后百姓流亡的场景，无不让其焦灼万分。沈周虽不出仕，但对国事民生颇为熟稔，这既源于与京师大臣的书信交往，也来自邸报（图6.6），沈周经常阅读朝廷官报：“白发穷檐忧老农，边尘日日有惊烽。”（《闻邸报》）可以说对国家战事的担忧、对民生疾苦的关注，贯穿其一生，从青年到老年，沈周都不曾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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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6 明代邸报 《急选报》 明万历年间刻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沈周最喜欢苏州乡贤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经常劝导友人要“先忧后乐”，如送范景仁赴国子监说“须知忧乐先公事”（《送范景仁入胄监》），送苏州知府丘霁赴京述职云“忧乐关心今范老”（《分得中字送丘侯述职十二韵》），友人吴宽守丧期满除服，沈周赋诗送之曰“先忧后乐君须任”（《送吴匏庵服阕还朝》）。沈周像范仲淹一样，“百年忧乐每同心”（《和俞都宪子俊谒范祠二首》），“先忧后乐”也是其一生的精神写照。


  愁家愁己


  沈周的忧国忧民，与其担任粮长的经历有关。沈氏家族在元代最盛，但因易代战乱，产业殆尽，家族中衰。至曾祖沈良琛稍振起之，到了伯父沈贞、父沈恒这一代，再度成为苏州相城大家。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在江浙一带建立“粮长”制度，纳粮一万石左右的地方为一区，指派区内纳粮最多的大户世充粮长，负责征收和解运田粮。此后还规定粮长须拟订科则、编制图册、申报灾歉、检举逃税、催办粮差。粮长属于半公职人员性质，开始时地主大户也以充任粮长为荣，但随着赋役日重，税户逃亡日多，粮长需要补偿租税，所以赔累不堪，成为苦役[6]。沈周在其笔记《客座新闻》中就记载了粮长破产的例子：


  弘治中，常熟桑民怿通判尝过富家，见其碌碌置田产，戏为号遗之曰：“广置田庄真可爱，粮长解头专等待。转眼过来三四年，挑在担头无处卖。”近年民家有田二三百者，官司报作粮长、解户、马头，百亩上下，亦有他差，致被陪貱不继，以田变卖输纳。再不敷者，必致监追，限期比较，往往累死者有之。往年田值银数两者，今止一二两，人尚不愿售，其低洼官田，情愿给与人承种办粮，不用价，人尚有不欲受者。其奈朝廷供需岁增月益，皆取于民以奉上乎？夫民赖资以养生，今民不堪命，以致伤生破业。此民怿之言虽曰嘲之，而实切中时病也，呜呼惜哉！（卷三《桑民怿嘲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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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7 沈周《九段锦》册之《田家耕作》 明 纸本设色

    纵17.8厘米，横34.3厘米 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

  


  故事虽然是说友人桑悦之诙谐，但也是明中叶苏州粮长“伤生破业”的真实描写。很不幸，沈周的父亲沈恒在宣德六年（1431）就开始担任粮长，由于粮长是“永充制”，所以沈周也要接替其父，继任粮长。（图6.7）其诗中“不闻官长呵，髀肉今再生”等多首“息役即兴”“退役即兴”之作，或是与粮长任务暂时解脱有关。成化初年，其弟沈召继任粮长，沈周作诗送之：“负重怜年少，红尘逐病身。既为执役者，莫作晏眠人。官里诛求数，民间给用贫。余情不堪道，相对但沾巾。”（《继南执役》）年轻的沈召也没能逃掉这份苦差事。


  唐代韩愈曾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送陆歙州诗序》），可见江南在唐中叶就成为经济中心，已有重赋之累。明成化间丘濬（1421—1495）继言：“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大学衍义补》卷二四）嘉靖间礼部尚书顾鼎臣（1473—1540）又云：“苏、松、常、镇、嘉、湖、杭七府，财赋甲天下。”（《明世宗实录》卷二〇四）所谓“江南赋税甲天下”，而苏州又首当其冲，可想当时赋税之重。其时钱粮逋欠已经成为常态，百姓不能按时交租，就会选择逃亡，沈周表弟张允成一家就是如此，“歉岁逋租力莫偿，一家十口趁流亡”（《怀张允成表弟》）。而这些逃亡农民的赋税，最终需要下层的“粮长”代为偿还。沈周十三岁时，其父沈恒曾为此事被县令窘迫，少年沈周上书白父冤。二十九岁时沈周充任粮长，适逢岁饥，多次代偿之后，已无能为继，靠妻子陈慧庄卖掉首饰来维持（李应祯《沈启南妻陈氏墓志铭》）。据史料记载，沈周还曾因拖欠官府租粮五百石，被羁押入狱，最后是靠友人郭琮代为缴纳，才得以解脱[7]。（图6.8）


  由于一直被“粮长”之职所困扰，所以沈周经常流露出对家庭经济状况的担忧，并将此种种心境，一一记录在诗中。沈周家境并不宽裕，居住的房子还曾漏雨：“弊庐依田畷，懒漫久未葺。兹晨被霖雨，上下苦沾湿。初滴一甍间，百漏驯湒湒。渐渍木性腐，梁栋恐弗立。痴儿护书卷，脱衣致重袭。弱女夜不眠，裹被涔涔泣。”（《屋漏》）房子由于年久失修，屋外倾盆大雨，屋内淅沥不断。儿子忙着护书，用衣服包了一层又一层，女儿则只能裹被哭泣，彻夜不眠。女儿出嫁后沈周本想松一口气，但家境仍难以为继，“女嫁本轻累，家贫翻重愁”（《雨中即兴》），“重愁”并非无病呻吟，而是作为一家之主的沈周对生活压力的真实感受。（图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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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8 唐寅《江南农事图》

    明 纸本设色

    纵74.4厘米，横28.1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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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9 周臣《辟纑图》 明 绢本设色 纵31.5厘米，横159厘米 天津博物馆藏

  


  成化十四年（1478）端午节，年过半百的沈周作诗述情：“周也浑衰惫，奔波已不便。亲淹阶上殡，食仰水中田。借贷烦亲戚，饥寒罪岁年。低头搔白鬓，雪涕在青编。忧患今如此，聪明不及前。”（《端午漫书》）是年去世的父亲尚未安葬，全家生活依靠的水田因洪灾歉收，日常用度尚需向亲朋好友借贷，可知沈周家境之窘迫。次年除夕又作诗云：“立券每赊扶病药，作缄因借养生书。亲羮坐雪肥鲜少，索画人来喜馈鱼。”（《除夜》）看病之钱需赊欠，幸得买画人有所“馈赠”，母亲才得以品尝鲜鱼。（图6.10）尤其是弘治十五年（1502）长子沈云鸿去世之后，沈周不仅白发人送黑发人，还要再度支撑门户，为全家作衣食之谋：“佚老余生愿，失子末路悲。不幸衰飒年，数畸遭祸奇。独存朽无倚，如木去旁枝。剩此破门户，力惫叹叵持。屑屑衣食计，一一费心思。”（《理诗草》）其艰难困苦，读之令人泪下。


  文徵明曾记载沈周有竹居盛况云：“佳时胜日，必具酒殽，合近局，从容谈笑，出所蓄古图书器物，相与抚玩品题以为乐。晚岁名益盛，客至亦益多，户屦常满。先生既老，而聪明不衰，酬对终日，不少厌倦。”（《沈先生行状》）后人多据此误以为沈周生活优裕富足，但其真实生活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所谓“身居林下、名满天下”的声誉能改善多少物质生活尚有待考证，门生弟子追忆的文坛盟主形象，与沈周自言布衣困顿的生活境遇反差极大，一如其诗歌中记载的苏州百姓之困苦不堪，完全不同于他人笔下的“杏花春雨江南”般浪漫。（图6.11）


  沈周虽然自己隐居不仕，但一直希望家人读书仕进，侄子沈应蟾堕学，沈周作诗为其哀叹：


  老境无所役，榾榾理旧书。目昏不能读，理之良有娱。所望二三子，诵习在勤劬。但惜各有年，外慕不能无。蠢堕惟蟾者，顾非千里驹。畏学屡逋逃，何异苦盐车。我耻凉薄德，不是化室庐。成人固莫责，坠先远可虞。慽慽坐终宵，抚膺气郁纡。所乏渊明达，进酒以自舒。（《应蟾堕学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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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10 沈周《寿陆母八十山水图》

    1482年 纸本设色

    纵189.5厘米，横54.7厘米

    天津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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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11 沈周《东庄图》册之《西溪》

    明 纸本设色

    纵28.6厘米，横33厘米

    南京博物院藏

  


  沈应蟾别有所好，屡次逃学，最终辍学不再读书，放弃了科举之途。沈周知道后非常生气，直呼其“愚蠢堕落”，并反思是自己品德浅薄，没有教育好子侄，有违先人之遗训。（图6.12）再如成化十五年（1479）沈周经过祖墓，追忆先祖与亡弟：“诗书先业在，世远我偏忧。”虽然以绘事声望日隆，但沈周还是希望子女能继承家族的诗书传统。在其教育下，沈云鸿曾出任昆山阴阳训术——教授天文与术数的学官。虽然没有品级甚至没有俸禄，但毕竟打破了隐居不仕的家族传统。沈周季子沈复、孙沈履后皆为郡学生，可惜一直功名不彰。沈周曾在诗中批评“小孙蠢不学，次儿诞而痴”（《理诗草》），想必也一直在为子孙读书不成所忧虑。


  尽管沈周胸襟豁达，但过多的忧国忧家，使得其须发早白，“况经忧患气血耗，未老已自先白髭”（《为堂弟橒题画》）、“风风雨雨未开晴，忧病忧田白发生”（《风雨中戏三郎园樱尽落》），甚至鬓发也早早脱落，“丧亡火盗岁相兼，鬓发髠然瘦骨尖”（《写怀一首寄张碧溪》），以至于洗面时惊讶于自己的衰老与消瘦：“病与忧相并，如何老不成……瘦何消览镜，洗面手还惊。”（《病中夜怀》）沈周非常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新增白发也会担忧，牙齿脱落更是焦虑，对身体的衰老变化极为敏感，并将其逐一记录在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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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12 沈周《写意》册之《乔木乌慈》 明 纸本水墨

    纵30.4厘米，横53.2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以“白发”为例，沈周三十五岁始有白发，“七十方过半，余年未可期。不堪青镜里，已有白头悲”（《白发》），五年后“四十发早白，缕缕俱如银”（《白发叹》），“无闻四十客，白发半盈头”（《雨中即兴》）。不惑之年后的沈周，已有对来日无多的忧虑，“四十有二，齿发向疏。感往者之多矣，知来者之几欤”（《自题小像》），“自愧无闻四十二，镜中殊觉鬓沧浪”（《书扇三绝寿继南》）。次年还想象自己须黑颜红的青年模样，对镜感叹衰老来得太早：“朝朝窗下拂青铜，照我须颜黑更红。照来四十有三载，不觉今年成老翁。老翁还语青铜道，尔莫有灵令我老。面皮半褶须半白，老岂不来来太早。”（《览镜辞》）四十五岁已是两鬓半白，“行年四十五，两鬓半苍苍”（《葺竹居》）。五十五岁时白发开始掉落，“百岁今过五十五，数茎白发尚胜簪”（《初度二首》），“霜毛随叶落，搔首忽心惊”（《立秋夜坐》）。五十六岁除夕感慨“劳生苦与头相感，白发平看九分多”（《除夕再题》）。未到耳顺之年，沈周几乎满头白发了。


  沈周对白发的密集描写，甚至是以纪年的形式编缀出白发的变化情况，表现出对自己身体状况的极度关心与担忧。对白发的描写，前人诗中亦是常见，沈周之诗歌虽无新颖之处，但诗作数量却是惊人，如其诗中与“白发”“白头”相关的意象就有近三百首。如此密集的身体描写与详细记录，也是沈周忧虑自身衰老之体现[8]。


  何以解忧


  作为传统的文人，“以酒消愁”似乎是最好的选择，无论是曹操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还是李白的“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都成为了千古佳句。沈周诗中也有如“门前杨花如水流，入来愁人风满楼。将进酒，开君愁”（《将进酒》）、“有酒且消愁，无酒还休。百年人月两悠悠”（《浪淘沙·八月十三夜玩月》）之类，但仅仅是文学传统的延续而已。


  沈周不擅饮酒。据文徵明记载，先生“事其父同斋，无所不至。同斋高朗喜客，饮酒必醉，先生不能饮，每为强醉以乐客。同斋没，乃绝”（《沈先生行状》）。父亲沈恒喜欢饮酒，而沈周天性至孝，虽不能饮，但宴必陪，陪必醉，以尽宾主之欢。（图6.13）父亲去世之后，便再未如此。沈周又患肺病，所以不能多饮，如友人钱允言招饮，沈周以“迩路不良进，肺病剧以滋”（《客中辞钱允言招酌》）拒之；成化十四年（1478）夜宿吴宽家中，说“我时肺病久绝饮”（《雨夜止宿吴匏庵宅》）；成化十九年（1483）过表弟张允诚家，又云“时因肺病不惬饮”（《过张允诚表弟宅醉题》）。遇到良辰佳节、友人欢聚，沈周也会乘兴浅酌几杯，“浅酌未忘非好酒，老怀聊乐为乘时”（《端午小酌》），可见沈周并非嗜酒之人。沈周修谨的性格与多病的身体，显然不会有“会须一饮三百杯”、“豪饮千场不忤人”（陆游《记梦》）的豪放，更无缘以酒消愁了。


  沈周更多是以绘事消忧解愁。“啼饥儿女正连村，况有催租吏打门。一夜老夫眠不得，起来寻纸画桃源”（《桃源图》）。作为一介布衣，对民生疾苦无能为力，只能绘《桃源图》以寄托对美好世界的向往，也是消遣忧患的无奈之举。沈周一生创作过多幅《桃源图》，颇有“寻得桃源好避秦”（谢枋得《庆全庵桃花》）之意，惜均已不传。（图6.14）


  某年春节阴雨连绵，正月初七突然放晴，友人来聚，沈周绘溪山以赠：“于兹良友会，为图寓天真。不知老之迈，聊以乐我云。”（《人日喜晴写溪屿初春赠友》）对时光飞逝、老之将至的生命焦灼感，也在绘画的过程中得以冲淡。对远方友人的思念，沈周亦绘山水以消忧：“梦空人远相忆在，因写江山消我忧。”（《题画寄杨提学应宁》）作为“吴门画派”的创始人、“明四家”之首的沈周一生绘画无数，所谓“贩夫牧竖持纸来索，不见难色”，绘画不仅是其谋生的重要手段，也是其消忧解闷的生活方式。（图6.15）


  绘事之外，沈周还会以诗词来舒缓忧虑：


  潢潦泛广野，幽居杂鱼鸟。大块独何心，不能佚吾老。忧懑□短发，一夜变秋草。草秋还复春，短发但长皓。乐事固难常，百岁亦莫保。赖此五字吟，悠然畅孤抱。（《杂言》）


  面对百姓遭受的洪涝灾荒、个人境遇中的苍颜白发，沈周依靠“五字吟”来平缓内心的担忧与焦虑。沈周晚年自云：“余跻于老境，涉忧历患，日弗能堪。乃为辞歌以自慰，命为《自慰辞》。复绘清逸之图，书之揭壁间，对之则悠然之怀顿然而生，不自知其溺世虑中也。”一生忧患之多，甚至到了“日弗能堪”的地步。其解忧之法，同样是以诗词与书画自我宽慰，暂时忘却世间的烦恼与俗念。沈周早年即有诗名，现存诗集中有诗歌二千五百余首，可见其高产。更为难得的是沈周的诗画互发：“石田寄意林壑，博涉古今图籍，以毫素自名，笔势横绝，敻出蹊径，片楮匹练，流传遍天下。情兴所到，或形为歌诗，题诸卷端，互以相发。”（李东阳《书沈石田诗稿后》）以诗入画，以图绘诗，情兴所到，挥洒淋漓。沈周一生历尽艰辛，正是靠着持续不断的诗画创作热情，得以排遣消解，也成就了其画家与诗人的双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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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13 沈周《盆菊幽赏图》 明 纸本设色 纵23.4厘米，横86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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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14 沈周《扁舟诗思图》 明 纸本设色

    纵124厘米，横62.9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沈周一生忧患叠加而能高寿，也与其乐观豁达的心态有关。面对家族生活的艰难，沈周没有怨天尤人，而是选择贫中作乐。如与伯父沈贞唱和时云：“如此风光贫亦乐，不嫌幽僻少人烟”（《奉和陶庵世父留题有竹别业韵》），为表兄金怀用祝寿则说：“家贫能自乐，身健即如仙。”（《十月八日寿怀用兄六十》）为堂弟沈璞赋诗曰：“从人自说渠自好，力田养亲殊有道。强于远宦窃斗升，手种长腰使亲饱。力田养亲乐已多，兄弟妻子如予何。”（《湾东草堂为堂弟璞赋》）“力田养亲”就已知足，贫家生活自有其乐趣，远比出游仕宦好得多。“固贫方是乐，不厌破茅庐”（《寄周宗道》）、“地静贫犹乐，累轻心不忙”（《过友人别业》）等劝慰友人之谈，也可视为沈周夫子自道。五十岁生日时言：“一室贫犹乐，能安二老亲。”（《冬至生旦》）六十四岁生日又曰：“乐生自有贫中富，饱坐茅檐戏五禽。”（《六十四岁初度》）“贫犹乐”在沈周诗中多次出现，这就是其面对家族困境时的乐观与豁达。


  沈周对衰老的焦虑与担忧，最终以勘破红尘而宽心，以淡然死生而释怀。友人送了一副寿棺，沈周作诗答谢“何愁白发不相放，生死已譬昼夜循”（《谢宋承奉惠寿木》），甚至生前已经修葺好了自己的坟墓：“观生如寄谁非客，信死为归此是家。”（《理坟》）当发现白发日渐脱落后，沈周反而豁达起来：


  青草年年多，白发日日少。青草催白发，似恐人不老。发落白有尽，


  草生青不了。我是乐天人，梳头对青草。（《青草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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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15 沈周《西山雨观图》 1488年 纸本水墨 纵25.1厘米，横106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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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16 佚名《明人画沈周半身像》

    明 绢本设色

    纵71厘米，横52.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以乐天知命的心态去面对衰老的事实，便不会再有顾虑。“身后算应忧未了，且来拂壁画丹丘”（《睡起》），面对无尽的忧虑，在墙壁上描绘神仙所居住的丹丘——也就是逃避死亡的另一种桃花源吧。沈周看开了生死，用如此旷达的心态，以画与诗消解忧愁，走完了自己看似平静又饱经忧患的一生，享年八十三岁。（图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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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沈周传记


  沈先生行状


  文徵明


  高祖懋卿。


  曾祖良琛。


  祖孟渊。


  父恒吉，母张氏。


  本贯苏州府长洲县相城里，沈周年八十有三状。


  先生讳周，字启南，姓沈氏，别号石田，人称石田先生。世居长洲之相城里。自孟渊先生以儒硕肇家，生二子，曰贞吉、曰恒吉。才美雅饬，并有声称。恒吉号同斋，生三子，先生嫡长也。生而娟秀玉立，聪朗绝人。少学于陈孟贤先生，孟贤，故检讨嗣初先生子也。诸陈皆以文学高自标致，不轻许可人，而先生所作，辄出其上，孟贤遂逊去。年十五，贷其父为赋长，听宣南京。时地官侍郎崔公，雅尚文学；先生为百韵诗上之。崔得诗惊异，疑非己出，面试《凤凰台歌》。先生援笔立就，词采烂发。崔乃大加激赏，曰：“王子安才也。”即日檄下有司，蠲其役。


  先生既长，益务学。自群经而下，若诸史、子、集，若释老，若稗官小说，莫不贯总淹浃，其所得悉以资于诗。其诗初学唐人，雅意白傅，既而师眉山为长句，已又为放翁近律，所拟莫不合作。然其缘情随物，因物赋形，开阖变化，纵横百出，初不拘拘乎一体之长。稍辍其余，以游绘事，亦皆妙诣，追踪古人。所至宾客墙进，先生对客挥洒不休。所作多自题其上，顷刻数百言，莫不妙丽可诵。下至舆皂贱夫，有求辄应。长缣断素，流布充斥。内自京师，远而闽、浙、川、广，莫不知有沈周先生也。


  先是景泰间，郡守汪公浒，欲以贤良举之，以书敦遣。先生筮《易》得《遁》之九五，曰“嘉遁贞吉”，喜曰：“吾其遁哉！”卒辞不应。然一时监司以下，皆接以殊礼，尤为太保三原王公所知。公按吴，必求与语，语连日夜不休。一日论谏，先生曰：“封章伏谏，非鄙野人所知。然窃闻之：礼，上讽谏而下直谏，岂亦贵沃君心，而忌触讳耶？”公遽曰：“当今之时，将为直谏乎？抑亦讽乎？”先生曰：“今主圣臣贤，如明公又遭时倚赖，讽谏直谏，盖无施不可。”公徐出一章示之曰：“此吾所以事君者，试阅之。”先生读毕曰：“指事切而不泛，演言婉而不激，于讽谏、直谏，两得其义矣。”公以为知言。同时文学之士，为上官所礼者，往往陈说时弊。先生不然，曰：“彼以南面临我，我北面事之，安能尽其情哉？君子思不出其位，吾尽吾事而已。”然先生每闻时政得失，辄忧喜形于色。人以是知先生非终于忘世者。


  先生去所居里余为别业，曰有竹居，耕读其间。佳时胜日，必具酒肴，合近局，从容谈笑。出所蓄古图书器物，相与抚玩品题以为乐。晚岁名益盛，客至亦益多，户屦常满。先生既老，而聪明不衰，酬对终日，不少厌怠。风流文物，照映一时。百年来东南文物之盛，盖莫有过之者。


  先生为人，修谨谦下，虽内蕴精明，而不少外暴。与人处，曾无乖忤，而中实介辨不可犯。然喜奖掖后进，寸才片善，苟有以当其意，必为延誉于人，不藏也。尤不忍人疾苦，缓急有求，无不应者。里党戚属，咸仰成焉。平居事其父同斋，无所不至。同斋高朗喜客，饮酒必醉。先生不能饮，每为强醉以乐客。同斋没，乃绝。母张夫人年几百龄，卒时先生八十年矣，犹孺慕不已。弟召病瘵，不内处，先生与俱卧起者岁余。及卒，抚其孤如子。庶弟豳，稚未练事，为植产，使均于己。一妹早寡，养之终其身。其天性孝友如此。


  先生娶于陈，生子云鸿，文学称家。尝为昆山县阴阳训术。侧出子复，郡学生。女三：长适昆山县学生许贞，次适徐襄，又次适太学生吴江史永龄。孙男一人，履；女二人。曾孙男一人，女二人。


  先生所著诗文曰《石田稿》，总若干卷。他杂著曰《石田文抄》《石田咏史补忘录》《客座新闻》《续千金方》，总若干卷。


  正德四年己巳，先生年八十有三，八月二日以疾卒于正寝。于是云鸿先卒数年矣。复乃相其孙履治丧，以七年壬申十二月廿日葬先生于所居之东某乡某原。属将求铭当世有道，以信于后，俾某有述。某辱再世之游，耳受目瞩，知先生为详，遂不克让，用论次如右。谨状。


  （《莆田集》卷二十五）


  石田先生墓志铭


  王鏊


  有吴隐君子，沈姓，讳周，启南字，而世称之唯曰“石田先生”。先生世家长洲之相城里。曾大父良琛，始辟田以大其家。大父孟渊，考恒吉，皆不仕，而以文雅称。


  先生风骼洁修，眉目娟秀，外标朗润，内蕴精明。书过目即能默识，凡经传子史百家、山经地志、医方卜筮、稗官传奇，下至浮屠、老子，亦皆涉其要，掇其英华。发为诗，雄深辨博，开阖变化，神怪叠出，读者倾耳骇目。其体裁初规白傅，忽变眉山，或兼放翁，而先生所得，要自有不凡近者。书法涪翁，遒劲奇倔。间作绘事，峰峦、烟云、波涛、花卉、鸟兽、虫鱼，莫不各极其态。或草草点缀，而意已足成，辄自题其上，时称“二绝”。一时名人皆折节内交，自部使者、郡县大夫，皆见宾礼。搢绅东西行过吴，及后学好事者，日造其庐而请焉。


  相城居长洲之东偏，其别业名“有竹居”。每黎明，门未辟，舟已塞乎其港矣。先生固喜客，至则相与䜩笑咏歌，出古图书器物，摸抚品题，酬对终日不厌。间以事入城，必择地之僻隩者潜焉。好事者已物色之，比至，则屦满乎其户外矣。先生高致绝人，而和易近物。贩夫牧竖持纸来索，不见难色。或为赝作求题以售，亦乐然应之。数年来，近自京师，远至闽、浙、川、广，无不购求其迹，以为珍玩。风流文翰，照映一时，其亦盛矣。先生自景泰间已有重名。汪郡守浒，欲举应贤良，不果。王端毅公巡抚南畿，尤重之，延问得失，而先生终不及时政，曰：“吾野人也，于时事何知焉？”然每闻时政得失，则忧喜形于颜面，人以是知先生非忘世者。


  初，先生事亲，色养无违。母张夫人以高寿终，先生已八十，而孺慕毁瘠，杖而后兴。弟病瘵，终年与同卧起。馆嫠妹、抚孤侄，皆有恩义。尤喜奖掖后进，有当其意者，为延誉不已。先生娶于陈，生子曰云鸿，官昆山县阴阳训术，早卒。庶子复，孙履，皆郡学生。


  先生以正德四年八月二日卒，寿八十有三。复相履治丧，以壬申十二月二十一日，葬相城西牒字圩之原。所著有《石田稿》《石田文抄》《石田咏史补忘》《客坐新闻》《沈氏交游录》若干卷，独其诗已大行于时。文徵明曰：“石田之名，世莫不知。知之深者，谁乎？宜莫如吴文定公及公。阐其潜而掩诸幽，则唯公在。”予诺焉。铭曰：


  或隆之位，而悭其受。或夺之秩，而侈其有。较是二者，吾其奚取？嗟嗟石翁，掇众遗弃。发为浑锽，震惊一世。彼荣而庸，磨灭皆是。相城之墟，湖水沄沄。於戏邈矣，我怀其人。（《震泽先生集》卷二十九）


  明史本传


  沈周，字启南，长洲人。祖澄，永乐间举人材，不就。所居曰西庄，日置酒款宾，人拟之顾仲瑛。伯父贞吉，父恒吉，并抗隐。构有竹居，兄弟读书其中，工诗善画，臧获亦解文墨。邑人陈孟贤者，陈五经继之子也。周少从之游，得其指授。年十一，游南都，作百韵诗，上巡抚侍郎崔恭。面试《凤凰台赋》，援笔立就，恭大嗟异。及长，书无所不览。文摹左氏，诗拟白居易、苏轼、陆游，字仿黄庭坚，并为世所爱重。尤工于画，评者谓为明世第一。


  郡守欲荐周贤良，周筮《易》，得《遁》之九五，遂决意隐遁。所居有水竹亭馆之胜，图书鼎彝，充牣错列，四方名士过从无虚日，风流文彩，照映一时。奉亲至孝。父殁，或劝之仕，对曰：“若不知母氏以我为命耶？奈何离膝下。”居恒厌入城市，于郭外置行窝，有事一造之。晚年，匿迹惟恐不深，先后巡抚王恕、彭礼咸礼敬之，欲留幕下，并以母老辞。


  有郡守征画工绘屋壁。里人疾周者，入其姓名，遂被摄。或劝周谒贵游以免，周曰：“往役，义也，谒贵游，不更辱乎？”卒供役而还。已而守入觐，铨曹问曰：“沈先生无恙乎？”守不知所对，漫应曰：“无恙。”见内阁，李东阳曰：“沈先生有牍乎？”守益愕，复漫应曰：“有而未至。”守出，仓皇谒侍郎吴宽，问：“沈先生何人？”宽备言其状。询左右，乃画壁生也。比还，谒周舍，再拜引咎，索饭，饭之而去。周以母故，终身不远游。母年九十九而终，周亦八十矣。又三年，以正德四年卒。


  （《明史》卷二百九十八列传第一百八十六隐逸）


  附录二 沈周年表


  1427年 宣德二年丁未 1岁


  十一月二十一日，生于南直隶苏州府长洲县相城里（今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


  1432年 宣德七年壬子 6岁


  弟沈召生。


  1433年 宣德八年癸丑 7岁


  从陈宽学诗文。


  1438年 正统三年戊午 12岁


  父沈恒任粮长，随父往来城乡，识县丞邵昕。


  1440年 正统五年庚申 14岁


  随父沈恒入苏州府，宿于西禅寺，识僧明公。


  1442年 正统七年壬戌 16岁


  伯父沈贞约于此年教沈周绘画。


  1443年 正统八年癸亥 17岁


  周本执教沈氏塾。


  1444年 正统九年甲子 18岁


  妻陈慧庄来归。


  1445年 正统十年乙丑 19岁


  游常熟沙溪，馆岳丈陈氏家。与俞景明交。


  1450年 景泰元年庚午 24岁


  长子沈云鸿生。


  1453年 景泰四年癸酉 27岁


  祖、父辈友人刘溥卒，有诗纪之。


  周本辞去沈氏私塾。


  1454年 景泰五年甲戌 28岁


  苏州知府汪浒欲举其应贤良，以书敦遣。辞不应。


  1455年 景泰六年乙亥 29岁


  充粮长之职，逢岁饥，累偿缺额。


  1457年 天顺元年丁丑 31岁


  徐有贞流放金齿，赋七律送之。


  1461年 天顺五年辛巳 35岁


  得释徭役，作《息役即兴》四首。


  1463年 天顺七年癸未 37岁


  祖父沈澄卒，享年八十八岁。


  1465年 成化元年乙酉 39岁


  与史鉴订交。


  都穆约于此际相从学诗。


  1466年 成化二年丙戌 40岁


  与文林订交。


  与杜琼、刘珏同作诗画为徐有贞贺寿。


  1467年 成化三年丁亥 41岁


  作《庐山高》图，为师陈宽祝寿。其绘作向率盈尺小景，至此间拓为大幅，粗株大叶，草草而成，天真烂发。


  1469年 成化五年己丑 43岁


  与刘珏、祝颢等集于魏昌庭园，作《魏园雅集图》记之。


  1471年 成化七年辛卯 45岁


  与史鉴、刘珏、沈召赴杭州。


  1472年 成化八年壬辰 46岁


  刘珏、沈召先后病故，作诗哭之。


  1479年 成化十五年己亥 53岁


  吴宽服阕返京，赠以山水长卷。


  王恕巡抚苏淞，数相召。


  1480年 成化十六年庚子 54岁


  仲妹沈庄卒。


  与史鉴同被征聘，二人未应。


  1484年 成化二十年甲辰 58岁


  往虞山致道观观七星桧，画梁桧并作诗记之。


  与史鉴、汝泰游杭州。


  《石田稿》付梓，童轩为之序。


  1485年 成化二十一年乙巳 59岁


  作《湖山佳趣图》，忆去岁杭州之游。


  1486年 成化二十二年丙午 60岁


  王理之为沈周作《六十小像》，有诗纪之。


  妻陈慧庄卒，哀痛无比，作诗悼之。


  1488年 弘治元年戊申 62岁


  跋黄公望《富春山居图》。


  1489年 弘治二年己酉 63岁


  孙履生，赋诗述欣喜之情。


  1492年 弘治五年壬子 66岁


  作《夜坐图》并记。


  1494年 弘治七年甲寅 68岁


  作《写生》册，以生活中常见动植物入画。


  1496年 弘治九年丙辰 70岁


  史鉴卒，赴吴江吊哭。


  1497年 弘治十年丁巳 71岁


  吴宽赴京，绘《京口送别图》以赠。


  1499年 弘治十二年己未 73岁


  赴宜兴游张公洞，有图及诗纪此行。


  文林、程敏政卒，赋诗悼之。


  1500年 弘治十三年庚申 74岁


  吴宽应沈云鸿之请，为《石田稿》作序。


  1502年 弘治十五年壬戌 76岁


  彭礼巡行至苏州，召见与晤。


  八月十七日，长子沈云鸿卒，享年五十三岁。


  1503年 弘治十六年癸亥 77岁


  弟子黄淮编《石田稿》三卷成，梓行之。


  1504年 弘治十七年甲子 78岁


  作《落花诗》十首，文徵明、徐祯卿、吕[image: ]和之，沈周又反和之。


  华珵编《石田诗选》十卷，张[image: ]作跋。


  1506年 正德元年丙寅 80岁


  手订《石田稿》付梓，李东阳为之作跋。


  1507年 正德二年丁卯 81岁


  与文徵明晤，为其次子取名曰嘉。


  1509年 正德四年己巳 83岁


  与吴纶游宜兴善权洞，归而卧病。


  八月二日，卒于正寝。


  附录三 图版目录


  观


  ・图1.1 沈周《牡丹图》 明 纸本水墨 纵155厘米，横68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图1.2 沈周《芍药图》 明 纸本水墨 纵32.9厘米，横135.8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图1.3 沈周《卧游》册之《杏花》 明 纸本设色 纵27.8厘米，横37.3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图1.4 （传）沈周《三桧图》 明 纸本水墨 每段纵56厘米，横120.6厘米 南京博物院藏


  ・图1.5 沈周《三梓图》 明 纸本水墨 纵111厘米，横41厘米 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博物馆藏


  ・图1.6 沈周《参天特秀图》 1479年 纸本水墨 纵156厘米，横67.1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7 沈周《秋葵图》 明 纸本设色 纵17.5厘米，横53.4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8 沈周《写意》册之《鸡冠花》 明 纸本水墨 纵30.4厘米，横53.2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9 沈周《蔬菜图》 明 纸本水墨 纵92.3厘米，横31.7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10 沈周《写意》册之《白菜》 明 纸本水墨 纵30.4厘米，横53.2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11 沈周《卧游》册之《白菜》 明 纸本设色 纵27.8厘米，横37.3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图1.12 沈周《辛夷墨菜图》 明 纸本设色 每段纵34.9厘米，横58.8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图1.13 沈周《一坞杨梅图》 1502年 纸本水墨 纵129.5厘米，横48.5厘米 安徽博物院藏


  ・图1.14 鲁宗贵《吉祥多子图》 南宋 绢本设色 纵24厘米，横25.8厘米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


  ・图1.15 沈周《写意》册之《柿子》 明 纸本水墨 纵30.4厘米，横53.2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16 沈周《卧游》册之《枇杷》 明 纸本设色 纵27.8厘米，横37.3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图1.17 沈周《东庄图》册之《果林》 明 纸本设色 纵28.6厘米，横33厘米 南京博物院藏


  ・图1.18 沈周《写生》册之《贝》 1494年 纸本水墨 纵34.6厘米，横57.2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19 沈周《杏林飞燕图》 明 纸本水墨 纵15厘米，横44.2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20 沈周《鸠声唤雨图》 明 纸本设色 纵51.1厘米，横30.4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21 沈周《写意》册之《杏花鸠鸟》 明 纸本水墨 纵30.4厘米，横53.2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22 沈周《写生》册之《白鸽》 1494年 纸本设色 纵34.6厘米，横57.2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23 沈周《写生》册之《鸭子》 1494年 纸本水墨 纵34.6厘米，横57.2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24 陈琳《溪凫图》 元 纸本设色 纵35.7厘米，横47.5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25 沈周《写生》册之《猫》 1494年 纸本水墨 纵34.6厘米，横57.2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26 沈周《写生》册之《驴》 1494年 纸本水墨 纵34.6厘米，横57.2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27 沈周《卧游》册之《平坡散牧》 明 纸本设色 纵27.8厘米，横37.3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图1.28 沈周《写生》册题跋 1494年 纸本 纵34.6厘米，横57.2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居


  ・图2.1 沈贞《菖蒲》 明 纸本水墨 纵60.3厘米，横24.7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2.2 沈周《卧游》册之《芙蓉》 明 纸本设色 纵27.8厘米，横37.3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图2.3 沈周《卧游》册之《黄葵》 明 纸本设色 纵27.8厘米，横37.3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图2.4 刘珏《清白轩图》 1458年 纸本水墨 纵97.2厘米，横35.4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2.5 杜琼《南湖草堂图》 1468年 纸本水墨 纵119.8厘米，横55.5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2.6 谢缙《东原草堂图》 1418年 纸本设色 纵108.2厘米，横50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图2.7 沈周《庐山高》 1467年 纸本设色 纵193.8厘米，横98.1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2.8 沈周《秋轩晤旧图》 1484年 纸本设色 纵157.3厘米，横33.6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图2.9 沈周《桃花书屋图》 1470年 纸本设色 纵76.3厘米，横32.8厘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2.10 沈周《有竹邻居图》 明 纸本设色 纵28.2厘米，横210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图2.11 沈周《夜坐图》 1492年 纸本设色 纵84.8厘米，横21.8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2.12 沈周《卧游》册之《秋柳鸣蝉》 明 纸本水墨 纵27.8厘米，横37.3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图2.13 刘珏《烟水微茫图》 1466年 纸本水墨 纵139.4厘米，横44厘米 苏州博物馆藏


  ・图2.14 林逋《林逋手札二帖》 宋 纸本 纵42.3厘米，横60.6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2.15 《林逋手札二帖》沈周题跋


  ・图2.16 《林逋手札二帖》陈颀题跋


  ・图2.17 《林逋手札二帖》吴宽题跋


  ・图2.18 沈周《落花图》（局部） 明 纸本设色 纵30.7厘米，横138.6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2.19 沈周《秋林读书图》 1491年 纸本水墨 纵154.3厘米，横31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2.20 沈周《折枝海棠图》 1500年 纸本水墨 纵87.5厘米，横28.6厘米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图2.21 沈周《画雪景图》 明 绢本水墨 纵207.7厘米，横103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馆藏


  ・图2.22 沈周《挂兰图》 1489年 纸本设色 纵15.7厘米，横42.7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图2.23 沈周《花鸟图》册之《蜀葵》 明 纸本设色 纵30.3厘米，横52.4厘米 苏州博物馆藏


  游


  ・图3.1 沈周《千人石夜游图》 1493年 纸本设色 纵30.1厘米，横157.1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图3.2 沈周《虎丘恋别图》 1494年 纸本水墨 纵70厘米，横27.2厘米无锡博物馆藏


  ・图3.3 沈周《虎丘十二景图》册之《千人石》 明 纸本水墨 纵31.1厘米，横40.2厘米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图3.4 沈周《草庵图》 1497年 纸本设色 纵29.5厘米，横155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图3.5 乾隆年间姑苏城图中草庵所在位置示意


  ・图3.6 苏州城以西诸山位置示意


  ・图3.7 沈周（款）《支硎遇友图》 明 纸本设色 纵26.5厘米，横131.1厘米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图3.8 沈周《西山纪游图》 1487年 纸本水墨 纵30厘米，横125.5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图3.9 沈周《湖山佳趣图》 1485年 纸本设色 纵31.7厘米，横813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图3.10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 元 纸本水墨 纵33厘米，横636.9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3.11 沈周《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 1487年 纸本设色 纵36.8厘米，横85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图3.12 沈周《卧游》册题跋 明 纸本 纵27.8厘米，横37.3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图3.13 沈周《卧游》册之《江山坐话》 明 纸本设色 纵27.8厘米，横37.3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图3.14 沈周《卧游》册之《秋山读书》 明 纸本设色 纵27.8厘米，横37.3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友


  ・图4.1 沈周《苍崖高话图》 明 绢本水墨 纵149.9厘米，横77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4.2 文徵明《茶事图》（局部） 1534年 纸本水墨 纵122.9厘米，横35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4.3 沈周《九月桃花图》 明 纸本设色 纵103.2厘米，横31.7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图4.4 刘珏《夏云欲雨图》 明 绢本水墨 纵165.7厘米，横9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图4.5 沈周《崇山修竹图》 明 纸本水墨 纵112.5厘米，横27.4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4.6 杜琼《友松图》 明 纸本设色 纵29厘米，横92.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图4.7 沈周《溪山秋色图》 1484年 纸本水墨 纵152厘米，横51厘米南京博物院藏


  ・图4.8 谢缙《云阳早行图》 1417年 纸本水墨 纵102.1厘米，横47.5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图4.9 沈周《魏园雅集图》 1469年 纸本设色 纵145.5厘米，横47.5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图4.10 沈周《溪桥访友图》 明 纸本水墨 纵130.6厘米，横47.5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4.11 文徵明《千林曳杖图》 1537年 纸本水墨 纵35.2厘米，横25.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图4.12 孙艾《木棉图》 明 纸本设色 纵74.5厘米，横31.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图4.13 沈周《东庄图》册之《续古堂》 明 纸本设色 纵28.6厘米，横33厘米 南京博物院藏


  ・图4.14 沈周《虎丘送客图》 1480年 纸本设色 纵173.1厘米，横64.2厘米 天津博物馆藏


  ・图4.15 沈周《京江送别图》 1491年 纸本设色 纵28厘米，横159.2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图4.16 沈周《松石图》 1480年 纸本水墨 纵156.3厘米，横72.7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图4.17 《林逋手札二帖》李东阳题跋


  ・图4.18 《林逋手札二帖》程敏政题跋


  ・图4.19 沈周《邃庵图》（局部） 1500年 绫本设色 纵48.8厘米，横164.1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图4.20 沈周《芝兰玉树图》 明 纸本设色 纵135.1厘米，横55.8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4.21 沈周手札 明 第一开纵22厘米，横15.1厘米 第二开纵22厘米，横13.3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图4.22 沈周《沧洲趣图》 明 纸本设色 纵30.1厘米，横400.2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隐


  ・图5.1 沈周《九段锦》册之《芦汀采菱》 明 纸本设色 纵18厘米，横31.4厘米 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


  ・图5.2 沈周《策杖图》 明 纸本水墨 纵159.1厘米，横72.2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5.3 沈周《东庄图》册之《菱豪》 明 纸本设色 纵28.6厘米，横33厘米 南京博物院藏


  ・图5.4 沈周《瓶荷图》 1486年 纸本设色 纵144.5厘米，横60厘米天津博物馆藏


  ・图5.5 沈周《山水图》 1476年 纸本水墨 纵56.1厘米，横31.7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5.6 沈周《杖藜远眺图》 明 纸本水墨 纵38.74厘米，横60.33厘米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


  ・图5.7 沈周《抱琴图》 纸本设色 纵153.1厘米，横60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5.8 沈周《九段锦》册之《青山红树》 明 纸本设色 纵17.9厘米，横32.1厘米 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


  ・图5.9 沈周《东庄图》册之《东城》 明 纸本设色 纵28.6厘米，横33厘米 南京博物院藏


  ・图5.10 沈周《松岩听泉图》 明 纸本设色 纵140厘米，横31.2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5.11 沈周《新郭图》 明 纸本水墨 纵23厘米，横31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图5.12 沈周《花下睡鹅图》 明 纸本设色 纵130.3厘米，横63.2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5.13 沈周《杏林书馆图》 明 纸本设色 纵75.8厘米，横31.1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5.14 沈周《卧游》册之《仿米云山》 明 纸本设色 纵27.8厘米，横37.3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图5.15 沈周《卧游》册之《秋江钓艇》 明 纸本设色 纵27.8厘米，横37.3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图5.16 唐寅《王鏊出山图》 明 纸本水墨 纵20厘米，横73.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图5.17 唐寅《桐荫清梦图》 明 纸本水墨 纵62厘米，横30.9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图5.18 沈周《烟江叠嶂图》 明 纸本水墨 纵49.8厘米，横280厘米辽宁省博物馆藏


  ・图5.19 沈周《仿倪瓒山水图》 1479年 纸本水墨 纵120.5厘米，横29.1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图5.20 沈周《雨意图》 1487年 纸本水墨 纵67.7厘米，横30.6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忧


  ・图6.1 沈周《东庄图》册之《耕息轩》 明 纸本设色 纵28.6厘米，横33厘米 南京博物院藏


  ・图6.2 周臣《流民图》（局部） 1516年 纸本设色 纵31.9厘米，横244.5厘米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图6.3 沈周《蚕桑图》 明 纸本水墨 纵16.8厘米，横49.2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图6.4 周臣《夏畦时泽图》 明 纸本设色 纵26.4厘米，横31.3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图6.5 沈周《空林积雨图》 1475年 纸本水墨 纵21.7厘米，横29.2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图6.6 明代邸报 《急选报》 明万历年间刻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图6.7 沈周《九段锦》册之《田家耕作》 明 纸本设色 纵17.8厘米，横34.3厘米 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


  ・图6.8 唐寅《江南农事图》 明 纸本设色 纵74.4厘米，横28.1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6.9 周臣《辟纑图》 明 绢本设色 纵31.5厘米，横159厘米 天津博物馆藏


  ・图6.10 沈周《寿陆母八十山水图》 1482年 纸本设色 纵189.5厘米，横54.7厘米 天津博物馆藏


  ・图6.11 沈周《东庄图》册之《西溪》 明 纸本设色 纵28.6厘米，横33厘米 南京博物院藏


  ・图6.12 沈周《写意》册之《乔木乌慈》 明 纸本水墨 纵30.4厘米，横53.2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6.13 沈周《盆菊幽赏图》 明 纸本设色 纵23.4厘米，横86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图6.14 沈周《扁舟诗思图》 明 纸本设色 纵124厘米，横62.9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6.15 沈周《西山雨观图》 1488年 纸本水墨 纵25.1厘米，横106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图6.16 佚名《明人画沈周半身像》 明 绢本设色 纵71厘米，横52.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题字出处


  ・沈：沈周《卧游》册之《雏鸡》（故宫博物院藏）落款


  ・周：沈周《卧游》册之《雏鸡》（故宫博物院藏）落款


  ・六：沈周《松石图》（故宫博物院藏）落款


  ・记：沈周《夜坐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自书题跋


  ・引：沈周《草庵图》（上海博物馆藏）自书题跋


  ・观：沈周《秋葵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自书题跋


  ・居：沈周《魏园雅集图》（辽宁省博物馆藏）自题诗


  ・游：沈周《卧游》册（故宫博物院藏）自书题跋


  ・友：沈周《京口送别图》（上海博物馆藏）落款


  ・隐：沈周《为祝淇作山水图》（浙江省博物馆藏）自题诗


  ・忧：沈周《京江送别图》（故宫博物院藏）自题诗


  ・跋：沈周《卧游》册（故宫博物院藏）自书题跋


  跋


  沈周不仅是吴门画派的领袖，也是明中叶吴中文苑的首位盟主。明初“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去世以后，吴中文坛沉寂近百年，直到成化、弘治间以沈周为首的文人集团崛起，吴中文坛才再度复兴，鼎盛期的“吴中四才子”（祝允明、唐寅、文徵明、徐祯卿）同出沈周门下，诗文创作、笔记杂谈、文学批评均引人注目，辉映一时。但随着沈周画名日隆，其诗名也渐为绘事所掩，正德间李东阳为其诗集作序时就指出“多以画掩其诗”，嘉靖间何良俊也说：“沈石田诗有绝佳者，但为画所掩，世不称其诗。”（《四友斋丛说》卷二十六）史书中的沈周列传，多以其人品高洁入“隐逸传”，或以其书画之能入“艺术传”，而均不载之“文苑传”中。明清时期对沈周画作的题跋品鉴不胜枚举，但诗文评价寥若晨星，尤其是到了清代，沈周的诗人身份几乎已被遗忘。


  近代学术史意义上的沈周研究，也肇始自美术领域。民国间潘承厚编《沈石田年谱》，建国初郑秉珊著《沈石田》，两位作者均是画家出身，无论是生平编年还是作品阐释，更多是从艺术家视域出发对画家沈周进行研究。沈周亦是以其绘画艺术成就进入西方学术界的视野，1953年艾瑞慈（Richard Edwards）以《石田：沈周艺术研究》（The Field of Stones：A Study of The Art of Shen Chou）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这是第一本以沈周为专题研究的博士论文，也是西方文化界关于沈周艺术研究的开端。截至目前，仅沈周美术专题研究的硕士、博士论文已有近百篇，专著如阮荣春《沈周》（吉林美术出版社1996年）、吴敢《沈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紫都等《沈周》（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林家治《沈周》（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娄玮《石田秋色：沈周家族的兴盛与衰落》（石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等，也多由美术史领域学者所撰写。


  随着明代文学研究的推进，诗人沈周为学界重新关注。虽然最早两篇古代文学专业博士论文（吴敢《沈周书画编年考辨》，浙江大学1999年；陈根民《沈周交游及传世书画作品考辨》，浙江大学2002年）仍以书画、交游考证为主，但也表明沈周已被纳入古代文学研究的视野。21世纪以来，明代吴中文坛成为研究热点之一，沈周文学研究的硕博论文与专著也开始增多，如吉增芳《沈周诗歌研究》（河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何丽娜《沈周诗词研究》（黑龙江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徐慧《雅聚——沈周文人圈研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夏金晓《沈周<客座新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何丽娜《沈周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7年）、时文静《沈周山水诗意象研究》（安徽大学硕士论文2019年）等，沈周美术研究一枝独秀的局面逐步被打破。


  毋庸讳言，受研究历史及现代学科划分的影响，目前的沈周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被割裂为美术研究与文学研究两部分。这不仅是不同领域研究者在研究兴趣、关注视角上的不同，背后体现的是不同学术训练所带来的学术视野乃至研究思维上的差异。随着沈周研究的深化与细化，学科分野带来的遮蔽与局限也逐渐显现，研究越深，愈觉其弊。有鉴于此，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与美术学院于2019年8月联合举办了第一届沈周跨学科研究青年学者工作坊，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东南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等高校的青年学者齐聚一堂，尝试不同学科间的对话交流，讨论内容涉及沈周绘画、书法、诗歌、笔记小说、文艺思想、生平交游、文献流传等多个方面，论文评议商榷，观点碰撞启发，切磋琢磨，获益良多。


  会议间聊起沈周研究现状，我们一致觉得学院派看似高深的论著似乎很难引起普通读者的兴趣，何不合撰一本兼顾学术与通俗、美术与文学的小书呢？于是我们草拟题目，分章撰写，六人学术背景各不相同，六记行文风格不尽统一，最后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小书，就是尝试在打破学科间壁垒的学术征程上迈出的第一步。“沈周研究青年学者工作坊”会持续举办下去，也希望更多的青年学者加入我们的团队中，我们会定期举办学术活动，推出相关著作，为沈周跨学科研究贡献一份年轻的力量。


  汤志波


  2020年4月20日


  知·趣丛书


  名士派：世说新语的世界 徐大军 著


  从“山贼”到“水寇”：水浒传的前世今生 侯会 著


  梦断灵山：妙语读西游 苗怀明 著


  探骊：从写情回目解味红楼梦 刘上生 著


  所思不远:清代诗词家生平品述 李让眉 著


  梨园识小录 陈义敏 著


  志怪于常：山海经博物漫笔 刘朝飞 著


  儒林外史人物论 陈美林 著


  沈周六记 汤志波 秦晓磊 主编


  史记八讲 史杰鹏 著


  敦煌的民俗与文化 谭蝉雪 著 李芬林 编


  拾画记 任淡如 著


  神魔国探奇 刘逸生 著


  明人范：生活的艺术 袁灿兴 著


  寻幽殊未歇：从古典诗文到现代学人 杨焄 著

OEBPS/Images/image00186.jpeg





OEBPS/Images/image00187.jpeg
=u vy
kb T
AL s gaiag
bAERNA






OEBPS/Images/image00184.jpeg
AT E TRE K
AR B R oo g W T
Lfﬁw%hx%@a?«icﬁ
o ek R R T o T
IR
i R AR
Y I REEheren
A Lt R
IFLE Tk
& AN A ke g R
defeTeEy FEL-BR
W R REEL ek R
It i EE
Hogleonrgeliid
TReeswds
FESH B bl
PR EUERE ST - P
AR a8 s ) e
LazsrealgTRen
S b g S EN Tk 4
B a) ok G EIE
H R SR e






OEBPS/Images/image00185.jpeg
FAc s g oy
: ] A A0 AT A
P ee fo
W ek B

L

=

£ SR R wdmé
48 N FOZ T T B
~ AT A AR R

R 4wl 9 A R

T § e slerd ol HdiE
R RFP ae Hae
R AR ERE
AT
LI Tk e Rk
A e B o )
e EERYS 2Ry
o Dol LR






OEBPS/Images/image00190.jpeg
WEEET Ly gow
OB 08 e e e
RN v
Slustios ma | Dok
&8






OEBPS/Images/image00110.jpeg





OEBPS/Images/image00188.jpeg





OEBPS/Images/image00109.jpeg





OEBPS/Images/image00189.jpeg





OEBPS/Images/image00108.jpeg
FE -~ R Hex
A A e e 3
VAT NG
Boh % 8 F
| Fgvey
N
4008 24 Wl vt T 43
L R w0
W R v ,tu

.
-






OEBPS/Images/image00107.jpeg





OEBPS/Images/image00106.jpeg





OEBPS/Images/image00105.jpeg





OEBPS/Images/image00104.jpeg
Temiw ¥
W RAF e ™
W erRoR
Wi ¢
TRy
¥ g
ST R Al
58 AN A AR
o) Wil G2






OEBPS/Images/image00103.jpeg





OEBPS/Images/image00102.jpeg
B BT 3 g
B E R
WA






OEBPS/Images/image00101.jpeg





OEBPS/Images/image00193.jpeg
o @HQB TE ) Srwpwy e
O B E W B e Wl
FRbg b M Y IV F (X
oA A
Grudel LonBav § &8 o % o ol y)
AERRA AT LW B R G P e L
BRANFowml N v Ml g ot W d Nayne
ELE RS 4
w8 e B e e W 0 ] ) e e Y
WEASRE D CREECLR Y i fllap
AT EE LR D ER WG A ) | e
K ARG B YRR ST - b
AR LR WE TR LA T T O YR L
REALURBR ROV ET R R ¢ s {6 e 4K
EERE QLB @ IR St g d Bl D Y
B Wl o e a2 o)) o i o @ 1) 8 e W s
BV E KA LTt W L E DR AG L TR |
BUAL YLD LGN EREET )V et
L b e
ELEEER P22 f L A E






OEBPS/Images/image00194.jpeg





OEBPS/Images/image00191.jpeg





OEBPS/Images/image00192.jpeg





OEBPS/Images/image00175.jpeg
LR RO & m
&:i&ﬁ%ﬁé&
iMMaﬁﬁﬁﬁﬁ
%MMﬂ&%ﬁﬁm
M&fﬁ%%ﬁ#ﬁ
A o i B A R

N~ BB B
e ww 3





OEBPS/Images/image00176.jpeg
a,maiw Ty
L e g
P i?f.:?i._

./b Q






OEBPS/Images/image00173.jpeg
ik eyl o 2 B ) o ol
ey Ry
R o R B Y

AL YRR TR

B

e

=






OEBPS/Images/image00174.jpeg
S

N Q=
REESLEE S S
B N e -
REANKEZE ey
W N KK vy D
o WAS S W T e
il g Y R
LR PG E i e
T E R4 o )
W e s O K O
R SR IS





OEBPS/Images/image00179.jpeg





OEBPS/Images/image00100.jpeg





OEBPS/Images/image00180.jpeg





OEBPS/Images/image00099.jpeg
TR e By e
5 EDIyoRA B 105 Wiy
w3 S R e O
R o T T WO
Hyr=

ARE ST RS W
Bwrrsrertes

ae s sl VR g

KR N EES
A e e
Ko 4 5 G AR T

SR yEwsiRRE ©






OEBPS/Images/image00177.jpeg
.

13





OEBPS/Images/image00098.jpeg
T OB = -
setddaldmadadsd
TR A mlag D






OEBPS/Images/image00178.jpeg
VR e gy TARSE L %
W B @ d gt g
g &1??,. i@

A0 N R ey 4%
R S
E¥ B

ez 1 G

FEWNER W ey ) =it
Fowlne R B
- N B

W el B ek,

TR et
! A =

i

0





OEBPS/Images/image00097.jpeg
Eilig
- B
& %k O3 F S
NmE X






OEBPS/Images/image00096.jpeg
A 4%&,6.3 W
e sk O A O






OEBPS/Images/image00095.jpeg
G
BE
- .
Jn‘;g.






OEBPS/Images/image00094.jpeg
AR





OEBPS/Images/image00093.jpeg





OEBPS/Images/image00092.jpeg
P SRR AT LWV IR
) 3 R MR A B W e R
o £ R RO B,
et v

M ey e

WEAEIA T 1 e Ehe B F et o
o ek e DA R T

Tt T AT Frazdy

i






OEBPS/Images/image00091.jpeg
ﬁw&ﬁ;l&m,iﬁs&w,
B ok B B £
AKX REDIERFT
B oM o N W
W 3 =R AT

KEP R R 5] D vk Do
(PRt nate g s
?fﬂa.w.fim@%ﬂmm.ﬂ.&mﬁax&ﬁ
YRR T Lo Dl p
S E Dk AR an Bl






OEBPS/Images/image00182.jpeg





OEBPS/Images/image00183.jpeg





OEBPS/Images/image00181.jpeg





OEBPS/Images/image00208.jpeg





OEBPS/Images/cover00220.jpeg
iyl






OEBPS/Images/image00209.jpeg
ﬁi@a% B9y

il | o ey
mq UTED AR AR

W oM






OEBPS/Images/image00206.jpeg
abebv@ad Zibig
Dol R w R e R
AR S RRER
Bapzeir s X
,A.siﬁﬁwrﬁ
% detesealc
@R TR
$ e AR AT 3R

Gk b
AR SRS b 32 o L€
i Ea e
o A D
2= dwk

e eleaged
bl ﬂﬁmw&ﬁz
Smd 10 oAl

, S iy

S TN

T i =t o2k
st o) m R W ey
Aol 4 T I e o
, XE-REREE
Lan = NG






OEBPS/Images/image00207.jpeg
. \&ﬂum%éiﬂi.& <|V\..

W ¢ FWE

Bl O e e bmnt‘amﬁﬁvmm
SRR BT E T y

%ﬂ@wfﬁ%{ WR E

;f&QﬁA wxmvak ] igy,_mﬁwﬂ uﬁxéﬂi
_ SetiplEx Kanikk: W S ST R
slm%mm«uwﬁﬁf Eryeky E.ﬁi HE
tead ka?f#ﬁ& Mi,,f

m%gﬁmxﬁﬁ oy jnie g S
SRR R ST AR HE XS
ﬁiﬁgﬁ*ﬁmﬁ T KRG hﬁi F\r: ?rﬂL

z&%m@ﬁ.w% Hen
TEEWUEEE Kb e
;&ﬁﬁ%ﬁiﬁ%m S

Sl F?y
= gﬁiﬁﬁ..l? =

%@Qﬁ.ﬁa&;





OEBPS/Images/image00210.jpeg





OEBPS/Images/image00130.jpeg
R0k e 3w 208 B e b @
e aldg it h B
A o e W E B e R
yﬁia%&%%ﬁ#.@if
& ekl e e 9
T %m L EER
t.n::.fm L E AR A

;ﬂ./U,
TN =T





OEBPS/Images/image00129.jpeg
Hiawwie sl = hm g
FE TN RS -y
B RiE b s REFEN
wE e wEYEEE
Ae & 8 W v okond #ﬁ. 2
st R g R
AT % AER R ok
Mﬁ%ﬁmr.ﬁmikﬁm

=i iRt

Mkmyi«» AR e ties
T

ST ATl

RATMLRAT

- e rad 3 3T twerdy K0

AAREZ TR HES

QT KRR

R
Hoe 1z - TR g e
R LA e sl
MR e R E1E
oy ] At a e R T
W F e o3 Tes
A 1 e TR
w2l
EIRE S AERT

cwediB W





OEBPS/Images/image00128.jpeg





OEBPS/Images/image00127.jpeg
; »w%yidag.(& Lirﬂ., %%ﬁﬁw#ﬁ_kﬂu_,lwi.

u&«%giu? H e RE KL W E

B By =S o I EWI T
-0»./{10’)1..\ GWM %y -

R R

- D
p-gte

S






OEBPS/Images/image00126.jpeg





OEBPS/Images/image00125.jpeg
v ST
| Xﬁﬁ%‘%‘ ﬁ.fﬂaﬁn«mﬁ P\ S

REM AL o 1 30 K e S S S b
DA, e e e T e

RS EE ) PN L e .,.ﬁ,«m.m.m TR YA
Al doerfae g LA iR a L i = g
SRR L N 1 e 2o L W ke o | afis i
A e s s T T e N
S A QE LA QD 2l Lo TSR
RS T - Bt wdmERE i I
] R R SN T N
,A&.&ﬁm@ﬁm%:&ﬁv}ﬁaiﬁﬂ&ﬁiﬂ?%}&ﬁ%
DA o L e ol A
AT W S Ry MR AL
AR {1 S Tiw | =






OEBPS/Images/image00124.jpeg
RCRUE R SN
@R
KA LA
o] B Y
WRE
wRw






OEBPS/Images/image00123.jpeg





OEBPS/Images/image00122.jpeg
Bl Py e ST

b S

SE
L L8 1
AN e oma a
B AR R s o
R T W
WA w Al e R T
T R S
S Ea s dxh
e A
Wk 3 M Ay
b cRl 22 E e
LAl 4 e 2
ot AN R
Ry Ed w2 i
=

IR
ME BT






OEBPS/Images/image00121.jpeg
b
<:
5
P
¥
=

Fogne
by
Tesast
Fxmts e
wrs

P
Saniy =





OEBPS/Images/image00211.jpeg
Wb RS A RRAE TS

2B nlal e Wl LS
A € L i KA
PEEA LE TRt

A wi = AR

AR WITAHAT Ve |
s S
Shwsrn s dabve
Faidd e T
P

BLEE€antr
wtevza

zf‘*fW.m.n .
A2 e e o]

P SR S AR
ByEse ke ¢





OEBPS/Images/image00212.jpeg





OEBPS/Images/image00215.jpeg





OEBPS/Images/image00216.jpeg
_X\w\?-
3 295

%%__E.n;?

e e e e
W E el
R e ol

L b sk
R w83 Bl
S R

R kb
B 38 e e i





OEBPS/Images/image00213.jpeg





OEBPS/Images/image00214.jpeg
L Wevmma o
3 w.m?&#m&wm
okttt ol

AERTS e
=
¥z B8






OEBPS/Images/image00197.jpeg
e BAFFEI R
&ﬂﬁﬁm* #%., ,,





OEBPS/Images/image00198.jpeg





OEBPS/Images/image00195.jpeg





OEBPS/Images/image00196.jpeg





OEBPS/Images/image00199.jpeg
SERTRY R N 2T TR
,M..ap.ﬁ,ﬁ. )NW».._..&.W%..;«IM
R T

Tt G Ik A Sl

R XM R SR ET

F:g C RN IS e
W e 2 e T
Weksop
fougwtedd Twea
Mo At kw4 SrME 2
LRl
W o R W R
ST A4 AR E N
Rt bR R T





OEBPS/Images/image00120.jpeg





OEBPS/Images/image00200.jpeg





OEBPS/Images/image00119.jpeg
g {h Yo gl ag
kit LU T L 20 o L
TR G T e Tl
Bonl LTI TF e E e
EETAT R Ml S
TANE R TR R ¥
weExokd
e kot e T L B
W RETF AW B I FE LA
Seysiaad e
WE






OEBPS/Images/image00118.jpeg
s A AR Yebd o Tl s

A0 e R Rl
..»n.&».). LL\&
aMQ«mn =

T T e
FUREAIEERTIR N

Y ««ﬂmd:n«diar
) |
TR WA s RERT=D 4

AR W T ANF
Wi e ,Jw.m.i.lu
S AECRAET S Loy
kL L E

WEY

A WA N g
N AR






OEBPS/Images/image00117.jpeg





OEBPS/Images/image00116.jpeg
#@M.ﬂ@
e 2

N
yﬁw.ﬂ& .L 5
LR






OEBPS/Images/image00115.jpeg
»s,_...m £ @

1T QA T W i T e o o fadalm g R G
)3 e o ic«ﬁ,.m-:.
1256 90§ 4 KT 4 20 (% AT R et ol uﬂfﬁbﬁi&w
e 4T A & o 4 l;_..»..zfﬂ«.hnlkmﬁ..ﬁaﬁ Woan 3 o Y
“ﬁ%t%% R Wl o ! 0 R D AT R
o a2 Bk ¥ N W 8 e T [ 2 M3l A A e
04 2 o R 0 4 X8 ol o e el ) Kk

=

Al T o) B L8 e W kAT o B A g
A A W W AR e 3 LR NT o) i m e S

el
B AR
o 9 38 ok 12 e e
ia;‘,ﬁna Efww%,ﬁa;eﬁ«i \ﬂf&ﬁn?






OEBPS/Images/image00114.jpeg





OEBPS/Images/image00113.jpeg





OEBPS/Images/image00112.jpeg
W] 247
R
B AR i
N2 oo g N2 8
SR AR S
Wt B ke
FE(eTdedt
FRDR @ W e T
et
R I S
ety )l B
DR

PRk
e o3






OEBPS/Images/image00111.jpeg
AN 20 T AR Y v W R B
AT e Sk R RO T N
Ld ke A9 R0 1T A s e
L2 R A S R R e WA
FE ALY K Al
R eE g ()

&
o





OEBPS/Images/image00201.jpeg





OEBPS/Images/image00204.jpeg





OEBPS/Images/image00205.jpeg





OEBPS/Images/image00202.jpeg





OEBPS/Images/image00203.jpeg





OEBPS/Images/image00150.jpeg





OEBPS/Images/image00149.jpeg





OEBPS/Images/image00148.jpeg
K= R vl
R 5
W ety Jf»
e
8 e B e Y
Mo g A 4y
& Qnugw





OEBPS/Images/image00147.jpeg





OEBPS/Images/image00146.jpeg





OEBPS/Images/image00145.jpeg





OEBPS/Images/image00144.jpeg
.ﬁr s X 2 g
W RTAE 5 E AR R
534 madamaiked
eEY Ry gy
Ktk R g
=
Ja&& e avem ko]
sewbal R | i
s.xré il i
= »nl«ﬂr.rﬂl =)o
EAERRT-0E
i R
ket

ATl o





OEBPS/Images/image00143.jpeg





OEBPS/Images/image00142.jpeg
VP /MR PSR RS

kb2 IR YT k>
(BIIR 2w+ EBRS R





OEBPS/Images/image00141.jpeg
e s b
e R g AR
o e
e A S T
LR SELURT S
AR IS TE |
S Wk SR ARy
BIARE S Fan dan.
Ay L ey
Rt =
P T e =
-
ARE AR

(3
FEV TS eny
KRR TR\ Lyg
TEVRERE A o

EiM AT Sy





OEBPS/Images/image00219.jpeg
e





OEBPS/Images/image00217.jpeg
L E
U RCReRCL- R VRS

M
by
o
IR A
T S

3 AR,
® n : j ,/ Sk
. \ N
A {
,/ h
: w.,u" Uﬂw 3 g
&
\ N :





OEBPS/Images/image00218.jpeg





OEBPS/Images/image00140.jpeg





OEBPS/Images/image00139.jpeg
VB T
e W oy By A e T 0o
wel v W L YR
3l m o) T AR IFE

Wi 3w T e e
G o e 0 e ol

% 5 N @
e 7 AN o &l

e KR ==






OEBPS/Images/image00138.jpeg





OEBPS/Images/image00137.jpeg





OEBPS/Images/image00136.jpeg





OEBPS/Images/image00135.jpeg





OEBPS/Images/image00134.jpeg
B
R AETTE e
 ksent e iedeg R
fdET
R ST e LRUE |
Tl i T AL
X URpT LR D e
Lo !
» WE R






OEBPS/Images/image00133.jpeg





OEBPS/Images/image00132.jpeg





OEBPS/Images/image00131.jpeg
BE st h LT s 3

-
e D

WPk TR e s 0

)





OEBPS/Images/image00090.jpeg





OEBPS/Images/image00089.jpeg





OEBPS/Images/image00088.jpeg
B/ X e o A
A | = g o e
BAN AR LR
TR ek
ARy 2w





OEBPS/Images/image00087.jpeg
A AT Qe 9B e
R 30k 2 ke e
R ok WALEUE
Fon 0 E WR ot vk R
W= W AR R E
ke S oli g g R ¥
whRran e D ak
W W et iRy

. Boxe sz D %Y (e
“&#&é&éﬁ&@ﬁﬁ»ﬁ@%%ﬁ

0 = o) ) I AP ey e D






OEBPS/Images/image00170.jpeg
Logeint s daasukn Bl R,
Uil AR AT Sk i oG pane

e xS s iR A g ik

A amakle s

FeesaRT IERUIEL G
e s e g g
b B e
e
AR o) Y A R e
2Tk B AR # Aot
Pl g A TP e AR el






OEBPS/Images/image00169.jpeg





OEBPS/Images/image00168.jpeg





OEBPS/Images/image00167.jpeg
” Re

m%#ﬁ%mm%xt R
N S, k&

uwf.i« ﬁx&.ﬁf
E £}

38 0 L
bt Al
iitﬁmw v o

ﬂ%a&&ﬂﬁfﬂw‘
#wﬁ%*#amu‘





OEBPS/Images/image00166.jpeg
B A R e e
ot QL 0k 4 K
R LR L S

W Y IEEL e
LS et ¥ d
P G ¥ TN





OEBPS/Images/image00165.jpeg
g XAT E

Tl A S - D

PR i ondig
LT A
oW EETE
e N S






OEBPS/Images/image00164.jpeg
E S meg_&;f&m&
, St debE g
TRMERE L b r s b
BRW R e
Bl gy Spran
W
Weemd - 2 @dw ,uﬁﬁmmf.,

M E e i S
=gk g STETLLT

"R AR EH

D Wy LR e B o R
E L PV i ey bt

o g x|

6y CF DAt & o g ko iy
PRR I M,ﬂ;a;&ﬁ.mwm?a%n@h.,
e R Fawd=e

W Ke
BE A e

Tx 4 e
MR

AR E RS
s






OEBPS/Images/image00163.jpeg
ﬂ.aﬁ&@%ﬁﬂé%m.ﬁ@
AZ 4 %

R S L AR

P2 |

£ S RTINS T
3

.w?,mww..ﬁi
e E QYRR T
. S






OEBPS/Images/image00162.jpeg
Wyl TR LIy
B e el
ERRE R et
R Vs ghuen

Flewwea






OEBPS/Images/image00161.jpeg





OEBPS/Images/image00171.jpeg





OEBPS/Images/image00172.jpeg





OEBPS/Images/image00160.jpeg
KMEY freagw

S LRRED oy may
Rt TOMRuEx e
e ina%ﬂm PR

gﬂﬂ#mﬂ ﬂ‘ﬁﬁ«n«wﬁ.df.n D % |
; ' b EENS
T dobee e GRS

e AW EAwy.  ew
3%

e e .

IR g {  PRE=ES ey

4 ®rg

) 4 Hradwwsl

Mg,nﬂw.uvbl L€ T i
S R

sflilﬁ,ﬂ_,..-aré

Proar o
R A

L S 4T3 T

pgams Rl -t

whemdidase
Hynw WRERdas IR
Earddrideiiir
—reNESha it





OEBPS/Images/image00159.jpeg
LRkt & i & A
o mlee s g TRIRWES
o R e

ol s e W A TN bW

T ST R R AR
BTt 0 LR s Tty
A 4 YA
B L
R e T

Lewlmmt






OEBPS/Images/image00158.jpeg
Rl = -2 o |
g alm A T E Ryt

&) s

R izt R0 2 % S ekt gf

XWH LT T 2 2w il

BN TR W sas
2w 2

T R T PR TR
e £ R VR R A

-~
iy 1 ez






OEBPS/Images/image00157.jpeg
NS
N





OEBPS/Images/image00156.jpeg





OEBPS/Images/image00155.jpeg
Wl vk ) XN AT
e e e W v W
EeRgEH =T

-E R





OEBPS/Images/image00154.jpeg





OEBPS/Images/image00153.jpeg





OEBPS/Images/image00152.jpeg





OEBPS/Images/image00151.jpeg
£
mﬂ

k
o

#

R

/....

o





